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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一般所說，最後身菩薩在下降人間成就佛果之前，都是

住在兜率天。諸佛出世，可以從空間與時間觀察。 
就空間而言，《阿含經》及《尼柯耶》已經看到「三千大千

世界」的教說，《瑜伽師地論》等論書進一步說「三千大千世界」

一起成壞；「三千大千世界」的構成，最高只說到梵世

（brahmaloka），因此語可以僅指初禪天，也可廣及色界諸天，

甚至兼及無色界天，所以「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蘊含了佛

教宇宙論的多元思想，包括世間的結構，成住壞空的過程，人

壽的增減等等。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土，也就是出一位佛陀教化的自然

場域，這延續了「一世無二佛」的經說，但佛陀的教化可以跨

出其佛土，這也可以思考世界有邊無邊的意義。 
佛土的概念預示了「現在十方佛」的存在。「唯一佛說」強

調一切世界只有一位佛陀，應化無數，足以度化應機眾生。單

從「十方有佛」，還不足以彰顯如《攝大乘論本》說的「同時無

量圓；次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強調菩薩行，可以有多數菩

薩在不同佛土成就，才是大乘佛教菩薩教理的指標。 
就時間而言，《阿含經》及《尼柯耶》已經開示未來無量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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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可能性，但經說的「賢劫」，究何所指，有不同的理解，後

代出現「賢劫千佛」、「賢劫五百佛」的說法，甚至有人以賢劫

諸佛就是「同時有多佛」。 
彌勒是下一位要在人間出世的佛陀，這是佛教一致的傳

說，而現在居住於兜率天的彌勒菩薩，究竟何時下生，有三種

脈絡來理解：一、世間成住壞空的循環；二、兜率天壽；三、

末法思想。 
以《阿含經》及《尼柯耶》所傳為本，兜率天壽為人間五

億七千六百萬年（576,000,000），以此檢視漢譯佛典相關傳說，

也只能如志磐所說的「佛所說義，不應有異，要是部主聽受機

見有別，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 
 

關鍵詞：宇宙論、三千大千世界、賢劫諸佛、佛土、彌勒、

兜率天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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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1 再回到「億」的數值問題。 
以現代的算法，「三千大千世界」是十億個器世間（109），

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在解說此一問題時，說到漢字「億」，

可以代表印度四種數值，而且直言：「洛叉，是億也」；洛叉

（lakSa）是十萬（105），窺基說這就是「億」（本文§ 1.2.3.；參

考郭忠生[2011]，225－226）。 

    在玄奘的譯場裏，常可看到這樣的理解。以《大毘婆沙論》

（卷 136）來說，該處談到時之分齊（時間的計量單位），色之

分齊（物質的計量單位，體積與重量）等問題。 

    剎那（ksana），常被看成是佛教所說最小的時間單位，但

佛典對於剎那的構成，還是有不同的說法。《俱舍論》說：「對

法諸師說：如壯士一疾彈指頃，六十五剎那，如是名為一剎那

量」，但《雜阿毘曇心論》提及三種剎那量，其中的「又說：如

壯夫彈指頃經六十四剎那」，這與《俱舍論》的傳說，略有不同；

而《雜阿毘曇心論》與《大毘婆沙論》都提及，釋尊其實沒有

開示「實剎那量」
162

。 

                                                 
162 參看《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頁 875 下；《俱舍論》（卷 12），大正

29，頁 62 上－中；《雜阿毘曇心論》（2），大正 28，頁 886 下－頁 887 中；《大

毘婆沙論》（卷 136），大正 27，頁 701 上－下。印度一般傳說的時間計量方

式，見 Barnett[1914]，218－220；Colebrooke[1873]，540－543；

Klostermaier[2007]，90、493。釋尊之所以沒有開示「實剎那量」，《大毘婆

沙論》（卷 136）是說：「問：何故世尊不為他說實剎那量？答：無有有情堪

能知故。問：豈舍利子亦不知耶？答：彼雖能知而於彼無用，是故不說，佛

不空說法故」，這樣的解說，近似於《雜含》第 948 經關於劫（kalpa；kappa）

的問答：比丘問佛「劫長久如（何）？」，釋尊回答：「我能為汝說，汝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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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大毘婆沙論》（卷 136）等，還是傳述了由剎那所

構成的時間單位： 

 

    「百二十剎那（ksana）成一怛剎那； 
六十怛剎那（tatksana）成一臘縛，此有七千二百剎那（60

×120＝7,200）； 
三十臘縛（lava）成一牟呼栗多，此有二百一十六「千」

剎那（30×7,200＝216,000）； 
三十牟呼栗多（muhurta）成一晝夜」。 

 

    以現代的算法，一晝夜是廿四小時，所以佛典的牟呼栗多

（muhurta）是四十八分鐘。再進一步計算，一晝夜廿四小時（即

三十牟呼栗多）可得 6,480,000 剎那（ksana）。《大毘婆沙論》（卷

136）的用語是：此有少二十，不滿六十五「百千」剎那（30×

216,000＝6,480,000）。此五蘊身一晝一夜，經於爾所生、滅、無

常」。 
    《大毘婆沙論》（卷 136）這樣的用語，是梵語的直譯：六

十五「百千」，就是六百五十萬，「少二十」，應作「少二十千」

（也就是現代算法的二萬）。如果確是「少二十（「百千」）」，何

不直接說四十五「百千」？ 

    但這樣的數值（一晝夜有六百四十八萬剎那），在《大毘

婆沙論》（卷 39）是說：「由諸有情業增上力活時，未有屍骸相

現，謂一晝夜總有六十四億九萬九千九百八十剎那五蘊生滅」

                                                                                                        
知」（參郭忠生[2011]，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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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7，頁 202 下）。若把這一段話中的「億」看成是洛叉

（lakSa＝十萬＝105），也就是「百千」，這裏的數值就是「六百

四十九萬九千九百八十剎那」，但還是與「六百四十八萬剎那」

不同。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大毘婆沙論》（卷 136）的「少二

十」，譯場中的筆錄者以為是「六十五百千，少二十」，就這樣

算出「六百四十九萬九千九百八十剎那」。 

 
    § 2.1.2.《發智論》（卷 20）說到一種外道的見解

163
： 

     

    「諸有此見：有十四億六萬六百生門，五業、三業、二業、

業、半業，六十二行跡，六十二中劫，百三十六地獄，百

二十根，三十六塵界，四萬九千龍家，四萬九千妙翅鳥家，

四萬九千異學家，四萬九千活命家，七有想藏，七無想藏，

七離繫藏，七阿素洛，七畢舍遮，七天，七人，七夢七百

夢，七覺七百覺，七池七百池，七險七百險，七減七百減，

七增七百增；六勝生類，八大士地。於如是處，經八萬四

千大劫，若愚若智往來流轉，乃決定能作苦邊際，如擲縷

丸縷盡便住」。 

 

    《發智論》認為這是「戒禁取（見）」，但沒有指明這些是

誰的見解。《大毘婆沙論》（卷 198）解釋其中的「十四億六萬

                                                 
163 《發智論》（卷 20），大正 26，頁 1028 上，這也是玄奘的譯語〔《阿毘曇八

犍度論》（卷 30），大正 26，頁 913 下的用語不完全相同），參看《大毘婆沙

論》（卷 198），大正 27，頁 991 中－下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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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生門」： 

 

    「『十四億六萬六百生門』者，如正法中有四生門，謂胎、

卵、濕、化，是諸有情共所經受，其量決定不過不減。如

是外道無勝髮褐計有爾所雜類生門，一一有情遍所經歷，

數量決定亦不增減」。 

 

    《大毘婆沙論》說這一段是無勝髮褐（Ajita-kewa-kambala）

的主張
164

，但現存《雜含》第 163 經所看到的內容是： 

 

「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令諸眾生作

如是見，如是說： 

    於此十四百千生門，六十千六百；五業，三業，二業，一

業，半業；六十二道跡，六十二內劫，百二十泥黎，百三

十根，三十六貪界，四十九千龍家，四十九千金翅鳥家，

四十九千邪命外道，四十九千外道出家，七想劫，七無想

劫；七阿修羅，七毘舍遮；七天，七人，七百海，七夢，

                                                 
164 大正 27，頁 911 下，關於此人，參看《印佛固辭》，13－14；DPPN，I，37

－38；《雲井巴利》，23－24。但是依《長部》第 2《沙門果經》所傳，這都

是末伽梨瞿舍梨（Makkhali Gosala）的主張，參看 Banamoli & Bodhi[1995]，

1279，note 752；Analayo[2011]，414－415。《大毘婆沙論》似乎並不認為《發

智論》這一大段的論文都是同一人的見解，如其中的「六勝生類」就是「滿

迦葉波外道（Purana Kawyapa；Purana Kassapa）施設六勝生類，謂黑、青、

黃、赤、白、極白」（大正 27，頁 922 中）。但《發智論》說的「六勝生類，

八大士地」，《雜含》第 163 經則說「六生，十增進，八大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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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夢，七嶮，七百嶮，七覺，七百覺；六生，十增進，

八大士地。於此八萬四千大劫，若愚若智，往來經歷，究

竟苦邊」（大正 2，頁 44 下）。 

 

    這樣的見解也見諸《相應部》〈見相應〉第 8 經，以及《中

部》第 76《刪陀迦經》。這些不同的傳本，雖不完全相同，以

巴利語本來說，這是「十四百千又六十六百『生門』」（Cuddasa 
kho panimani yonipamukhasatasahassani satthi ca satani cha ca 
satani），現代的用語就是一百四十萬六千六百生門165。 
    《大毘婆沙論》（卷 198）所傳「十四億六萬六百生門」，

其中的「十四億」應是「十四百千」，也就是一百四十萬（所以

全部是一百四十六萬六百）。《大毘婆沙論》（卷 133）所說：風

輪「厚十六億踰繕那」，「水輪於未凝結位，深十一億二萬踰繕

那」，「金輪厚三億二萬」，也是把「十萬」（105），看成「億」

（詳下文 § 2.2.2.1.《俱舍論》〈分別世品〉對器世間結構的描

述）。 

 

    § 2.2.1 再看玄奘的另一譯作《俱舍論》，其〈分別賢聖品〉

（卷 25）說到： 
     

「應知此中，一隨信行： 

                                                 
165 Banamoli & Bodhi[1995]，622：There are these fourteen hundred thousand 

principal kinds of generation, and sixty hundred kinds, and six hundred kinds；又

見 Bodhi[200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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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故，成三，謂下、中、上。 

    性故，成五，謂退法等。 

    道故，成十五，謂八忍七智。 

    離染故，成七十三，謂具縛離八地染。 

    依身故，成九，謂三洲、欲天。 

    若根（3）、性（5）、道（15）、離染（73）、依身（9）相

乘，合成一億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種（3×5×15×73×9＝

147,825）。 
    隨法行等，如理應思」（大正 29，頁 131 下）。  
 
    部派論書常可看到這樣的說明方式。隨信行此一果位，如

果按照「根（器）」來說，可分成三種：上根、中根、下根；如

果以「（種）性」來說，可進一步分成退法、思法、護法、安住

法、堪達法等。這樣計算下去，隨信行共有 147,825 種。 
    真諦譯本此處作「由根、性、道、離欲、依處，合數成百

千四十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大正 29，頁 283 上），也就是「十

萬（百千）」又「四萬七千（四十七千）」又「八百二十五（八

百二十五）」＝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人。 

    所以此處的「億」，數值是「十萬」（105）。 
 
    § 2.2.2.1.《俱舍論》〈分別世品〉描述器世間結構的最底層

是： 
 

「1.許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安立，形量不同。 

謂諸有情業增上力，先於最下依止虛空，有風輪生，廣無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  69 

 

 

數，厚十六億踰繕那。 

    如是風輪，其體堅密，假設有一大諾健那，以金剛輪奮威

懸擊，金剛有碎，風輪無損。 

    2.又諸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雨，澍風輪上，滴如車軸，

積水成輪。 
    如是水輪於未凝結位，深十一億二萬踰繕那。 

    3.有情業力感別風起，搏擊此水，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

凝成膜，故水輪減，唯厚八洛叉，餘轉成金，厚三億二萬。 
    4.二輪廣量，其數是同，謂徑十二億三千四百半，周圍其

邊數成三倍，謂周圍量成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踰繕那」

（大正 29，頁 57 上－中）。 
 

    此段論文中的「億」就是洛叉（laksa），也就是十萬（105）。 
    首先，此段論文所解說〈分別世品〉第 45－第 47 頌是說： 
 

「安立器世間，風輪最居下，其量廣無數，厚十六洛叉。 
（tatra bhajanalokasya samnivewamuwantyadha /  h

laksasodawakodvedhamasamkhya  m vayumandalam||45|） 
    次上水輪深，十一億二萬，下八洛叉水，餘凝結成金 

    （apamekadawodvedha  m sahasrani ca vimwati /h  

astalaksauchraya  m pawcacchesa  m bhavati kabcanam||46|） 

    此水、金輪廣，徑十二洛叉，三千四百半，周圍此三倍 

    （tiryak trini sahasrani sardha  m watacatustayam/ 
Laksadvadawakam caiva jalakabcanamandalam||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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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頌文可以看得很清楚，風輪（vayumandala）的面積是「無

量」，厚度（也就是高度或深度，以下同）是十六洛叉166，也

就是一百六十萬踰繕那（yojana）（160×104）。 

水輪（jala-mandala）原本的厚度是一百一十二萬踰繕那

（112×104），但水輪有一部份凝結成「金」（kabcana），所以水

輪厚度實際上只有八十萬踰繕那（80×104），金輪

（kabcana-mandala）的厚度有卅二萬踰繕那（32×104）。 

水輪與金輪直徑是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十踰繕那

（1,203,450），其面積是「周圓三倍」
167

，也就是三百六十一萬

又三百五十踰繕那（3,610,350）。 

《大毘婆沙論》（卷 133）所描述器世間成立的過程，其數

值與《俱舍論》的用語，完全相同
168

。 

以上的風輪、水輪與金輪，是器世間的支撐依持（也可說

是器世間的一部分），真正構成有情所居住的山河大地，還要

再下一次大雨在金輪上，而後經「具種種威德猛風鑽擊」（大

                                                 
166 福原亮嚴[1973]，406－412 可以看到這幾個頌文的相關資料，又參 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http://dsbc.uwest.edu/node/5121。 
167 「周圓三倍」只是概略的說法，一般說來，圓周率（π）近似值是 3.141592654。

這顯示《俱舍論》所描述的世界，在橫剖面來說，是一個以須彌山（蘇迷盧，

Meru）為中心的圓形，而這也是一般印度宗教宇宙論共通的看法，參看

Gombrich[1975]，125 所引的資料。 
168 《大毘婆沙論》（卷 133）說風輪「厚十六億踰繕那量，其廣無數」，水輪的

厚度與面積（「徑十二億三千四百半，圍量三倍，謂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踰

繕那」），乃至「金輪厚三億二萬，水輪遂減唯深八洛叉」（大正 27，頁 691

中），其譯語與《俱舍論》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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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29，頁 57 中），才有須彌山等山河大地。 

 

    § 2.2.2.2.此處可以真諦譯本來作對照，可以顯示此一數值

（大正 29，頁 214 上－中）： 
 

「1.三千大千世界，諸佛說深廣，謂依於空住下底風輪。 
    由眾生增上業所生，此風輪厚十六洛沙由旬，縱廣無復數。 
    堅實如此，若大諾那力人，以金剛杵懸擊擲之，金剛碎壞

而風輪無損，於風輪上。  
2.於風輪上，由眾生業增上，諸雲聚集雨雨滴如大柱，此

水輪成，深十一洛沙二萬由旬。 
    3.復次，此水由眾生業勝德所生，有別風大吹轉此水，於

上成金，如熟乳上生膏。「水厚八洛沙，所餘皆是金」，三

洛沙二萬由旬，是名金地輪，在水輪上。 
    4.此二輪徑量是同。若以邊量數，則成三倍，合三十六洛

沙一萬三百五十由旬」。 

 

    § 2.2.2.3.南傳《清淨道論》在解說佛陀十號的「世間解」

（lokavidu），不但說到三種世間，而且說明了「空間世間」

（okasaloka），其中169： 

 

    「（空間世間）如對『有情世間』一樣，亦知『空間世間』。

便是他知道一輪圍世界的縱、橫各有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

                                                 
169 葉均[2005]，202；Pe Maung Tin[1923]，236－237；Banamoli[20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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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由旬，其周圍則為：一切周圍有三百六十萬又一萬三

百五十的由旬」（葉均[2005]，202）。 
（Yatha ca sattaloko, evam okasalokopi. Tatha hesa ekam 
cakkavalam ayamato ca vittharato ca yojananam 
dvadasasatasahassani catutimsasatani ca pabbasabca 
yojanani. Parikkhepato  pana– 

Sabbam satasahassani, chattimsaparimandalam;  
Dasa ceva sahassani, addhuddhani satani ca.） 

    《清淨道論》所說的數值：1,203,450 由旬，以及其「圓

周」是 3,610,350 由旬，與《俱舍論》的說法，完全一致，但總

的說來，還是有二點差異：一、《清淨道論》指的是輪圍世間

（cakkavala）的面積；《俱舍論》說的是水輪與金輪（風輪是

「廣無數」）。二、兩部論書表達此二數值的用語，並不相同。 

    《清淨道論》又說
170

： 

 

「說大地的厚數，有二十四萬由旬。 

支持大地的水：安立於風中的水，有四十八萬由旬的深度。 

                                                 
170 參看同樣是錫蘭所傳的《解脫道論》（T 1648）說：略說地相，有二十萬，

四那由他；水四十萬，八那由他；風住虛空，乃九十萬，六那由他，世界所

住，亦以火成，世界之中，有諸光焰，上至梵世，乃極七日。如是大生，是

故名大（大正 32，頁 439 上）。但《解脫道論》是在討論禪修所緣的「四大」，

提到此一「世尊所說偈」，漢譯本是採四言頌文譯出，所謂的「有二十萬，四

那由他」，不知是否就是二十四萬？Ehara（[1961]，199）的英譯，直譯為”I 

declare the size of earth to be two hundred thousand nahutas and four.”，也沒有進

一步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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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支持者：上升於虛空的風，有九十萬又六萬由旬。 

世間的建立成功」。 

（Tattha–   
Duve satasahassani, cattari nahutani ca;  
Ettakam bahalattena, savkhatayam vasundhara.   
Tassayeva sandharakam–   
Cattari satasahassani, attheva nahutani ca;   
Ettakam bahalattena, jalam vate patitthitam.   
Tassapi sandharako–   
Nava satasahassani, maluto nabhamuggato;   
Satthibceva sahassani, esa lokassa santhiti.） 

 
    《清淨道論》的風輪、水輪與地輪的厚度171，乃至於其數

值的用語，都不同於《俱舍論》的說法，特別是，此處以 nahuta
表示「萬」（104）

172
。另外，《清淨道論》顯然認為風輪、水輪

                                                 
171 Hardy（[1853]，3）的描述也是依據錫蘭佛教資料，但其所說的的風輪只有

960 由旬（world of wind,or air, 960 yojanas in thickness），不知是誤植或是別

有所本。 
172 水野弘元《ﾊﾟｰﾘ 語佛教辭典》（137b）：nahuta[Sk. niyuta；BSK. nayuta]，那

由他，一萬。《雲井巴利》（453b）則說：nahuta＝dasasahassa[Sk. nayuta]，一

萬。這可能是依據《清淨道論》此處的用語推算而來，但巴利語佛典另有其

他的的傳說（參郭忠生[2011]，215－216 所引），而 Jones（[1949]，4，note 7）

在翻譯混合梵語寫成的《大事》則說：混合梵語的 nayuta 就是巴利語 hahuta，

而且 Pali nahuta,"a hundred-thousand millions," denoting a number beyond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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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輪的面積相同。 

    附帶說到，《善見律毘婆沙》也說到「世間解」的意義，

其相關內容是： 
 

「問曰：何謂處世間？ 

答曰：「鐵圍山縱廣二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周迴三十七

萬三百五十由旬。地厚四那由他二萬由旬，在水上； 

水厚八那由他四萬由旬，在風上； 

風厚六十九萬由旬，是處世間界」（大正 24，頁 697 上）。 

 

    如果漢譯者的解讀無誤，這代表另一種見解。 

 

    § 2.2.2.4.《立世阿毘曇論》描述「支撐」器世間的風輪、

水輪與地輪如下（大正 32，頁 173 中）： 

 
「有風名鞞嵐婆，此

173
風常吹，俱動不息，風力上昇，有

風下吹，有風傍動，是風平等，圓轉相持。 
厚九億六萬由旬，廣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周迴三十

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so hoti vqye bahalena nava 
yojanasatasahassqni satthi ca yojanasahassqni vikkhambhena 
v  q dvqdasa yojanasatasahassqni tini ca yojanasahassqni 
addhapabcamqni ca yojanasatqni parikkhepena chattijsa 
yojanasatasahassqni dasa ca yojanasahassqni addhuddhqni 

                                                 
173 原作「比」，依《大正大藏經》腳注所說【宋】【元】【明】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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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janasatqni.）（Denis[1977]，I，texte，1－2）174。 
    「此風上際，即是水界，此水上下，悉皆平等，停止安住，

無有散溢。 
    厚四億八萬由旬，廣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周迴三十

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tassupari qpo samatqla  j

parimandala  j vqtamhi thitaj.  ta  j hoti qpo bahalena cattqri 
ca yojanasatasahassqni asiti ca yojanasahassqni 
vikkhambhena v  q dvqdasa yojanasatasahassqni tini ca 
yojanasahassqni addhapabcamqni ca yojanasatqni 
parikkhepena chattijsa yojanasatasahassqni dasa ca 
yojanasahassqni addhuddhqni yojanasatqni.）（Denis[1977]，
I，texte，2）175。 

    「此水上際，即是地界，上下邊際，悉皆平等，安住不動。 
    厚二億四萬由旬，廣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周迴三十

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tassupari pathavi samatal  q

parimandalq thit .  q s  q hoti pathav  i bahalena dve ca 
yojanasatasahassqni cattqri yojanasahassqni vikkhambhena v  q

dvqdasa yojanasatasahassqni tini ca yojanasahassqni 
addhapabcamqni ca yojanasatqni parikkhepena chattijsa 
yojanasatasahassqni dasa ca yojanasahassqni addhuddhqni 

                                                 
174 Denis[1977]，I，traduction，2 譯成：Le vent a 960.000 yojana d’épaisseur, 

1.203.450 yojana de diameter, 3.610.350 yojana de circonférence.  
175 Denis[1977]，I，traduction，2 譯成：Au-dessus, l’eau se tient sur le vent comme 

sur une surface plane et circulaire. L’eau a 480.000 yojana d’épaisseur, 1.203.450 

yojana de diameter, 3.610.350 yojana de circonfé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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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janasatqni.）（Denis[1977]，I，texte，2）176。 

 
    引文的巴利語是取自《世間施設》（LokapaJJatti）
（Denis[1977]）。現代學者認為，這部作品與真諦在西元 559

年譯出的《立世阿毘曇論》，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177

。此處不厭

其煩的引用原文，是要說明： 

    第一、在《立世阿毘曇論》（及 LokapaJJatti），風界、水

界與地界的厚度與面積，數值與《清淨道論》的說法，完全一

樣，LokapaJJatti 所見的巴利語不同於《清淨道論》，也與《俱

舍論》有別。同樣的數值，在不同的佛典，會有各具特色的表

達方式。 

    第二、透過這些比對，可以確認真諦在《立世阿毘曇論》，

是以「億」來表示「十萬」（105），這將有助於理解《立世阿毘

曇論》所說「人中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一日一夜，由此日夜三十

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壽命四千年，當人中五千

七百六十億年」（大正 32，頁 206 中）（下文 § 3.2.4.）。 
真諦所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T 1559），完全沒有用到

漢字「億」。 

 

    § 2.3.1.前文說過，佛典所見的宇宙論，有不少「部別不同」

                                                 
176 Denis[1977]，I，traduction，2 譯成：Au-dessus d’elle, la terre se tient comme sur 

une surface plane et circulaire. La terre a 240.000 yojana d’épaisseur, 1.203.450 

yojana de diameter, 3.610.350 yojana de circonférence.  
177 參看岡野潔[2001]，19－20 的介紹；岡野潔[1998]認為《立世阿毘曇論》是

正量部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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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見聞各異，難可會釋」的情況（本文 § 1.1.6.1.－§ 
1.1.6.4.）。就本小節所談的風輪、水輪與地輪或金輪來說，也有

若干差異。 
依《俱舍論》（及《大毘婆沙論》），風輪面積「無量」，

厚度是一百六十萬由旬（160×104）；水輪厚度是一百一十二萬

由旬（112×104），但水輪有一部份凝結成金，所以水輪厚度實

際上只有八十萬由旬（80×104），金輪的厚度有卅二萬由旬（32

×104）。水輪與金輪直徑是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

（1,203,450），面積是三百六十一萬又三百五十由旬

（3,610,350）。 

    南傳《清淨道論》所說「輪圍世間」的面積，真諦譯《立

世阿毘曇論》說水界與地界的面積，也都是三百六十一萬又三

百五十由旬（3,610,350）。 
    這種完全一致的數值（直徑 1,203,450 由旬，面積 3,610,350
由旬），也許讓人以為有著共同的來源，但進一步觀察，這些佛

典所呈現出來的整個器世間，卻又有明顯的差距。 

    《俱舍論》及《大毘婆沙論》的風輪面積「無量」；《立

世阿毘曇論》的風界是 3,610,350 由旬；《清淨道論》則以輪圍

世間（cakkavala）的面積來總括。 
 
    § 2.3.2.以上所舉例的佛典，只有《立世阿毘曇論》是佛教

「世間施設」的專論，以下具引說明佛教宇宙論的經典，更充

分顯示「見聞各異」的情狀178： 

                                                 
178 A.《長含》第 30《世記經》，大正 1，頁 11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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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今此大地深十六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際； 

    地止於水，水深三千三十由旬，其邊無際； 

    水止於風，風深六千四十由旬，其邊無際。  

 

B.是地深六百八十萬由旬，其邊無限， 

    其地立水上，其水深四百六十萬由旬，其邊際無有限礙， 

    大風持水，其風深二百三十萬由旬，其邊際無限。 

 

C.今此大地，厚四十八萬由旬，周闊無量。 

如是大地，住於水上，水住風上，風依虛空。 

    諸比丘！此大地下，所有水聚，厚六十萬由旬，周闊無量。 

    彼水聚下，所有風聚，厚三十六萬由旬，周闊無量。 

 
D.此大地厚四十八萬由旬，邊廣無量。 

    諸比丘！此之大地住於水上，水住風上，風依虛空。 

    諸比丘！此大地下所有水聚，彼水聚厚六十萬由旬，邊廣

無量。 

    彼水聚下所有風聚，彼風聚厚三十六萬由旬，邊廣無量。  

 

    《長含》第 30《世記經》等四部經典，都只說厚度（或高

度、深度），對於其面積，一律說成「其邊無際」，這與《俱舍

                                                                                                        
B.《大樓炭經》（T 23），大正 1，頁 277 上－中。 

C.《起世經》（T 24），大正 1，頁 310 下。 

D.《起世因本經》（T 25），大正 1，頁 36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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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等嘗試說明「周圓」，完全不同。《長含》第 30《世記經》

的「大地深十六萬八千由旬」，在《大樓炭經》則是「是地深六

百八十萬由旬」，差距不小。 
    宋朝志磐《佛祖統紀》（卷 31）的〈世界名體志〉別立一

小項〈土、水、風輪會異〉，摘述若干經論所說的風輪等厚度，

數值不一，所以其看法是：「經論所出，皆不能一，唯《俱舍》、

《立世》略同。佛所說義，不應有異，要是部主聽受機見有別，

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大正 49，頁 306 中）。 

 
    § 2.3.3.嚴格說來，佛典對風輪等的說明，不只是其厚度（高

度、深度）有差別。 
    《瑜伽師地論》（卷 2）「六種依持」，其第一種是「建立依

持」：「最下風輪及水輪、地輪，令諸有情不墜下故起，是名依

持」（大正 30，頁 288 中）。風輪（vayu-mandala）、水輪

（jala-mandala）、地輪（prithivi-  mandala）這三者，支撐器世

間，讓有情生命有所依持。但是這三個名詞，在《瑜伽師地論》

本身稍前在描述器世間的再造時（大正 30，頁 286 下），有不

同的說明179。 
    就《俱舍論》〈分別世品〉第 45－第 47 頌來說（本文 § 
2.2.2.1.），我們可以看到風輪（vayu-mandala）、水輪

                                                 
179 參看 Kajiyama[2000]，191－192 的解讀；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T 1829）：

「今者，大乘金輪在下，水輪在上，與彼相違」（大正 43，頁 16 上）；遁倫

《瑜伽論記》（卷 1）：「今更起說：水輪在下，金輪在上，而言『上堪雨注等』

者，此謂上堪諸界藏雲降種種雨之所激注，下為風衝，雖復間有水輪，而由

風力展轉之所衝也」（大正 42，頁 32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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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mandala）與金輪（kabcana-mandala），其中的「金輪」，

有別於《瑜伽師地論》的「地輪」。 
    《長含》第 30《世記經》等四部經典，大體上只說到「地」

→「水」→「風」，比較特別的是，《起世經》與《起世因本經》

在前一小節所引經文的脈絡都出現「須彌山王，其底平正，下

根連住『大金輪』上」之語。在這兩部經典中，「大金輪」之語

都只出現一次。既然是「地→水→風」，怎會出現「金輪」的用

語？ 
    《清淨道論》所說（本文 § 2.2.2.3.）「說大地的厚數，有

二十四萬由旬」，其中的「大地」是 vasundhara，此一用語，

Banamoli（[2011]，200）譯成 This Earth, this Bearer of All 
Wealth180

，至於 Pe Maung Tin（[1923]，237）也說是 our earth。 

                                                 
180 《清淨道論》本身就提及地、水、風的不同名稱。修定的「十遍」（dasakasina）

中，地遍的「地」有種種名稱：「於巴脫唯，摩希，墨地尼，婆彌，梵素曇，

梵松達蘭等地的諸名之中，好樂那一個，當即順適而稱念之。然而『巴脫唯』

是比較普通之名，故當取其普通」（葉均[2005]，125）；Banamoli（[2011]，

120）譯成：That [conceptual state] can be called by anyone he likes among the 

names for earth (pathavi) such as “earth” (pathavi), “the Great One” (mahi), “the 

Friendly One” (medini), “ground” (bhumi), “the Provider of Wealth” (vasudha), 

“the Bearer of Wealth” (vasudhara), etc., whichever suits his manner of perception. 

Still “earth” is also a name that is obvious, so it can be developed with the obvious 

one by saying “earth, earth.”。水遍則是「於安婆，烏達根，梵黎，薩利楞等的

水的名稱中，僅取其最普通的名稱「水、水」（阿波、阿波）的修習」（葉均

[2005]，170）；Banamoli（[2011]，162）譯成：And using any among the [various] 

names for water (apo) such as “rain” (ambu), “liquid” (udaka), “dew” (vari), 

“fluid” (salila), he should develop [the kasina] by using [preferably] th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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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於風中的水」（jalam vate patitthitam），句中的「風」用

的是 vata，但「上升於虛空的風」（maluto nabhamuggato），

其中的「風」是 maluta；「虛空」則是 nabha。 

    《清淨道論》所見的巴利語形，讓人想起釋尊入滅前三個

月「最後遊行」的《大般涅槃經》，其中有「地動經」的教說（參

看本文 § 1.2.7.3.），「地動經」（Bhumicalasutta）的「地」是

bhumi，而第一個地動的原因是「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

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

一也」，從巴利語本可以看出 181，大地是 mahapathavi，水是

udaka，風是 vata，空（虛空）是 akasa。 
這一些經論所說器世間的支撐依持，雖然都可看出是在描

述相同的東西，但在用語上還是有所不同。 
 

    § 2.5.1.「如來世間生」，所謂的「世間」是指怎樣的範圍

                                                                                                        
“water, water.”。風遍是「於梵多、麻羅多、阿尼羅等風的名稱中，取其比較

普通的「風、風」（梵瑜、梵瑜）而修習」（葉均[2005]，171）；Banamoli（[2011]，

164）譯成： 

any among the names for wind (vata) beginning with “wind” (vata), “breeze” 

(maluta), “blowing”(anila), he should develop [the kasina] by using [preferably] 

the obvious “air, air.”  
181 “Attha kho ime, Ananda, hetu, attha paccaya mahato bhumicalassa patubhavaya. 

Katame attha?  Ayam, Ananda, mahapathavi udake patitthita, udakam vate 

patitthitam, vato akasattho. Hoti kho so, Ananda, samayo, yam mahavata vayanti. 

Mahavata vayanta udakam kampenti. Udakam kampitam pathavim kampeti. Ayam 

pathamo hetu pathamo paccayo mahato bhumicalassa patubhav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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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0.3.的設問）？ 

《瑜伽師地論》認為：「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佛土，如

來於中，現成正覺；於無邊世界，施作佛事」（本文 § 1.2.3.），

而該論在說明諸佛菩薩的「俱生威力」時，也說到「無師自然

獨處三千大千世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大正 30，頁 495 下）。 
    《瑜伽師地論》這樣的說法是泛指諸菩薩，但在釋尊與「彌

勒傳說」中，可看到，最後身菩薩出生的「世界」是「三千大

千世界」的說法。 

    《佛本行集經》傳說：護明菩薩（釋迦菩薩在兜率天的名

字）在觀察與下生有關的事項時，「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菩

提道場處所，在彼閻浮摩伽陀國境界之內，是昔諸王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處」（大正 3，頁 677 下），並由此一說明為開端，

逐一檢視護明菩薩應該在何處出生。 

    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品〈彌勒從兜率天下降人間〉，

也是描述一生補處菩薩彌勒下生前的觀察，其中就說到182：「在

所有輪迴中間有名叫娑婆三千大千世界，那三千世界中有瞻部

州；瞻部州中間有中部國」。 
     

    § 2.5.2.既然一佛土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183，那麼「多

界經」所說的「一世界無二佛」，「世界」應該是指同樣的「三

                                                 
182 耿世民[2003]，104；德文譯本見 Geng et al[1987]，367。 
183 大眾部所分出的說出世部（Lokottaravadin）的律典《大事》（Mahavastu）則

說：一個佛土是六十一個「三千世界」，再加上一個四倍大的 upaksetra

（Jones[1949]，96），但 upaksetra 的意義是什麼？並不明瞭（參 BHSD，134；

Jones[1949]，95，note 4）。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  83 

 

 

千大千世界」。《瑜伽師地論》就是這樣的理解。 
    《瑜伽師地論》在（卷 38）〈菩薩地〉〈菩提品〉對此問題

的說明有三個重點（大正 30，頁 499 下－頁 500 上）184： 
 

1.或有「多劫」無有一佛出現於世；或有「一劫」有眾多

佛出現於世。 
    2.彼彼十方無量無數諸世界中，應知同時有無量佛出現於

世。 
3.決定無有一佛土中有二如來俱時出世。 

    第一項主張，大致契合於《阿含經》所說：「久久乃有如

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如優曇缽花」（《雜含》第 979 經，

大正 2，頁 254 上）；「未來佛者，如無量恒河沙；過去世佛亦

如無量恒河沙數」（《雜含》第 946 經，大正 2，頁 242 上），而

《長含》第 1《大本經》說的「賢劫四佛」，就是「一劫有眾多

佛」的例證。 
    第二項主張，可稱作是「現在十方佛說」，或簡稱「十方

佛說」，而與之相對的就是「唯一佛說」。好幾部大乘論書都有

這樣的見解185，《瑜伽師地論》的解說是： 
     
                                                 
184 參看《菩薩地持經》的傳本（大正 30，頁 902 上－中）。 
185 《大智度論》（T 1509）（卷 4，大正 25，頁 93 上－頁 94 上；卷 9，大正 25，

頁 124 中－頁 127 上）、《攝大乘論本》（T 1574）：一界中無二，同時無量圓；

次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大正 31，頁 151 中；世親釋文，見《攝大乘論釋》，

大正 31，頁 378 上－中）、《顯揚聖教論》（T 1602，卷 20，大正 31，頁 581

中）、《入大乘論》（T 1634，大正 32，頁 43 中－頁 4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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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方界現有無量無數菩薩，同時發願、同勤修集菩提

資糧。 

    若一菩薩於如是日、於如是分、於如是月、於如是年，發

菩提心，願趣菩提。即於此日、即於此分、即於此月、即

於此年，一切亦爾。 

如一菩薩勇悍策勵，熾然精進，一切亦爾。 

於今現見此世界中，多百菩薩，同時發願、同修惠施、同

修淨戒、同修忍辱、同修精進、同修靜慮、同修智慧，況

於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界」。 
 
    簡單的說，這就是《攝大乘論本》說的「同時無量圓；次

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 
    至於第三項主張，是在呼應「多界經」的教說。為什麼一

個「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如來？《瑜伽師地論》列舉三個理

由： 
一、「由願增長」186：菩薩長時的發願「我當獨一，於無導

首諸世界中，為作導首、調伏有情、令脫眾苦、令般涅槃」； 
二、「由遍有能」：在這樣的範圍內，只要一位佛陀就可以

施作一切佛事； 
三、「由速成辦」：因為只有一位佛陀，會使眾生有這樣的

想法「一切世間唯一如來更無第二。若於此土化事已訖，或往

餘方、或入滅度，我等何從當修梵行？我等何從當聞正法？」

因為希有難得，就能發奮精進，速修梵行。 
                                                 
186 「由願增長」、「由遍有能」、「由速成辦」是引自韓清淨《瑜伽師地論科句披

尋記》的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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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某種程度而言，「現在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不能

說是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 
在内容上，「現在十方佛」，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如《攝大乘論本》說的「同時無量圓；次第轉非

理，故成有多佛」。在不同佛世界裏，的確有不同的佛陀出世，

其理由就是過去久遠這麼長的時間，在如此廣大難以計算的世

界裏，會有許多不同的人發心，修行，成就佛果（如《瑜伽師

地論》所說）。 
第二類的「現在十方佛」是「一位佛陀在十方世界出現」，

也就是說，在十方世界雖有佛陀出現，但實際上是同一位佛陀，

而這可能是「唯一佛說」的進一步延伸而來。此一類型還可細

分成：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內與之外兩種型態（參看下文 § 
2.5.12.1.～§ 2.5.13.4.） 
 
    § 2.5.3.但南傳《彌蘭王問經》對此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187。 
    彌蘭王問：經文固然說「無處無容，非前非後，有二如來

生一世界」，但如來開示三十七菩提分法，四聖諦，三學，使眾

生能修道；一位佛陀就能使世間得光明，如果有二位佛陀，豈

不是更加光明？ 
    那先比丘回答：在此「一萬世界」（dasasahassi lokadhatu），

只能「支撐」一位佛陀，承載一位佛陀的勝德。如果有二位佛

陀，此「一萬世界」就無法支撐，會造成震動、動搖、下傾、

                                                 
187 巴利語注解書所說「一世無二佛」的理由，參看 Endo[2002]，106。《彌蘭王

問經》的佛陀觀，請見 Endo[2002]，36－44 及其引證。 

86   正觀第六十五期/二 Ο 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散亂、壞崩、破滅。這就如同一艘只能承載一人的渡船，不能

再搭載第二人，否則會翻覆（《彌蘭王問經》另又舉幾個例子來

說明）。 
    除了「一萬世界」只能承載一位佛陀外，另三個理由是：

一、如果同時有二位佛陀，信眾會爭執：你的佛陀，我的佛陀。

這是沒必要的188；二、佛陀是最上最勝，獨一無二，無有匹儔189；

三、唯一佛之出世，是諸佛世尊之自性、本性。 
    以上的說明是依 Horner（[1964]，40－44）的譯文

190
，而此

                                                 
188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34）：問：歸依佛者，為歸依一佛，為一切佛耶？

設爾何失？若歸依一佛者，如何不是少分歸依。若歸依一切佛者，如何但言

我歸依佛，不言一切？《契經》所說復云何通？如說：「我是勝觀如來弟子，

我是頂髻如來弟子，乃至我是能寂如來弟子。」答：應作是說：「歸依佛者，

歸依一切過殑伽沙數量諸佛」（大正 27，頁 177 下－頁 178 上）。巴利語注解

書所說「一世無二佛」的理由，參看 Endo[2002]，106。 
189 依《大事》（Mahavastu）所述，大迦葉（Maha- Kawyapa）請問大迦旃延

（Maha- Katyayana）：何因何緣，一（佛）土沒有二佛陀出生（What is the cause,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in any one field two Buddhas do not arise）？大迦旃延的

回答就是此意（Jones[1949]，96）。 
190 This ten-thousand world-system, sire, is the sustainer of one Buddha, it sustains 

the special qualities of one Tathagata only. If a second Buddha were to arise, the 

ten-thousand world-system could not sustain him; it would tremble, shake, bend, 

bow down, twist, disperse, dissolve, scatter, it would disappear.；又見《漢譯南傳》

64 冊，頁 42－45。Nyanaponika 的德文譯本也是這樣的理解，見

http://www.palikanon.com/diverses/milinda/milinda07a.htm#mil4_6_2。 

巴利語原本如下：“Ayam, maharaja, dasasahassi lokadhatu ekabuddhadharani, 

ekasseva Tathagatassa gunam dhareti, yadi dutiyo Buddho uppajjeyya, n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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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一萬世界」（dasasahassi lokadhatu），讓人想起《中部》

第 123《希有未曾有法經》（Acchariya-abbhutasutta）所說，釋

迦菩薩在從兜率天下降「入母胎」，以及「出母胎」誕生時，都

有「此一萬世界，動搖、震動、激動、而無量廣大光明，超諸

天之威力，出現於世」191。 
《彌蘭王問經》是以「一萬世界」來說明「二如來生一世

界」的問題，但在《清淨道論》，「一萬輪圍世間」只是佛陀的

「誕生剎土」，另還有更廣闊的「威令剎土」與「境界剎土」（參

看本文 § 1.2.7.2.～ § 1.2.7.2.）。 

    由此可見，「一世界無二佛」的「世界」，可以不斷的擴大。

而此一傾向的極致，就是如 Rhys Davids（[1894]，47－51）的譯

解。 

Horner（[1964]，40）的譯文把此一問題的標題譯成：“Is there 
(only) one Perfect Buddha in one World-System?”，但 Rhys Davids

（[1894]，47）是譯成：“Why can there be only one Buddha at a 
time?”顯然已經不考慮「一世間」（one World-System）的條件，

而且把那先比丘的回答理解成：”This world system, O king, is a 
one-Buddha supporting world ; that is, it can bear the virtue of 
only a single Tathagata. If a second Tathagata were to arise the 
world could not bear him, it would shake and tremble, it would 

                                                                                                        
dasasahassi lokadhatu dhareyya, caleyya kampeyya nameyya onameyya 

vinameyya vikireyya vidhameyya viddhamseyya, na thanamupagaccheyya.” 
191 《漢譯南傳》12 冊，頁 106、頁 109－頁 110；Banamoli & Bodhi[1995]，980、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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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 this way and that, it would disperse, scatter into pieces, 
dissolve, be utterly destroyed.”把原文的「一萬世界」（dasasahassi 
lokadhatu）說成”This world system”，是否已經泛指一切世間？ 

    無獨有偶，Pesala（[2001]，127）譯成：“O king, if two Buddhas 
were to exist simultaneously this great earth could not bear the 
weight of their combined goodness, it would tremble and shake 
and break up.”此一譯本固然是節譯本，但也不強調原文的「一

萬世界」。 
 

    § 2.5.4.在進一步討論《俱舍論》對此問題的說明之前，先

檢視《阿含經》與《尼柯耶》中，出現「一世無二佛」的脈絡。 
    《中含》第 181《多界經》等各種傳本的「多界經」，都只

是單純的列出「一世無二佛」的主張，如果沒有解說，很難理

解經文所要傳達的意思。 

    依《長含》第 3《典尊經》的傳述192：帝釋天（釋提桓因）

在忉利天（Trayastrimwas）與諸忉利天子談論法義，說到「如

來八無等法」，在具體說明其內容後，忉利天子就期望「若使世

間有八佛出者，當大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不要說有八

佛，即便是七佛、六佛，乃至二佛，都可以如此。 
    帝釋天卻說： 
     
    「我從佛，親從佛受，欲使『一時』二佛出『世』，無有

                                                 
192 大正 1，頁 30 下－頁 31 上。《長部》第 19《大典尊經》的傳述，大抵相同

（《漢譯南傳》第 7 冊，頁 179－頁 184；Walshe[1995]，301－303；但忉利天

子期望的是「如果有四佛，乃至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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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但使如來久存於世，多所慈愍，多所饒益，天人獲

安，則大增益諸天，減損阿須倫眾」。 
 
    不管是《長含》第 3《典尊經》說的八位佛陀，還是《長

部》第 19《大典尊經》所傳的四位佛陀，或是前一小節彌蘭王

所問的二位佛陀，其所期盼的都是：佛陀能夠利益人天，那麼

應該多多益善。 
    《長部》第 19《大典尊經》此一部份的用語193：Atthanam 
kho etam, marisa, anavakaso, yam ekissa lokadhatuya dve 
arahanto sammasambuddha apubbam acarimam uppajjeyyum, 
netam thanam vijjati（Walshe[1995]，303 譯成：It is impossible, 
gentlemen, it can not happen that two fully-enlightened Buddhas 
should arise simultaneously in a single world-system.） 
 
    § 2.5.5.在《長含》第 18《自歡喜經》194，一開始是舍利弗

起了這樣的想法：「我心決定知過去、未來、現在沙門、婆羅門

智慧，神足，功德力，無有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相）等

者」，於是前去向釋尊報告。釋尊先反問舍利弗：你是否能知過

                                                 
193 《大事》（Mahavastu）也有《大典尊經》，依學者的意見，此一傳本與巴利

語《長部》所見者，是完全不同的傳承（Jones[1956]，193，note 1），但也說

到同樣意旨的教說。Jones（[1956]，195）譯成：But this, too, friends, is impossible 

and inopportune, that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two Tathagatas, Arhans, perfect 

Buddhas should appear in the world and teach dharma，所強調的是「一時」。 
194 大正 1，頁 78 下－頁 79 上；《長部》第 28《自歡喜經》（《漢譯南傳》，第 8

冊，頁 106－頁 107；Walshe[199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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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諸佛、未來諸佛、現在如來「心中所念」，以及其戒定慧等？

你憑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舍利弗答到：「我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心中所念，我

不能知；佛總相法，我則能知」。 
於是舍利弗說明了佛陀的種種殊勝之處。之後，釋尊問舍

利弗：『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過去、未來，或是現在，有

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相等？』你會怎麼回答？ 
     
    「舍利弗言：我當報彼：過去三耶三佛與如來（相）等，

未來三耶三佛與如來（相）等；我躬從佛聞：『欲使現在有

三耶三佛與如來（相）等者，無有是處』。世尊！我如所聞，

依法順法，作如是答，將無答耶？ 

    佛言：如是答，依法順法，不違也。所以然者，過去三耶

三佛與我（相）等，未來三耶三佛與我（相）等，欲使現

在有二佛出世，無有是處」。 
 
經文呈現出來的是：一、佛教承認有過去諸佛與未來諸佛，

多佛相續，而且諸佛平等；二、佛陀的種種殊勝之處，而這是

其他沙門、婆羅門所不能及的；三、「一世無二佛」。 
南傳《彌蘭王問經》中，那先比丘所回答的「佛陀是最上

最勝，獨一無二，無有匹儔」，其旨趣與《自歡喜經》相同。 
《長部》第 28《自歡喜經》相關部分的行文，雖與《長含》

第 18《自歡喜經》有所不同，但其「一世無二佛」的用語是：

“Atthanametam anavakaso yam ekissa lokadhatuya dve arahanto 
sammasambuddha apubbam acarimam uppajjeyyum, ne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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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am vijjati”ti.（Walshe[1995]，425 譯成：It can not be that in 
one and the same world-system two Arahant supreme Buddhas 
should arise simultaneously. No such situation can exit）。 

     

    § 2.5.6.《俱舍論》（卷 12）就提到這樣的問題： 
 

「輪王如佛，無二俱生。故契經言：『無處無位，非前非

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有處有位，唯一如來』。 
    如說如來，輪王亦爾，應審思擇！ 

    此『唯一』言，為據一『三千』？為約一切界？」（大正

29，頁 64 下）。 

 

    論文本來是討論：「是否有二轉輪聖王同時存在？」的問

題，但話鋒一轉，觸及了「一世無二佛」的問題。論文所引的，

可說是「多界經」等的經文，但《俱舍論》沒有回答此一問題，

就直接說到「唯一佛說」與「現在十方佛說」的內容。 

《順正理論》也說到此問題，而且明白主張「唯一佛說」
195

： 

 
「此『唯一』言，為據一『大千』？為約一切界？ 

應說一切界，無差別言故。 

    謂無經說：『唯此世間』。 

                                                 
195 大正 29，頁 524 下－頁 525 上。同為玄奘所譯的《顯宗論》（T 1563）也論

及此議題，但在略為說明後，就說「餘廣決擇，如《順正理》」（大正 29，頁

85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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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無經言『唯一世界』。 

    如何不說而能定知唯據一大千，非約一切界！」  
 
    這樣的問答，是把重點放在「唯一如來」。 
 
    § 2.5.7.依《俱舍論》，「唯一佛說」的主張是： 
 
    「餘界定無佛生。所以者何？勿薄伽梵功能有礙！唯一世

尊，普於十方能教化故。若有一處一佛，於中無教化能，

餘亦應爾」 
 
    在此娑婆世界以外，決定沒有其他的佛陀，不要對佛陀的

「功能」有所懷疑，只要一位佛陀，就可以普化十方世界。如

果某眾生的根器，不是佛陀所能教化的，即便是一世界一佛陀，

還是沒有用。 
    「唯一佛說」所引用的是前述「自歡喜經」為證。 
    針對「唯一佛說」的主張，異論者提出這樣的質疑：「若

爾，何緣『梵王經』》說：我今於此三千大千諸世界中得自在轉？」 

    「梵王經」究何所指？普光的《俱舍論記》與法寶的《俱

舍論疏》都沒有指明出處
196

，La Vallée Poussin（[1923－31]，II，
199，note 4；Pruden[1988-90]，II，546，note 536）則說：Thsavs-pahi 
mdo=Brahmasutra（真諦與玄奘均作《梵王經》），引的是《中

含》第 78《梵天請佛經》。 
                                                 
196 分見大正 41，頁 196 上、頁 623 上－中。法寶《俱舍論疏》認為這是大眾

部等引經文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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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漢譯《中含》第 78《梵天請佛經》中，佛說：「梵天！

如日自在，明照諸方，是為千世界。於千世界中，我得自在，

亦知彼彼處，無有晝夜」，經文只說「千世界」197。所以 La Vallée 
Poussin 的說明，並不貼切。 
    「唯一佛說」對這樣的質疑，回答如下： 
 

「彼有密意。 

    密意者何？ 

    謂：若世尊不起加行，唯能觀此三千大千；若時世尊發起

加行，無邊世界皆佛眼境。天耳通等，例此應知」。 
 
    這是說：「梵王經」的意思，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而「若

世尊不起加行，唯能觀此三千大千」等，在《大毘婆沙論》（卷

150）也有這樣的說法198： 
 
「問：聲聞獨覺及佛天眼，能見幾世界色？ 

答：聲聞天眼不作加行，見小千界。若作加行，見中千界。 

獨覺天眼不作加行，見中千界。若作加行，見大千界。 

                                                 
197 大正 1，頁 548 上；《中部》49《梵天請經》的說法，並不相同【《漢譯南

傳》，第 10 冊，頁 57－頁 58；Banamoli & Bodhi[1995]，426】，經文是說

Baka Brahma 於一千世界得自在，而《中部註》說：在 Baka Brahma 之上，

還有梵天於二千、三千、四千、五千、一萬，甚至十萬世界得自在（Banamoli 

& Bodhi[1995]，1246，note 508）。 
198 大正 27，頁 767 中；又見《大毘婆沙論》（卷 186，大正 27，頁 934 下－頁

935 上）。《俱舍論》〈智品〉也有這樣的說法（大正 29，頁 14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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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天眼不作加行，見大千界。若作加行，能見無量無邊

世界。 

如天眼通，天耳通等亦爾」。 

 
    而這樣的見解，呼應了《增支》三集 80 經所說：「如來（佛

陀）若希望，則所發之音聲，可令三千大千世界得知，或復希

望，可令更遠者得知」（參看本文 § 1.2.2.）199。 
    《順正理論》除了引據「自歡喜經」外，還說「如其他方

別有佛者，非舍利子懷嫉妒心，何故不言『他方雖有，而一世

界無二如來』！」。 
 
    § 2.5.8.依《俱舍論》，「現在十方佛說」的主張是： 
 
    「有餘部師說：餘世界亦別有佛出現世間。所以者何？有

多菩薩現俱修習菩提資糧，一界一時，可無多佛；多界多

佛，何理能遮！故無邊界中，有無邊佛現。若唯一佛，設

住一劫時，尚不遍為一世界佛事，況同人壽，能益無邊！」 
 
    這樣的理由，不出《攝大乘論本》所說「同時無量圓；次

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以及《瑜伽師地論》的論述（參看本

文 § 2.5.2.）。 
    對此，《俱舍論》並沒有評述，《順正理論》則站在「唯一

                                                 
199 《順正理論》（卷 32）的「唯一佛說」，增列另一理由：若不許然，佛於餘

界何緣無有自在化能，為闕大悲？為智有礙？（大正 29，頁 524 下），所以

佛陀可以到一切世界，施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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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的立場提出二點評論，第一點是就佛陀與轉輪聖王間的

比較；第二點是： 
 
    「又，賢劫中，契經定說：有五百佛，出現世間。 

或有說言：千佛出世。 

若千菩薩菩提資糧，同一劫中，可得圓滿，何緣成佛定不

同時？ 

謂彼皆於三無數劫，精勤修習菩提資糧，有一劫中，同處

成佛，何緣無有同處同時於一大千無俱時理！」 
 
    這段論文的重點是：一、賢劫五百佛，或是賢劫千佛；二、

擴張解釋「同時」此一用語。先說第二點。 
    傳為竺法護所譯《賢劫經》〈歎古品〉說：在過去很久很

久之前，有如來名叫無量精進，而當時的國王是德華，國王有

千子。在無量精進如來的教化之下，德華王是現今的無量光如

來，而其千子就是賢劫千佛（參看大正 14，頁 63 中－下）。  
《順正理論》就是把同樣在賢劫這一大劫中，次第成佛的

千佛，看成是「同時」，也就是擴張解釋「同時」的意義。 
    傳為堅意菩薩所造，而於北涼（397－439 A. D.）道泰等所

譯的《入大乘論》（T 1634），對類似於《順正理論》這樣的見

解，有所回應（見下文 § 2.5.10.），但因為《順正理論》提及

「賢劫五百佛」及「賢劫千佛」，而把這些相續出世的諸佛看成

是「一時」，此處先討論佛典所見這種多佛思想的一些內容。 
 
    § 2.5.9.1.《出三藏記集》（卷 7）收錄了未詳作者的〈出賢

96   正觀第六十五期/二 Ο 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劫經記〉200： 
 

「《賢劫經》，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薩竺法護從

罽賓沙門得是賢劫三昧，手執口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

筆者趙文龍。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離於罪蓋。

其是經者，次見千佛，稽受道化，受菩薩決，致無生忍至

一切法。十方亦爾」。 
 
    這讓我們明確的知道，這部經典傳到中國的日期；傳為龍

樹所撰的《大智度論》（卷 38）說到了「賢劫千佛」（大正 25，

頁 339 下）201，所以此一概念出現的日期又更往前，Skilling
（[2010]，201）認為：「賢劫千佛」在西元紀年初期就流傳在

印度次大陸的北部與西北部，也許更早（in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if not earlier）。 
    除了「賢劫千佛」之外，還有「賢劫五百佛」的說法202。 
    《大智度論》（卷 4）說到： 

                                                 
200 大正 55，頁 48 下。西晉惠帝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是西元 300 年 8 月 22

日（http://sinocal.sinica.edu.tw/cgi-bin/sinocal/luso.utf8.cgi）。但《出三藏記集》

〈新集經論錄〉（卷 2）說是「舊錄云：《賢劫三昧經》，或云《賢劫定意經》，

元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即西元 291 年 9 月 1 日）（大正 55，頁 7 中）。 
201 關於「賢劫千佛」的相關問題，參看 Skilling[2010]、Skilling[2011]、

Skilling[2012]。 
202 參看 Skilling[2010]，203－205 所列的文獻；至於吐火羅語、回鶻語的「賢

劫五百佛」傳說，參看 Pinaul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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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摩訶衍經有此事，我法中無十方佛，唯『過去釋

迦文尼』、拘陳若（Krakucchanda；Kakusandha）等一百佛，

未來彌勒等五百佛」（大正 25，頁 93 中）。 
 
    從這段話出現的文脈來看，這是「聲聞法中，迦旃延尼子

弟子輩」203之對《大智度論》論主所提出的質疑。 
    依《大本經》所傳，拘陳若佛（拘樓孫佛）是賢劫的第一

佛，而釋迦牟尼佛是賢劫第四佛（郭忠生[2011]，100），此文所

說「釋迦文尼」在拘陳若之前，也許指的是「古釋迦牟尼佛」
204

。 
    論文中的「未來彌勒等五百佛」，顯然是指彌勒之後有「五

百佛」，如果加上賢劫中已經出世的過去四佛，這就是說：賢劫

                                                 
203 《大智度論》（卷 4）在大正 25，頁 86 下說：「復次，阿毗曇中，迦旃延尼

子弟子輩言：何名菩薩？」，一直到大正 25，頁 91 下「聲聞法中，迦旃延尼

子弟子輩，說菩薩相義如是」，這一大段引文是說一切有部毘婆沙師的菩薩

論，但其內容與現存玄奘譯《大毘婆沙論》（卷 176－卷 178，大正 27，頁 886

下－頁 895 上）所見的內容，有相當的差距。例如《大毘婆沙論》引「契經」

所說認為，「菩薩經三劫阿僧企耶，修四波羅蜜多而得圓滿」，而「外國師說：

有六波羅蜜多」（詳大正 27，頁 892 上－中），但《大智度論》所引的「迦旃

延尼子弟子輩說菩薩相義」卻是：「從鞞婆尸佛至迦葉佛，於其中間九十一大

劫，種三十二相業因緣竟，六波羅蜜滿」，並且在例證菩薩六波羅蜜事緣後，

「是菩薩六波羅蜜滿，在迦葉佛所作弟子，持淨戒行功德，生兜率天上」（大

正 25，頁 87 下－頁 89 中）。 
204 關於「古釋迦牟尼佛」，參看《大毘婆沙論》，大正 27，頁 891 中－頁 89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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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04 佛。 
    僧祐（445～518）在《出三藏記集》（卷 3）收錄了道安所

採輯的經錄，其中的〈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第三〉提及『賢劫

五百佛一卷』（大正 55，頁 19 上 27）。《出三藏記集》（卷 4）

則可以看到僧祐本身的「新撰目錄闕經，未見經文者」，列出了

『賢劫五百佛名一卷』205，可見「賢劫五百佛」的說法，在《大

智度論》譯出前，已經傳到中國。 
 
    § 2.5.9.2.Pinault[2011]的題名是“The Buddhas of the 
Fortunate Aeon in Old Turkic and Tocharian texts”，顧名思義，

此文是在探討回鶻語與吐火羅語所見賢劫諸佛。本文先引述吐

火羅語 A（焉耆語）
206

提及「賢劫」bhadrakalp（梵語是

bhadrakalpa），與回鶻語《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 nom bitig；

簡稱 Maitri-simit）出現此語的段落（§ 1－§ 4），從這些引文

顯示出，在賢劫的五百位具有佛果之相的菩薩中，彌勒是第五

位，所以在彌勒之後，還有 495 位菩薩。 

                                                 
205 大正 55，頁 32 中 26。緊鄰在後的還有『現在十方佛名經一卷』、『過去諸佛

名一卷』、『千五百佛名一卷』、『三千佛名經一卷』、『五千七百佛名經一卷』

（大正 55，頁 32 中 27－下 03）。從《出三藏記集》所傳述的資料看來，西

元六世紀之前，已經有相當多樣化的「佛名經」傳到中國（參看大正 55，頁

10 中、頁 22 中）。僧祐還傳述：東晉孝武帝時，竺曇無蘭在楊州謝鎮西寺「撰

出」『賢劫千佛名經一卷』（大正 55，頁 10 中；又見竺曇無蘭的〈千佛名號

序〉，大正 55，頁 82 中）。 
206 現代學者關於吐火羅語 A（焉耆）與吐火羅語 B（龜茲）的命名經過及諍論，

參看季羨林[1998b]，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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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品〈彌勒從兜率下降人間〉

的開頭部分說到：尊者彌勒菩薩依照第九階律坐在金樓寶座

上，向四百九十五菩薩眾和其他天眾說法」（耿世民[2003]，93）
207。在同一品末（第 17 葉背面第 17－21 行）說到彌勒菩薩從

兜率天下生，「還有尊者世友，辛哈，桑加．．．以及四百九

十五全福的菩薩都一起下到世上」208。 
    Pinault（[2010]，76－77；§ 7－§ 8）又引述回鶻佛教中的

懺願類作品，說明「賢劫 496 菩薩」的說法。 
    另外，吐火羅語 A（焉耆語）與吐火羅語 B（龜茲語），也

可看到 496 菩薩的用例。 
    Pinault（[2010]，79）結論說：吐火羅佛教對於「賢劫 500
菩薩」，知之甚詳，這可從存世的吐火羅語（A & B）得到證明，

而這樣的說法，傳到早期的回鶻佛教。至於 495 菩薩與 496 菩

薩的差別，是因為在文脈上，是否把彌勒菩薩計算在內。 
    依照這樣的結論，現存可見的吐火羅語（A & B）與回鶻

語佛典，都是傳說「賢劫 500 菩薩」，也就是賢劫五百佛。 
    此處應略為考量數目的問題。「哈密本」《彌勒會見記》

第十品先說彌勒菩薩對 495 位菩薩說法，但在此品之末，是說

尊者世友，辛哈，桑加等三人，「以及 495 全福菩薩」一起生在

人間，這樣就有 498 位菩薩了。 
                                                 
207 《大毘婆沙論》（卷 178）在解說一生補處菩薩都是從兜率天下生的理由中，

有一說是：為化睹史多天無量樂法菩薩眾故，謂彼天中有九廊院，廊各十二

踰繕那量，樂法菩薩常滿其中，補處菩薩晝夜六時，恒為說法。上下天處，

無如是事（大正 27，頁 893 上）。 
208 耿世民[2003]，115；耿世民[2008]，272－273；Pinault[2010]，§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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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廿六品並不完整，「內容

似為描寫彌勒佛的完美無缺，如他的 32 大人相，以及他對師子

王（Sijha）的授記」（耿世民[2008]，634）。依季羨林的報導

（[2001]，12），吐火羅語本《彌勒會見記》殘卷 258b, 3 有譯者

名、書名和幕名（章名）：Simhavyakana（辛哈授記品），而

無幕數（章數），而且說到：彌勒菩薩出生時的 Savkha 王讓位

給其兒子 Simha，Savkha 王偕同其王后 Yawovati 出家；之後，

Simha 王又讓位其子 Udrayana，而追隨彌勒出家，Simha 讚美

彌勒，並且獲得授記。季羨林（[2001]，13）對第 26 章（幕）

的說明，確認此品是〈辛哈授記品〉（〈師子授記品〉）。 
在內容上，廿六品所說的，已經是彌勒成佛之後，其第 8

葉正面說「森哈（師子、辛哈）王以十分虔誠之心注視全智的

彌勒佛身上，人們看不夠的漂亮標誌，又右轉身看他的後面。

後面出現東身勝州、（南）瞻部州、西牛貨州、北俱盧州四國。

在它們中間，出現七寶裝飾的寶塔，寶塔上出現世友等四百九

十五賢劫中的所有菩薩」（耿世民[2008]，504－505）。這樣的內

容顯示，在師子王（Sijha）之外，還有 495 位菩薩，也就是說，

共有賢劫 496 菩薩，再加上當時已經成佛的彌勒等五佛，就會

有 501 佛。 
    Cohen 在解讀著名的印度阿旃陀石窟（Ajanta）的一件題

記時，其文字雖稱為敬獻 1000 佛，但 Cohen 說：實際上只能

算出 979 佛（Cohen[2006]，281－282）。而于闐語「賢劫經」，

是結合了「賢劫五佛」與「賢劫千佛」，所以賢劫會有 1005 佛，

但現存的于闐語寫本只能算出 998 佛，其中有好幾個還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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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9。西藏的布頓大師（Bu ston 1290－1364）也討論了「賢劫

千佛」的數目問題210。 
    可見「五百佛」或「千佛」，不必然是一個固定的數目。 
 
    § 2.5.9.3.現代學界已明確認定，回鶻語《彌勒會見記》是

譯自吐火羅語 A（焉耆語）的 Maitreya-samiti211

（Maitreyasamiti-nataka），而後者是根據印度語的資料編譯出

來212。 
    現存可見的吐火羅語寫本題記寫到：vaibhâsikyap 
aryacandres raritwunt。季羨林（[1998]，8）認為：這個題記的

意思是：「由毘婆沙師聖月聯結成的」。聯結這個詞兒涵義有點

含糊，但無論如何也不是翻譯，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更確

                                                 
209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bhadrakalpikasutra-the-name-of-a-buddhist-

mahayanist-text。 
210 《布頓佛教史》上冊（郭和卿譯，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69，台北：華宇），頁

71－頁 80。又參 Skilling[2010]，205－214。 
211 此一名稱中的後分 samiti，日本學者熊本裕認為：僅是指彌勒成佛後說法當

時，聽法會眾的「集合」（”assembly (of the audience at the sermon of the Buddha 

Maitreya”；會眾），相當於梵語 parisad，但是現代學者從吐火羅語、回鶻語

的題記，把梵語名稱 Maitreya-samiti 理解成「會見彌勒」（“Encounter 

(Zusammemtreffen) with Maitreya”）（Kumamoto[2002]，2）。 
212 季羨林[1998a]，7：回鶻文本題記說：回鶻文本是智護（prajbaraksita）自吐

火羅文（tocrïtili）譯為（ävirmiš）回鶻文的。而吐火羅文本對印度文原本的

關係只是編譯（yaratmï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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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一點說，本書（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是一個編譯本213。 
    至於年代的問題，回鶻語 Maitri-simit《彌勒會見記》的原

型，約在西元八世紀，因為「勝金口本」（Sängim，位在新疆

吐魯番附近）被認定在西元九至十世紀之間，而「哈密本」為

十一世紀。那麼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最遲年代（terminus 
ante quem）是八世紀。這還要考慮這麼龐大的梵語文本要編撰

所費的時間。目前一般認定，最早的吐火羅語寫本（屬吐火羅

語 B＝龜茲語214）是西元五世紀初葉，這可看成是吐火羅佛教

文學的濫觴（Pinault[2010]，76－77）215。 
    法顯在西行求法的途中，約於西元 400 年年底，到了焉耆

（Karashahr）216，他對此地（《法顯傳》作：烏夷）佛教的觀察

是「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

                                                 
213 季羨林[1998]，19 列出德國博物館所藏不同寫本（「德國本」）所見的題記；

回鶻語「哈密本」的題記，見耿世民[2003]，83；耿世民[2003]，116（第十品

〈彌勒從兜率下降人間〉的本文）；耿世民[2003]，282（第十六品〈轉法輪〉

的本文）。 
214 龜茲，即庫車（Kucha），亦作鳩茲。玄奘《大唐西域記》作「屈支」。馮承

鈞[1982]，55；季羨林等[2000]，55：古代所稱的龜茲，丘茲，丘慈，屈茨等

等，都是古代龜茲語 kutsi 的不同譯法，玄奘是依 kutsi 的梵語形式，譯作屈

支。 
215 耿世民[2003]，83：回鶻文 Maitri-simit《彌勒會見記》的德國本，可能譯成

於 9-10 世紀，而「哈密本」則抄成於 1067 年。 
216 馮承鈞[1982]，43；許明銀[2009]。或作 Qarašähr、Qarašähär。季羨林等

（[2000]，49）：《西域記》作阿耆尼，為梵語 Agni（意為「火」）的譯音，自

兩漢至唐，漢文史籍一般寫作焉耆，當為古代焉耆語 Argi/Arki 或 Arwi 的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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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預其僧例也」217。 
    玄奘則於西元七世紀初（約 628 年 3 月底）218，抵達此地

（《西域記》作：阿耆尼），此地的佛教是「伽藍十餘所，僧徒

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

學者，即其文而翫之」219。 
    西元八世紀（約 730 年初），慧超在《往五天竺國傳》還

是說焉耆國的佛教「行小乘法」（張毅[1994]，176－178）。 
    從這些記錄看來，聖月很可能是說一切有部毘婆沙師。事

實上，「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六品〈轉法輪〉的題記就

說「精通（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和（其他）經論的聖月菩薩

大師從印度語制成吐火羅語，智護大師又從吐火羅語譯成突厥

語（回鶻語）的《彌勒會見記》」（耿世民[2003]，282）。「哈

密本」本身，對聖月其人的描述，相當多樣： 
第一品〈跋多利婆羅門舉行布施〉的題記說：「精通一切經

論的、像甘露一樣，痛飲毗婆沙諸論的聖月菩薩大師」； 
第十品〈從兜率下降人間〉題記「毗婆沙師聖月大師」； 
第廿品題記：「精通．．講說的．．等經論的聖月菩薩大師」； 

                                                 
217 大正 51，頁 857 上；章巽[2008]，8－11。 
218 此處採用印順法師[1961]之考定：自入伊吾，至別離高昌，約經七旬；則是

時已貞觀二年二月中旬。次自高昌西行，七百餘里至阿耆尼（見釋迦方志），

未有停留，可八日程。次「西南行三百餘里」；又「川行七百里」，至屈支。

時為三月初旬；與《慈恩傳》之「時為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

餘日」之情形相合(《佛教史地考論》，366－367)。貞觀二年二月中旬，再加

上八日行程，約當二月下旬。 
219 大正 51，頁 870 上；季羨林等[2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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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品題記：「把毗婆沙論像飲用甘露的有福的聖月菩薩

大師」； 
第廿三品題記：「毗婆沙派的聖月菩薩大師」； 
第廿七品題記：「內部精通佛法，外部精通十八部明論的，

在焉耆出生的聖月菩薩法師」220。 
    在這些題記之後都說到：「智護大師又從吐火羅語譯成突

厥語（回鶻語）」。顯示前引題記是在譯成回鶻語之後，才加上

去。「哈密本」《彌勒會見記》似乎是由數人抄寫而成，從字體

上看有三種
221

，不知是否因抄寫者的緣故，才會以不同語辭來

描述聖月。不過，由此可以確定：聖月是出生在焉耆，精通《順

正理論》等毘婆沙論書（所以稱為「毗婆沙師」），甚至是一切

經論。毗婆沙師，可以說是論師型的人物，呈現出辨析法相，

抉擇深義，論證教理的嚴肅形象，例如說，聖月所精通的《順

正理論》，就是眾賢論師為了要「救毘婆沙義，破《俱舍論》」

而造的222。這多少反應出中國求法者的行記所述焉耆地方佛教

的概況。 
    依印順法師的說明：《大毘婆沙論》說到了「譬喻尊者」，

「譬喻師」，這是當時的一大系。「如看作經量部，與說一切有

部分立的經部譬喻師，那是不大妥當的」；「依經法而為深義的

論究，是進行於僧伽內部的，成為阿毘達磨者。但這是不能通

俗的，深入淺出（起初，阿毘達磨與譬喻論者，並不是對立的）

而向外宣化，就成為誦持契經的譬喻者了」；「起初，譬喻者與

                                                 
220 分見耿世民[2008]，89、274、452、463、471、536－537。 
221 耿世民[2003]，84；耿世民[2008]，621。 
222 《婆藪槃豆法師傳》（T 2049），大正 50，頁 19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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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毘達磨，是有相當關係的。但由於傾向不同，日漸分化，顯

出了不同於論師的風格。譬喻師的特色，是通俗教化師，是禪

師，多數被稱為菩薩」；「譬喻者的教化，從傳記，故事而文藝

化、音樂化。如『三啟』，先頌讚三寶，表示歸敬的虔誠。然後

誦經，或依經說法。末了，迴向發願，又是歌頌」223。  
    從此一角度來看，聖月被稱為是「菩薩」、「大師」，確非

無因。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就自稱是「劇本」（nataka），

而回鶻語本則可能是「說唱文學」
224

，這都是作為大眾教化之

用。 

漢譯《賢愚經》就是西元五世紀中葉，中國的慧覺等八人，

西行求法，到了于闐的大寺，遇見當地五年一次舉行的「般遮

於瑟會」，會中長老各講經律，他們聽了之後，分別記錄，譯成

漢文而留傳下來225。 
西元五世紀初，法顯西行求法，途經于闐，此地「多大乘

學」，法顯為了觀看「行像」而停留下來，這是類似現代廟會繞

境的宗教活動；之後，法顯到竭叉國，此國「有千餘僧徒，盡

小乘學」，但還是有同於于闐的「五年大會」；而法顯在斯里蘭

卡停留二年，不但看到「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

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鋪施高座，道俗四眾皆集聽法」，也聽聞到「天竺道人於高座上

                                                 
223 印順法師[1968]，355、363、366、370。 
224 分見季羨林[1998a]，8－12；耿世民[2008]，617－626。 
225 參看本文註 45 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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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經」226，不管是大乘化區，還是小乘化區，大眾教化，型塑

向於佛法的社會氛圍，都是不可或缺的。 
    出生於焉耆的聖月，既是毗婆沙師，又能以方便施行教

化，而被稱作是菩薩，所以毗婆沙師與譬喻者，不必然是背反

的角色。漢譯資料所傳的法救、僧伽羅剎、僧伽斯那、馬鳴，

還有世友等大德，都是古代的譬喻大師，中國都尊稱為菩薩，

也都有深刻的見解。還有阿育王時代，優波鞠多（Upagupta）

更被看成當時最卓越的大德。優波鞠多是論師，是禪師，是優

越的教化師227。 
 
    § 2.5.9.4.「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品〈彌勒從兜率

下降人間〉品末（第 17 葉背面第 17－21 行）說到彌勒菩薩從

兜率天下生，「還有尊者世友，辛哈，桑加．．．以及四百九十

五全福的菩薩都一起下到世上」（耿世民[2003]，115）。 
耿世民教授在其德文作品把「世友，辛哈，桑加」音寫為

Vasumitra , Simha, Samgha(-)（Geng et al[1987]，371－372）。

Pinault（[2010]，75－76）則作 Vasumitra, Sijha, 
Sajgha(-)[Wavkha]，並且認為：這是 495 位菩薩的三位領頭者

的名字，但在回鶻語寫本，第三位名字的音寫有點糢糊。 
    在西元四世紀末，漢地的長安已經（從西域）傳來一則相

關，但又不完全一樣的傳說。 
《出三藏記集》（卷 10）所收作者未詳的〈僧伽羅剎經序〉

第六說（大正 55，頁 71 中）： 
                                                 
226 《高僧法顯傳》（T 2085），大正 51，頁 857 中－下、頁 865 上－下。 
227 印順法師[1968]，101－104、36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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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其將終（指僧伽羅剎）：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

立斯樹下，手授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

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惟者，當不燋此葉！ 

    言然之後，便即立終。 

    罽戒王自臨，而不能動。遂以巨緪象挽，未始能搖。

即就耶惟，炎葉不傷。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

將補佛處賢劫第八」。 
 
既然僧伽羅剎將是賢劫第八佛，而彌勒是賢劫第五佛，那

麼第六及第七佛是誰呢？《出三藏記集》（卷 10）所收作者未

詳的〈婆須蜜集序〉第八就說（大正 55，頁 71 下）： 
 

「婆須蜜（Vasumitra）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

如來也。 

彌妒路、彌妒路刀利，及僧迦羅剎（Sajgharaksa），適彼

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 

彌妒路刀利者，光炎如來也。 

僧伽羅剎者，柔仁佛也。 

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

不亦樂乎」。 
 
    印順法師依據這兩篇序文以及其他資料，條理如下228： 

                                                 
228 印順法師[1969]，395－397。印順法師認為〈僧伽羅剎（所集）經序〉與〈尊

108   正觀第六十五期/二 Ο 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據古代道安的傳說，是這樣： 
彌妒路………………………………（賢劫）第五彌勒佛 

婆須蜜…………………………………………第六師子

（月）佛 

彌妒路尸利……………………………………第七光燄佛 

僧伽羅叉………………………………………第八柔仁佛」。 
 
    在道安時代，中國的僧眾已經知道：在當時的兜率天上，

除了彌妒路（彌勒菩薩）229之外，還有婆須蜜（Vasumitra）、彌

                                                                                                        
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都是道安法師的作品（Demiéville（[1951]，

366 也提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是道安的作品）。印順法師（[1981]，

374－375）把婆須蜜、彌妒路尸利、僧伽羅叉三位看成是「聲聞身而菩薩心

的大德」。 
229 Demiéville（[1951]，367，note 2 ）認為：「彌妒路」應是音譯自古于闐語

（khotanaise，«iranienne orientale»，«saka»，«nord-arisch»）的*mitra。在于

闐語，可以看到 mitrei、mittrai、mätrei、mättrai、maittrai、maittri 等語形。

道安本身似乎沒有意識到以這樣的方式來音譯 Maitreya（彌勒），因為在此序

文的開頭說到：「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彌勒」

是音譯自焉耆語（agnéenne、karacharienne）metrak，或是龜茲語（koutchéenne）

maitrak（語音轉化是-ak<-aγa-<-aya<-eya）。按 Demiéville 說的龜茲語就是吐

火羅語 B，焉耆語是吐火羅語 A，關於「彌勒」是音譯自吐火羅語，季羨林

有更進一步的討論，其重點是：佛典中的彌勒，對應的梵語是 Maitreya，巴利

語是 Metteya，吐火羅語是 Metrak。Metrak 與梵語 Maitreya 沒有關係，而是直

接來自梵語 Maitri。Maitri 的意思是「慈愛」，加上詞尾- k，成為 Metrak。Maitrak

意思是「慈愛者」，漢文最早的意譯「慈氏」就是從這裏來的。Metrak 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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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路尸利（Maitreyawri）230
、僧伽羅叉（Sajgharaksa）等人，在

該處講經說法（對揚權智）與宴默止靜（賢聖默然），而這四人

將成為賢劫第五至第八位佛陀。 
    不但道安有這樣的說法，傳為三國東吳支謙（西元三世記

前葉）譯的《惟曰雜難經》，已經說到「和須蜜」（婆須蜜）菩

                                                                                                        
發展成的，不必繞個彎子硬把它同 Maitreya 掛上鉤。佛典音譯「彌勒」，來自

Metrak；音譯「梅呾利耶」等，來自 Maitreya。在檢視漢譯佛典後，可以看到

三個現象：1.「彌勒」與「慈氏」同時出現於最早時期（後漢、三國），「梅

呾利耶」等出現較晚；2.在最早時期，同一譯者，甚至在同一部佛經中，隨

意使用「彌勒」或「慈氏」，譯者對於音譯和義譯無所軒輊；3.從後漢、三國

以後，直至明代，「彌勒」與「慈氏」並行不悖（季羨林[1998a]，57－68）。 
230 Demiéville（[1951]，367，note 3）認為：《大正藏》的「彌妒路刀利」，應作

「彌妒路尸利」【又見《大智度論》：「如罽賓國彌帝隸力利菩薩，手網縵，其

父惡以為怪，以刀割之，言：我子何緣如鳥？」（大正 25，頁 684 上）】。承

前一註解所說：彌妒路可能源自于闐語的音譯，這樣的思考參考另一用例。

依《雜含》第 1075 經的傳述，蜜多羅比丘尼以杜撰的事緣指控（「無根謗」）

陀驃摩羅子比丘（大正 2，頁 279 下－頁 280 中）。《別雜》第 14 經也說到此

事，而稱其為彌多羅比丘尼（大正 2，頁 377 下－頁 388 上），而律典也傳述

了此一與出家眾行為有關的重要規範，依 Heirman[2000]，這位比丘尼名叫

Maitreyi（Pali：Mettiya），《五分律》（大正 22，頁 15 中－頁 16 上）、《十誦

律》（大正 23，頁 22 上－中）、《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3，大正 23，頁 523

上）都音譯作「彌多羅比丘尼」。《僧祇律》作「慈地比丘尼」（大正 22，頁

328 下－頁 329 上），《四分律》作「慈比丘尼」（大正 22，頁 587 下－頁 588

中）。而 Maitreyi 這樣的名稱，不是佛典所獨有，早期奧義書（the early 

Upanisads）中，也有 Maitreyi，被看成是一位具有婆羅門知識的女性（參看

Black[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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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的事緣231。又，《師子月佛本生經》（T 176）也說：在彌勒之

後的是師子月佛，而此位未來佛就是婆須蜜多比丘（大正 3，

頁 445 上－中）。 
    「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品的說法，是這類傳說的

另一形態，只不過《彌勒會見記》是把 Vasumitra（世友）與

Sijha（獅子）看成二人。但「哈密本」（回鶻語）與吐火羅語

《彌勒會見記》第廿六品，都說到彌勒授記師子（Simha）（本

文 § 2.5.9.2.），確認了師子如來是賢劫第六佛的傳說（如同釋

尊授記彌勒菩薩）。 
 
    § 2.5.9.5.這樣的傳說，涉及兩個層面：一、賢劫中相繼出

世的諸佛名稱；二、這一些佛陀與現行可知的佛教人物間的「人

別認同（關係）」。 
就前者來說，道安所傳：第五彌勒佛→第六師子（月）佛

→第七光燄佛→第八柔仁佛，這與傳為竺法護所譯《賢劫經》

（卷 7，〈千佛興立品〉，大正 14，頁 50 下－頁 51 上）的說法

相同。 
    《增含》（卷 45）也說到彌勒之後的佛陀名稱232：彌勒佛

                                                 
231 大正 17，頁 608 下－頁 609 上。《大正藏》的「惟日雜難經」應作《惟曰雜

難經》。「惟曰」（ㄩㄝ）是「阿惟曰致」的省稱，也就是阿惟越致（不退轉），

見 Demiéville[1951]，370，note 2；Demiéville 認為：《惟曰雜難經》不是支謙

所譯，而是西元三或四世紀所出的經文「摘要」。 
232 大正 2，頁 791 中，這是說明每一個佛陀出世，都會如釋迦牟尼佛一樣的記

說「七佛本末」（或「七佛名號」）。《增含》固然一再使用「賢劫」之名，但

看不出有「賢劫千佛」或「賢劫五百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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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子應如來→承柔順佛→光焰佛→無垢佛→寶光佛。 
    大眾部所分出的說出世部（Lokottaravadin）的《大事》

（Mahavastu）所說未來的名稱是233：Maitreya、Sijha、Ketu、

Pradyota、Jyotin、Sunetra、Kusuma（兩位）、Meru、Puspa。 
    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於西元 422 年譯出的《大方

廣佛華嚴經》（卷 57），傳述了「賢劫一切佛」的名稱，前面幾

位佛陀名稱是：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彌勒佛、

師子佛、法幢佛、善眼佛、淨華佛、妙德華佛、提舍佛、弗沙

佛」234。 
    很顯然的，西元四、五世紀漢譯佛典中，大眾部、說一切

有部與大乘經典，已傳出彌勒之後的佛陀名稱，且都說彌勒佛

之後是師子如來，這反應出以求證佛果為目標的菩薩思想，在

                                                 
233 Jones[1956]，267；參看 Jones[1952]，322 以及 BHSD，440，s. v. Maitreya(1)、

594，s. v. Sijha 的討論。 
234 大正 9，頁 764 上。依《出三藏記集》（卷 9）所收〈華嚴經記〉，佛馱跋陀

羅是於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開始翻譯，（恭帝）元熙二年

六月十日譯畢，又於劉宋武帝永初二年辛丑（應是「辛酉」）之歲十二月二十

八日「再校」完成（大正 55，頁 61 上），也就是西元 422 年 2 月 5 日才算定

稿。《大正大藏經》第 9 冊《華嚴經》的「出經後記」，並沒有敘及再校之事

（大正 9，頁 788 中）。依法藏《華嚴經探玄記》（T 1733）的傳述，佛馱跋陀

羅譯本「於〈法界品〉內，從摩耶夫人後至彌勒菩薩前所，闕八九紙經文」，

嗣於唐高宗永隆元年三月（西元 680），天竺沙門地婆訶羅持有此品，法藏與

他「共校勘至此闕文」，再行譯出（大正 35，頁 122 下），澄觀《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T 1735）也有類似的說法（大正 35，頁 523 下－頁 524 上）。而此

一串佛陀名號正好出現在善財參訪摩耶夫人的段落，顯示此一說法，西元 422

年已經傳到中國，而佛馱跋陀羅所據的文本是竺法領在于闐得到的「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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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早就形成。特別是，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的迦旃延尼子

Katyayaniputra）在他的《發智論》就提出這樣的問題235：「齊

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得何名菩薩？答：得

相異熟業」。這表示在當時，對於「菩薩」的定義，已經有不同

的見解，才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除了理論的發展外，在實踐的面向上，也有「內秘菩薩行，

外現聲聞身」的人物，印順法師就把婆須蜜、彌妒路尸利、僧

伽羅叉三位看成是「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236。 
 
    § 2.5.9.6.在《長含》第 3《典尊經》，大梵天變化成頭有五

角髻的童子，在欲界的忉利天（三十三天），向諸天眾講說了「大

典尊本生」，並說遠古時代的大典尊其人，「今釋迦文佛即其身

也」。 
    忉利天眾中的般遮翼聽了之後，前去向釋尊求證。釋尊的

回答：「爾時大典尊，豈異人乎？莫造斯觀！即我身是也」237。 
    在《中含》第 8《七日經》，釋尊也開示：「昔善眼大師為

外道仙人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者。汝謂異人耶？莫作

斯念！當知即是我也」238。 

                                                 
235 大正 26，1018 上；又見《阿毘曇八犍度論》（T 1443），大正 26，頁 898 下。 
236 參看印順法師（[1981]，358－378）所討論的「部派中發展的大乘傾向」（例

舉五項而說：「佛身無漏」，「一切無」，「心性本淨」，「一心見道」，「五識有離

染」），以及「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 
237 大正 1，頁 31 中－頁 34 上（特別見頁 33 下－頁 34 上）；《長部》第 19《大

典尊經》（《漢譯南傳》第 7 冊，頁 210；Walshe[1995]，313）。 
238 大正 1，頁 429 中－下。在內容上，《增支》七集 62 經雖相當於《中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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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本生經」的典型結構是：從現在事說到過去事，

又歸結到過去的某某，就是現在釋尊自己或弟子。這種過去與

現在的聯結，一方面顯示了三世因果關係，同時也透露出佛教

對這類因果關係的價值判斷。 
    基於同樣的思考模式，「彌勒傳說」也可以看到這種現在

事與未來事的聯結。 
    依《般泥洹經》（T 6）的傳述：佛陀入滅而諸信眾分佈舍

利之後，大迦葉、阿那律與眾比丘討論了佛滅後的佛教情勢，

其中說到239： 
 
    「拘夷國王，當生第十二水音天上，至彌勒作佛時，當下

為佛造立精舍，勝今給孤獨園。 
    阿難問大迦葉：拘夷王何以不於彌勒佛求應真道？ 

    答言：是王未厭生死苦故，未厭生苦者，不得應真」。  
 
    拘夷（Kuwinagara、Kusinagara），就是釋尊入滅之處所，

當地的國王在彌勒佛的時代，將從「第十二水音天」下降人間，

為彌勒佛造立精舍。 

                                                                                                        
8《七日經》，但沒有這種人別認同的聯結（《漢譯南傳》第 22 冊，頁 295－頁

299；Hare[1934]，64－69）。 
239 大正 1，頁 190 下。依《般泥洹經》本身所列，第十二天應是「水微天」（大

正 1，頁 182 中）。水微天就是玄奘譯的少光天（ParIttAbhas）。傳為西晉白法

祖（帛法祖）譯的《佛般泥洹經》（T 5）則作：斯王壽終，當生十二水微天

上，後彌勒來下作佛時，當字須達，為彌勒興造宮殿，講受道堂，喻聞物精

舍，孤獨聚園，衣食疾藥，供比丘僧（大正 1，頁 1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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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說法，此經是三國時期，支謙在

吳地譯出240，但現行《大正大藏經》載為「不載譯人，附東晉

錄」。日本學者宇井伯壽經過一番論證後，主張《般泥洹經》（T 
6）確是如《出三藏記集》所傳，屬於支謙的譯作241。 
    那麼，在西元三世紀中葉242，中國南方已經看到現在事（釋

尊教法）與未來事（彌勒教法）之間，人別認同的聯結。 
    西元五世紀初，鳩摩羅什譯出的《彌勒下生成佛經》（T 454）

也說243： 
 
 

「復有長者名須達那，今須達長者是」； 
    「復有梨師達多、富蘭那兄弟，亦與八萬四千人出家」； 
    「蠰佉王寶女，名舍彌婆帝，今之毘舍佉是也」； 
    「蠰佉王太子名曰天色，今提婆娑那是」； 
    「彌勒佛親族婆羅門子，名須摩提，利根智慧，今鬱多羅

是」。  
 

                                                 
240 大正 55，頁 6 下 14－頁 7 上 24、頁 14 上、頁 97 下 12。 
241 參看 Nattier[2008]，126－128 的引述；Nattier 本身又加上兩點：一、《般泥

洹經》（T 6）迻譯佛教諸天的名稱，幾乎僅見諸支謙的作品；二、《般泥洹經》

（T 6）有一段六言詩頌（大正 1，頁 184 下 1－18）。 
242 《出三藏記集》（卷 2）：右三十六部，四十八卷，魏文帝時，支謙以吳主孫

權黃武初（西元 222－229），至孫亮建興（西元 253）中所譯出（大正 55，

頁 7 上）。 
243 大正 14，頁 424 下；又見《彌勒大成佛經》（T 456），大正 14，頁 43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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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闐語的彌勒傳說也有類似的說法（The book of Zambasta
第 22 章），但鳩摩羅什所傳的「復有梨師達多、富蘭那兄弟，

亦與八萬四千人出家」，于闐語的彌勒傳說則是「現在的 Rsidatta
是彌勒佛時代的 Purana」244。 
    以上所看到的，都是以釋尊時代的人物為聯結，錫蘭所傳

《大史》（Mahavajsa）第三十二章〈上生兜率宮〉則說：錫蘭

歷史上的名王Dutthagamani（西元前二世紀），在大去之後，

上生兜率天，並且在彌勒佛時代，將是彌勒佛的上首弟子，

Dutthagamani的父母，就是彌勒佛的父母等等245。 

 
    § 2.5.9.7.從前一小節的討論，可知這種現在事與未來事之

間人別認同的聯結，並不少見。那麼四世紀末葉道安所傳，婆

                                                 
244 見 Emmerick[1968]，319。依《雜含》第 860 經所傳，長者梨師達多及富蘭

那兄弟二人是虔誠的信眾，釋尊為他們開示六念法門（大正 2，頁 218 下）。

在《雜含》第 990 經（大正 2，頁 257 中－頁 258 上），釋尊則預記此二兄弟

「二人同生一趣，同一受生，後世亦同是斯陀含，生兜率天，一來生此，究

竟苦邊」。《彌勒下生成佛經》的傳說，呼應了《雜含》第 990 經的意趣，但

《彌勒下生成佛經》並沒有說到此二人在彌勒佛時代的名字，依于闐語的彌

勒傳說，把 Rsidatta 與 Purana 看成是同一人，也許別有所本。南傳《增部》

十集 75 經與六集 44 經，都只說到釋尊確認此二人是一來果，且生於兜率天

（《漢譯南傳》，第 25 冊，頁 30－頁 35；《漢譯南傳》，第 22 冊，頁 79－頁

82）。《雜含》第 990 經（及第 991 經）、《增部》十集 75 經與六集 44 經的另

一重點是：一般人不能知眾生世間根（器）之差別，「如來悉知眾生世間根之

優劣；「莫量人人。量人人者，自生損減，唯有如來能知人耳」。 
245 《漢譯南傳》，第 65 冊，頁 327－頁 333），並參 Holt[1991]，55－57 的引述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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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蜜、彌妒路尸利與僧伽羅叉將分別是賢劫第六佛至賢劫第八

佛，這樣的說法，也就不足為奇。最遲在西元八世紀「制成」

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提及Vasumitra , Simha, Samgha(-)
之名字，以及他們會與彌勒菩薩一起從兜率天下降人間，可以

看成是道安傳說的另一種型態。 
    特別是，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制成」者聖月，被

說成是「精通（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和（其他）經論的菩薩

大師」，而前引《順正理論》提及「又，賢劫中，契經定說：有

五百佛，出現世間」（本文 § 2.5.8.），此論顯然是主張「賢劫

五百佛」，可以說明聖月其人與《順正理論》的聯結。 

 
    § 2.5.10.1.再回到「現在十方佛」的問題。 

《順正理論》把「賢劫五百佛」看成就是「有一劫中，同

處成佛，何緣無有同處同時於一大千無俱時理！」 
    但在《入大乘論》可以看到這樣的對談（大正 32，頁 43

下）： 
 
    「問曰：釋迦牟尼佛，亦能遍一切佛國，何必餘佛？ 

    答曰：若如汝言，但一佛能遍滿一切世界者，不應有過去

大釋迦牟尼佛。七佛出世，得成正覺，是以我言多佛無過。 

    假使釋迦牟尼佛神力，能遍一切世界，今無量諸菩薩等廣

修萬行，功德滿足，皆當成佛，無有一人獨成正覺，而障

諸菩薩，使不成佛，無有是處！ 

    如阿含《枯樹》、《法輪》及餘諸經：說是經時，有六十比

丘，漏盡意解，俱得阿羅漢果。菩薩亦爾，功行齊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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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成佛，當知十方有無量諸佛」。 

 
    其中的「問曰」，顯然是主張「唯一佛說」。《入大乘論》

的說法等同於前引《攝大乘論》所說「同時無量圓；次第轉非

理，故成有多佛」（本文 § 2.5.2.），並且引了《阿含經》的《枯

樹》與、《法輪》等等經文，主張所謂的「同時」是同一時點，

而不是如《順正理論》所說「有一劫中，同處成佛」。 
    在佛典裏，《轉法輪經》對最初五比丘的開示，被看成是

釋尊成道後第一次正式說法的經典，目前可見的傳本有二十餘

種（水野弘元[2003]，293－332），其內容不外是中道（八正道）、

四聖諦及無我的教說，但在行文上有一些差異。就五比丘證悟

的過程來說，《根有律破僧事》所傳：釋尊先說「四聖諦三轉十

二種」，憍陳如與八萬天眾證得「法眼淨」；接著釋尊開示四諦

法的內容，憍陳如「證諸漏盡，心得解脫」，其餘四人得「法眼

淨」；釋尊再開示無我教法，其餘四人就「心得解脫」，證阿羅

漢。就這樣，世間有六阿羅漢，佛為第一。 
    這可以看出，在同一場合，同樣的開示，可以有多人得到

同樣的果證，但也有可能得到不一樣的果證。 
    問題是：《轉法輪經》不可能有「說是經時，有六十比丘，

漏盡意解，俱得阿羅漢果」的情節。 
 
    § 2.5.10.2.《入大乘論》本身在討論佛陀是否有一切智時，

已提及《枯樹經》：「如經所說：則現如來非一切智，如來又時

入城乞食，空缽還歸；為度於提婆達多令使出家，如《枯樹經》

說：見大火聚。爾時，諸比丘中便有生退心者」（大正 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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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 6－7）。 

    依這樣的內容，可知《枯樹經》提及246：一、大火聚；二、

有六十比丘在聽法之後，得阿羅漢果；三、但也有比丘聽了開

示之後，反而退失道心247。 
    《增含》（卷 25）〈五王品〉的攝頌說到：「五王及月光，

尸婆、二種鬥，二掃二行法，去住有二種，枯樹最在後」（大正

2，頁 689 下），這是把最後一經命名為《枯樹》。 
    事實上，《增含》〈五王品〉第 10 經確有「世尊遙見大樹

為火所燒」，以及「說此法時，六十比丘漏盡意解；六十比丘還

捨法服而作白衣」之語（大正 2，頁 689 上－下）。 
    此經在《中含》稱作是《木積喻經》（大正 1，425 上─頁

427 上）248。 

                                                 
246 從這樣的內容來說，這部「枯樹經」顯然與《大正藏》第 17 冊的《枯樹經》

（T 806，大正 17，頁 751 上－中），完全無關。 
247 按《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4）的傳述，這部經似乎還有「續集」：「爾時，

佛為諸比丘說《枯樹經》，或有比丘服俗還家，或有憂惱不能自安。爾時，迦

葉為諸比丘隨宜說法，竟夜不息。說法已竟，天時已曉」（大正 23，頁 528

中）。在印順法師所說的「文殊法門」經典中，也有這種因為無法接受某些教

法，而退席離開，但又被勸回得漏盡的事緣（或墮地獄），參看《法界體性無

分別經》【編入《大寶積經》（T 310），大正 11，頁 143 下－頁 145 上】；《文

殊師利現寶藏經》（T 461，大正 14，頁 462 下－頁 463 下）；《文殊師利巡行

經》（T 470，大正 14，頁 511 上－中）；《無希望經》（T 813，大正 17，頁 777

中－頁 779 中）【「異譯」：《象腋經》（T 814，大正 17，頁 783 下）】。 
248 《出三藏記集》（卷 3）的「新集安公失譯經錄」說：《枯樹經》一卷(安公云：

出《中阿含》)（大正 55，頁 16 下）。《出三藏記集》（卷 4）的「新集續撰失

譯雜經錄第」說：《積木燒然經》一卷(與《枯樹經》大同小異)（大正 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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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增支》七集 68 經名之為《火聚喻經》

（Aggikkhandhupama Sutta）249，這樣的名稱，顯不相同，而經

文的最後是說：「六十比丘眾從口吐出熱血，六十比丘眾拒絕是

學而退轉」與「六十比丘不取著，心從諸漏解悅」，這與《增含》

的傳本，略有不同。 
    但《增支》七集 68 經的說法，在《文殊師利問經》（T 468）

（卷下）得到證實：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未來外道說如是語：『世

尊往昔說《火聚經》，六十比丘死、六十比丘休道、六十

比丘解脫。』外道當如是說：『世尊非一切智。何以故？

不見此事故。』當云何答？」（大正 14，頁 501 下）。 
 
    像《文殊師利問經》這樣的大乘經典250，提及等同於《增

支》七集 68 經的經名，令人意外。 
    《彌蘭王問經》則在〈如來之一切有情饒益行之問〉，引

用了本經251，這是在探討：如果佛陀是要安慰一切有情，使其

遠離恐怖，在《火聚喻經》，怎會有人聽法之後，「口吐熱血」？ 

                                                                                                        
29 中）。顯然古德已經指明這兩個名稱的關係。 

249 《漢譯南傳》，第 22 冊，頁 319－頁 326；Hare[1935]，84－90。 
250 印順法師（[1981]，912）引本經所說：「若得食肉者，象龜經，大雲經，指

鬘經，楞伽經等諸經，何故悉斷」（大正 14，頁 493 上）？這是比《『楞伽經』

集出更遲的。 
251 Horner[1963]，231－235；《彌蘭王問經》第 63 冊，《漢譯南傳》，頁 253－

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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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入大乘論》、《文殊師利問經》與《彌蘭王問經》，

都是從外在的脈絡來看待《火聚喻經》。在內容上，本經是在強

調「信施難消」，也就是說，出家眾接受信眾的禮敬、供養，應

該要專心梵行等等，所以在《四分律》（T 1428）的〈毘尼增一〉

也引述了本經的內容，結論部分還說：「爾時，世尊說此語時，

六十比丘沸血從面孔出，六十比丘捨戒休道，六十比丘得無漏

心解脫，有眾多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大正 22，頁 1011

中）。 
    在同一座上說法，同時有六十比丘「漏盡意解，俱得阿羅

漢果」，這樣的情節，在《阿含經》／《尼柯耶》中，《火聚喻

經》並不是唯一的用例252。 
    《入大乘論》引用此例，意在說明：「同時」是指相同的

時點，不是如《順正理論》所見的解說。 
 
    § 2.5.11.1.「現在十方佛」，究竟是起源於大乘？還是出自

部派佛教，學者有不同見解。廣興法師先摘述望月信亨（大乘

起源說）、西尾京雄（大眾部起源說）與藤田宏達（早期經典並

沒有明確的提及）三位日本學者的不同見解，進一步引據《大

智度論》的說明，以及《道行般若經》所見的二段「現在十方

                                                 
252 《雜含》第 109 經（大正 2，頁 34 上－頁 35 上），《雜含》第 263 經（大正

2，頁 67 上－下），《中部》第 109《滿月大經》（《漢譯南傳》11 冊，頁 297

－頁 303；Banamoli & Bodhi[1995]，887-891），《中部》第 148《六六經》（《漢

譯南傳》12 冊，頁 305－頁 306；Banamoli & Bodhi[1995]，1129-1136，特別

參看此書頁 1355-56，註 1337 所引注解書對「六十比丘」的解說）。《增含》

也有好幾部經說到「六十比丘漏盡意解」或「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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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文253、而有好幾位學者認為，《般若經》可能源自南印度

案達羅地區（Andhra）克里斯那河（K  rsna River）沿岸的大眾

部254；《道行般若經》的佛身觀是立基於大眾部，他還是認為：

「現在十方佛」的思想源自大眾部255。 
大眾部所屬部派的典籍，甚至法藏部，確實有「現在十方

佛」的說法（印順法師[1981]，156－157 的引述）。但在世友256

                                                 
253 《道行般若經》〈持品〉第 8：舍利弗問佛言：持誰威神，弊魔不能中道斷

之？佛告舍利弗：皆佛威神，及十方阿僧祇剎土現在諸佛，復假威神之恩，

諸佛悉共念之，悉共授之，悉共護之。大正 8，頁 446 上。〈善知識品〉19：

今現在十方阿僧祇剎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亦皆從六波羅蜜出，成薩芸

若（大正 8，頁 462 上）。現存諸與《道行般若經》相當譯本的譯文，見

Karashima[2011]，223-224、379。 
254 關於案達羅地區佛教的一般情況，參看 Padma and Barber[2008]所收諸論文。 
255 Guang Xinag[2005]，62-66；參看印順法師[1981]，156；在《大事》

（Mahavastu），大迦葉（Maha- Kawyapa）問的是：O son of the Conqueror, how 

many other Buddha-fields are there at the present moment where Buddhas now 

preach dharma ?從文意上，這是在問「佛土」有多少，而大迦旃延

（Maha- Katyayana）的回答確實提及好幾個佛世界及如來名稱，同時說到世

界的數量、眾生的種類與數量，都是「難以計算」（Jones[1949]，97－99）。

但一位佛陀可能出現在十方不同世界，參看下文 § 2.5.12.1.～§ 2.5.13.4.的討

論。 
256 印順法師認為（[1968]，272－276），這位世友（Vasumitra）是西元前一０

０年頃之人，也就是漢譯《品類足論》、《界身足論》與《異部宗輪論》的作

者，而《大毘婆沙論》所提及的世友，也是此人。印順法師又認為（[1968]，

376－393）：《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作者，雖也叫 Vasumitra，卻是西元一

世紀中之人（《發智論》與《品類足論》之後，《大毘婆沙論》編集之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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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部宗輪論》所列的部派異執，還沒有「明顯」的提及大眾

部的「現在十方佛」（森章司[1979]，2）。 
 
    § 2.5.11.2. 世友《異部宗輪論》所傳大眾部的佛陀論中，「6.
如來色身實無邊際；7.如來威力亦無邊際；8.諸佛壽量亦無邊際」
257。 
    關於「如來色身（rupakaya）實無邊際」，窺基提到了真諦

的解說258： 
 

「真諦法師云：佛身有三無邊： 

一、量無邊，隨其所宜，現大小身，故有小無大；有大無

小，可說有邊，不可定說身量唯大，故言無邊； 

二、數無邊，若有多眾生於一時中，各宜見佛，佛能現多

身，身數不定，故言無邊； 

三、因無邊，佛身諸法，一一皆以無量善根為因起，故名

因無邊」。 
 

    「數無邊」，意指佛陀能依據眾生的需求，同時變化成不

                                                                                                        
宜混同。 

257《異部宗輪論》，大正 49，頁 15 中－下，此處的編號採用 Masuda[1925]，19

－20，又見 Bareau[1955]，58－59；Dessein[2008]，59 編為大眾部第 29－30

主張。 
258 《異部宗輪論疏述記》，CBETA, X53, no. 844, p. 578, c5-14 // Z 1:83, p. 222, 

a14-b5 // R83, p. 443, a14-b5)；參看 Demiéville[197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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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身形259，但究竟是在哪一些地方示現？從何處而來的示

現？ 
Dessein（[2008]，59）認為：單從色身（rupakaya）這一用

語來看（與「非色身」相對），意謂大眾部主張佛陀之身有不同

的面相，初看之下，「如來色身無邊際」的主張，似乎令人費解，

因為史上的佛陀（釋迦牟尼）已經入涅槃了。依(Louis de)La 
Vallée Poussin ([1913]，259)的說法：「似乎」在阿育王之前260，

已經有學派認為，史上的佛陀（釋迦牟尼），只是真正釋迦牟尼

的一個變化之身；真正釋迦牟尼在很久之前已在兜率天成佛。

而這種主張可以有助於理解此一教理。 
    在這段文字，La Vallée Poussin 並沒有指明出處，但在稍

後，La Vallée Poussin （[1913]，277）又說：「傳統上認為方廣

部是在阿育王之前成立，我則認為是相當古老（La secte des 
Vetulyakas que la tradition place avant Açoka, et que je crois très 
ancienne），此派認為釋迦牟尼與諸佛的果證『高推聖境』。Rhys 
Davids 將其譬喻成（基督信仰的）幻現學派，事實上就是一種

                                                 
259 窺基並不認同這樣的見解，認為此處說的是「報身」：「此部意說，佛經多劫

修得報身，圓極法界，無有邊際，所見丈六，非實佛身，隨機化故」，

Masuda[1925]，19 說這是 sajbhogakaya（報身），不是化身（nirmanakaya）。 
260 Dessein 的原文作：The remark of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913]) that even 

before the time of Awoka there were sects，這是肯定的語氣。但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913]，259)的原文是作：Certaine secte croyait, avant l'époque même 

d'Açoka (?), que Çakyamuni ne fut qu'un double magique d'un réel Çakyamuni，也

就是說，La Vallée Poussin 對於「在阿育王之前」這種年代的設定，持保留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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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論』（docétisme）261。釋迦牟尼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佛，居

住於兜率天，而讓人以為從兜率天下降，化為肉身出生，在人

間證得佛果。一般人所看到到釋迦牟尼，只是「真釋迦牟尼」

（le vrai Çâkyamuni）所化現的幻影」。 
    方廣部主張：釋迦牟尼在兜率天成佛，而人間所看到的只

是其化身。印順法師有這樣的觀察：被稱為方廣部 Vetulyaka
的說大空宗（Mahasubbtavadins）262，以為佛是兜率天成佛的，

沒有來人間，也沒有說法，不過是示現色相。人間佛是示現，

                                                 
261 Docetism（英）、Doketismus（德），主要是指：在古代的基督論（Christology）

裏，有一種信仰否認耶蘇基督肉身的真實性，或是說至少就肉身的一些主要

的特性及功能是不實在的，而傾向精神性與超脫的性質。基督只是有人類的

外表（Greek, dokesis），看起來像是人類，是人類的幻影（phantasm）

（Gardner[2005]）。現代佛學研究論及佛陀的化身，經常被拿來類比，如耿世

民[2003]，121；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1915]，323－325）在翻

譯《論書》XVIII.1.&2.關於理想的佛陀時，就稱為 Buddhist Docetism；姉崎

正治為《宗教與倫理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s and Ethics）撰述

Docetism(Buddhist)（Anesaki[1908-26]）；Lamotte 在討論佛身有漏、無漏（出

世間），或是佛陀的化身等問題，也都使用此語（參看 Lamotte[1944]，20，

note 1；Lamotte[1958]，690－692；Lamotte[1976]，1757），甚至有人意指，

Docetism 是大乘佛典佛陀三身論發展的一個來源（a source）（見

Gardner[2005]，但只是單純的提及）。這一些都可看成是現代佛學研究的「洋

格義」，佛陀論（或佛身論）與基督論有其本質上的差別。 
262 見注解書在《論書》XVII.6.的解說，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1915]，318（《漢譯南傳》，62 冊，頁 288：「現在大空部」），而在該頁

note 2 又說：緬甸傳本作「說大福部」（Mahapubbavadins），Bareau[1955]，254

在介紹方廣部時，則作 mahapubbavadisankh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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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實在兜率天成佛；「天上成佛」，對大乘『十地』所說色究竟

天成佛說，是一項有力的啟發（印順法師[1981]，1029）。 
    在《增含》可以看到與「天上成佛」正反相對的說法：「佛

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等見品〉，大正 2，頁 694 上）。 
 
    § 2.5.11.3.方廣部這樣的主張，是南傳《論事》（Kathavatthu）

的傳述。關於這部作品，Norman（[1983]，103－104）說：錫

蘭的史書傳說，帝須（Tissa）在第三結集時，說示《論事》，

破除異說。這是巴利佛典唯一有說到作者與集出年代的作品。

西元五世紀的覺音（Buddhaghosa）在面對質疑時，還是認為《論

事》是釋尊早已預知後世會有這些異見，而列出大綱（「論母」，

matika），並且會由帝須（Tissa）解說；帝須並不是本著自己的

認知，而是由釋尊引導而成，所以《論事》是佛語，確認此書

是「正典」。《論事》本身並沒有任何線索可以看出，其所破斥

的異見究竟屬於哪一部派，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都是覺音在註

解時所添加。經常有人指出，覺音所判攝的某些見解，其所屬

的部派是在阿育王之後好幾百年才成立。但在原則上，還沒有

必要單憑某些異見所屬的部派在西元前一世紀還未成立，就假

定「某些異見不可能在傳統所說《論事》集出那麼早的時代已

經出現」。極少數的意見只是模棱兩可的話，許多說法的場合

都可能有人會提出，而在相當時間之後才被判攝屬於後代的部

派。 
    La Vallée Poussin ([1913])對於方廣部的成立時間，有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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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應是出於這樣的考慮263。 
    覺音對《論事》XVIII.1.的解說提及了「兜率天成佛說」264，

此一爭議在於：「不能說（na vattabham）：佛住於人間

（manussaloka）」。單憑此一爭議，以及論文所載上座部立場對

此主張的質疑，看不出兜率天成佛的意思。覺音在注解說：「某

些人，例如方廣部，輕率的引用經文：『生於世間，長於世間，

克服世間，不為世間所污染』，主張佛陀生於兜率天，只是以創

造之身（nimmittarupamattakaj）來到人間」265。這才明確的看

出「兜率天成佛說」266。 

                                                 
263 日本學者關於《論事》成立時期的見解，參看利照法師[2007]，83－84 的引

述。 
264 《攝大乘論》以八點說明化身（nirmanakaya）與法身（dharmakaya）的關係，

其中：「五、諸菩薩捨百拘胝閻浮提，於一處得無上菩提及轉法輪，不應道理。

六、若離顯無上菩提方便，但以化身於他方作佛事；若爾，則應於兜率陀天

上成正覺。七、若不爾，云何佛不於一切閻浮提中平等出現；若不於他方出

現，無阿含及道理可證此義」（T 1593，真諦譯本，大正 31，頁 132 中；參看

Guang Xinag[2005]，143）。《攝大乘論》不同意「於兜率陀天上成正覺」而「但

以化身於他方作佛事」的說法，但這種說法等同於《論事》XVIII.1.（不能說：

佛住於人間）與《論事》XVIII.2.（不能說：法是由佛陀本身所宣說）及覺音

注解，所呈現出來的內容。 
265 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1915]，323－324；《漢譯南傳》，62 冊，

頁 300－頁 301。 
266 緊接在後的《論事》XVIII.2.則主張：「不能說（na vattabham）：法是由佛陀

本身所宣說」（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1915]，324－325；《漢譯南

傳》，62 冊，頁 302－頁 303），充其量只能確認透過創造之身（abhinimmita）

說法，而不必然是在兜率天。又，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 的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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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eau（[1955]，254）認為：方廣部的教理立基於案達羅

（Andhaka）－化地部－法藏部的綜合，也就是玄奘所說的「大

乘上座」。而 Bareau 依據覺音的注解列出方廣部的八項主張，

但認為《論事》XVIII.1.與《論事》XVIII.2.是說出世部的主張

（[1955]，255，No. 6 & No. 7），可見《論事》所見異說的部派

歸屬，還有討論的空間。 
 
    § 2.5.11.4. La Vallée Poussin（[1913]，290）提及：諸佛之

「化」（nirmana：création；這與「變」，parinama：transformation
不同），參看《菩薩地》（bodhisattva-bhumi）第五品與《俱舍論》

第七品。 
    《菩薩地》第五品是威力品（prabhava patala），此品廣泛

的解說佛菩薩的種種威力。其中的神通威力（abhijñā-prabhāva）

就是一般所說的六神通。六神通的第一個是「佛菩薩神境智通

（rddhivisya），略有二種：一者、能變通（parinama）；二者、

能化通（nairmanika）（大正 30，頁 491 下）。 
    玄奘譯《異部宗輪論》說：大眾部主張「如來威力亦無邊

際」，真諦譯《部執異論》譯為「如來威德勢力無減」（大正 49，

                                                                                                        
本《論事》（Points of Controversy）本身，也可看出對內容解讀的不同態度：

在翻譯本文時（p. 323、p.324），把《論事》XVIII.1.與 XVIII.2 分別譯成 1. Of 

the Buddha and this World.；2. Of how the Norm was taught，但該書序論作綜合

介紹，在以部派名稱作分類時（p.xxvi），卻說方廣部主張：1. The Buddha never 

lived as Very Man on this earth, XVIII. 1.；而在以論題分類時，在佛陀論項下

（p.xiv）進一步理解成：6. Did he visit earth by proxy only ? XVIII. 1.；7. Did he 

teach by proxy only ? XVI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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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 下）。現代學者認為「威力」就是 prabhava
267

。 
至於「威力無邊際」，窺基對「威力無邊際」的解說是268： 

 
    「此部說，佛所有神通名為威力，威德神力故名威力。說：

佛不作意，一剎那中能遍十方一切世界。 
諸部說：不作意，但及三千大千世界；若作意時，能遍十

方。 
    今說：佛不作意，亦能遍十方。故真諦法師巳有廣引」。 
 

依《順正理論》，「唯一佛說」的理由是：不要對佛陀的能

力有所質疑；只要一位佛陀，就可以遍及十方一切世界，施行

教化，而「若世尊不起加行，唯能觀此三千大千；若時世尊發

起加行，無邊世界皆佛眼境。天耳通等，例此應知」（本文 § 
2.5.7.），也就是說，只要佛陀願意，他以天眼可以看到任何的

三千大千世界；這與《增支》三集 80 經所說，佛陀可以讓他的

聲音被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人聽到（本文 § 1.2.2.），同一理路。 
    《增支》三集 80 經、《大毘婆沙論》，以及《順正理論》

這些聲聞佛典都說佛陀的「神通」，可能遍及非常多的三千大千

世界。這樣的概念，在主張「現在十方佛說」的《瑜伽師地論》

有更積極的說法，此處摘引論文的三段： 

                                                 
267 Masuda[1925]，19；Bareau[1955]，59；Dessein[2008]，59。 
268 《異部宗輪論》，大正 49，頁 15 中－下；《異部宗輪論疏述記》，CBETA, X53, 

no. 844, p. 578, c16-20 // Z 1:83, p. 222, b7-11 // R83, p. 443, b7-11。

Bareau[1955]，列為大眾部第 7 項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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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隨其所樂於諸牆壁、山石

等中，縱身往來無有滯礙。廣說乃至往於梵世，乃至上至

色究竟天，還來無礙。 

或復傍於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世界，若往、若來皆無滯礙。

或運麁重四大種身，或於遠處作近勝解，或如意勢速疾往

來。 

是名往來」（「能變通」，大正 30，頁 492 中 08－14）。 
 
    「云何此中化作多身？ 

謂佛菩薩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世界中，一時化作種種形

類，能為無量無數有情作利益事。如是所化種種形類，於

中或有諸佛菩薩雖滅度後，由住持力而故隨轉；或有暫時

作利益已，化事便息。（「能化通」，大正 30，頁 493 中 03

－08）。 
 

    「又，隨所樂小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世界，乃至十方

無量無數諸世界中，若近、若遠所有眾會，以妙圓音隨類

遍告。於此聲中出種種音，為諸眾生，說種種法，隨其所

應，各得義利（能化通的「廣音具足」，大正 30，頁 493

中 21－29）。 
 
    這樣看來，「現在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就佛陀「神

通」所可及之處，施行教化而言，並沒有區別（但《瑜伽師地

論》是說「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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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真正的區別應在於，前

者主張在難以計算的世界，可能會有許多人同時發心（「同時發

願、同勤修集菩提資糧」），理論上就會有同時成就佛果的可能

性269。 
    主張「唯一佛說」的《順正理論》也不否認「同時」的可

能性，但把「同時」作擴充解釋，而認為只要在同一大劫裏面，

都可算「同時」。 
    對於「現在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的議題，《順正理

論》在討論之後，有一段話，頗堪玩味： 
 

「多界唯一，理亦應同，唯佛世尊能於此義，究竟通達。

我等隨力，且於此作如是尋思，諸有智人應詳其理」（大

正 29，頁 525 下）。 
 
    § 2.5.11.5.大眾部是否主張現在十方佛？Bareau 引用《論

事》XXI.6.等資料270，認為大眾部主張：諸佛住於（titthanti）

                                                 
269 「現在十方佛說」並不是主張隨時、處處有佛。《大智度論》就經常提及「時

世無佛」、「無佛之國」、「無佛世界」、「無佛法僧處」，而《大智度論》所說「菩

薩發大心，魚子、菴樹華，三事因時多，成果時甚少」（大正 25，頁 88 上），

這相同於「唯一佛說」的佛果稀有、難成。參看三國時期支謙譯《阿彌陀三

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 362）：「如世間有優曇樹，但有實無有華

也。天下有佛，乃有華出耳！世間有佛，甚難得值也（大正 12，頁 300 中）。 
270 Bareau[1955]，60－61，列為大眾部的第 16 項主張。《論事》本身並沒有說

這是哪一部派的主張，而從 Bareau 的解說，可知他是依據覺音的注解；Bareau

同時引據調伏天（Vinitideva）的說法。又，Bareau（[1955]，238）認為：錫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  131 

 

 

一切（sabba）方（disa）271。 
    這又看到同一文本有不同解讀的可能性。《論事》XXI.6.
的標題是 Sabbadisakatha，可以看成是「一切方論」，但這並不

當然可以理解成「現在十方佛論」。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1915]，355）英譯作：Of All-Pervading Power，可看

成是「遍在（諸方）的能力」。就文意來說，Sabba disa Buddha 
titthantiti?的確有「諸佛」的意味，但英譯本對覺音的注解看成
272：某些人主張，如大眾部：一位佛陀（a Buddha）存在於四

方、上下及周遭，在不同有情世界中變換其住處273。 
這樣解讀，傾向於認定：一位佛陀在各世間（包含五道或

六道），往來出現。令人好奇的是，《論事》的上座部何以不引

                                                                                                        
蘭大寺上座部（Les Theravadin du Mahavihara）的第 201 項主張是：諸佛不住

於一切方（Les Buddha ne demeurent pas dans toutes les direction）。從字面上來

看，所爭議的是「住」與「不住」的問題，到了 Bareau（[1955]，260）附表

一的主題分類才明白的說「許多佛陀同時存在於各處」（De nombreux B. 

existent partout simultanément）。 
271 方（disa）的意義，參看本文 § 1.2.8.6.與§ 1.2.8.7. 
272 From the Commentary.—Some, like the Mahasanghikas, hold that a Buddha 

exists in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firmament, above, below, and around, causing his 

change of habitat to come to pass in any sphere of being.；參看利照法師[2007]，

109－110。 
273 此處在度看到 Shwe Zan Aung& Mrs. Rhys Davids 的英譯本《論事》（Points of 

Controversy）本身，對其內容解讀的不同態度：該書序論作綜合介紹，在以

論題作分類時（p.xvi），說：佛陀論的 12. Do they pervade the firmament ? XXI. 

6.但在以部派作分類時（p. xx），卻說：大眾部主張 10. That Buddhas can 

persistently pervade any part of the firmament,XX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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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界經》等「一世無二佛」的經證來反駁異論者，反而是

針對諸佛的種姓、父母名稱、二上首弟子（savakayuga）、侍者

（upatthaka）、衣（civara）缽（patta）等問題來爭執274？ 
 
    § 2.5.12.1.以上從「如來世間生」，所謂的「世間」是指怎

樣的範圍（本文 § 0.3.的設問），討論了一個佛土是「三千大千

世界」（本文 § 2.5.1.），由此引申出「一世無二佛」，以及「現

在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的爭議，同時兼論了前後相續諸

佛信仰（賢劫千佛或賢劫五百佛）的一些具體情狀。不論是「現

在十方佛」，或是「十方佛說」，都同意佛陀本諸其「威力」

（prabhava），可以往來各「世間」。以下將引用經文說明佛陀

出現在不同世間的用例。 
    唐朝貞觀初年，李百藥在〈大乘莊嚴經論序〉說到： 

 
「昔迦維馭世，大啟法門，懸明鏡於無象，運虛舟於彼岸。

空有兼謝，生滅俱忘。絕智希夷之表，遺形動寂之外。然

隨緣利見，應跡生知。震大地而萃人天，放神光而掩日月。

百億須彌，俱霑聲教；三千世界，盡入隄封」（大正 31，

頁 589 中－下）。 

 

這是描述釋迦牟尼佛在迦毘羅衛（kapilavastu）出世，說

法教化及於「百億須彌」，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 1）也

說： 

                                                 
274 在巴利注解書，這是諸佛的「差別相」（vem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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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訶世界三千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

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

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大正 51，頁 869 上）。 
     
    § 2.5.12.2.三千大千世界，或是百億須彌，都是佛陀的化攝

之境，但具體的情狀如何？三國時期支謙譯《菩薩本業經》解

釋百億須彌山、四天下等所構成的「一佛剎」（見本文 § 
1.2.4.），又進一步說到： 
 
    「此為一佛剎，號曰忍世界，釋迦文佛，分身百億，悉遍

其中。於時天人，覩眾小國，諸佛菩薩，若近相見」（大正

10，頁 447 中）。 
 
    釋尊不是只有在迦毘羅衛（kapilavastu）所在的世間出現，

而是分身百億
275

。 
 
    § 2.5.12.3.這樣的概念在傳為竺法護譯的《佛昇忉利天為母

說法經》（T 815）說的更清楚276： 
 

「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

                                                 
275 參看《攝大乘論》關於法身與化身不同的說明（大正 31，頁 151 下）。 
276 大正 17，頁 795 下；又見異譯的《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T 816；西晉安

法欽），大正 17，頁 81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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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百億四天下， 

是則名曰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國土。 
於意云何，佛為獨在一閻浮提成正覺乎？莫作斯觀！所以

者何？吾普悉遍諸四方面佛之世界，順如所應，為眾生類

講說經法，或已成佛，或復自現從在胞胎，或復示現在兜

術天，或復現身已滅度矣」。 

 

    經文先確定「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佛國土」，接下來

雖說「普悉遍諸四方面佛之世界」，在解釋上，應該看成是一個

「三千大千世界」，因為在這一大段經文之後，又提及另一問

題：「如來至真惟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現作佛事，復於餘國異佛土

乎？」（大正 17，頁 798 中）。換句話說，佛陀在一個有「百億

四天下」（現代算法的十億個器世間 109）的佛土裏，會以各種

的方式出現，而且還會跨出此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到其他佛

國去教化（下文 § 2.5.13.1.），但在概念上，要把目前有佛陀出

世的世界，排除在外，否則就與「現在十方佛說」不合，而可

能變成「諸佛是一」；也與「一世無二佛」的教法相違）。 
 
    § 2.5.12.4.《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緊接著說明，佛陀能

在三千大千世界分身百億，種種示現的具體情狀： 
 

「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在于東方，去此萬二千四大天下四

大之域，則有世界名曰無垢，其佛號曰離垢意如來至真等

正覺，現在說法。斯四大域佛之世界，所與眾生婬怒癡薄，

易可開化少菩薩學及辟支佛乘，多諸聲聞」（大正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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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下 8－13）。  
 

    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之內，東方距離此處一萬二千個「四

天下」的無垢世界，是離垢意如來所教化的場域。 
 

「目連！欲知彼界如來講說法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

所以者何，則吾身是也。佛之神足威變所為，則非一切聲

聞緣覺之所能及也」（大正 17，頁 795 下 24－27）。  
 

    就這樣，「南方」去此十八四大域的寶成世界，有寶體品

如來；「西方」去此二十二四大域的寶錦世界，有寶成如來；「北

方」去此三十六四大諸域的無恐懼世界，有無畏如來；「東南方」

去此八萬四千諸四大域的普錦綵色世界，有眾華如來；「西南方」

去此七大四域的選擇世界，有釋寶光明如來；「西北方」去此五

十五四大方域的香土世界，有釋賢光明如來；「東北方」去此四

十二四方大域的志危世界，有心念愍哀如來。這一些不同世界

的如來，都是釋迦牟尼277： 
 
    「欲知彼界如來講說法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

何？則吾身是也。 

佛之神足威變所為，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及也」。 

                                                 
277 大正 17，頁 795 下 28－頁 798 上 29；參較異譯《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T 

816），大正 17，頁 811 下 08－頁 815 上 7，此譯本所說各世界的距離，與《佛

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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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只說到、東、南、西、北等八

個方位，沒有及上下，而最遠的是東南方的普錦綵色世界，「於

此三千大千世界東南，去斯八萬四千諸四大域」，最近的是西南

方的選擇世界，「斯三千大千世界西南方，去此七大四域」，在

概念上，都在釋尊化土的三千大千世界裏面。 
 
    § 2.5.12.5.《大智度論》（卷 31）引用《三十三天品經》278，

同樣說到釋尊在忉利天（三十三天）結夏安居，閻浮提眾生久

不見佛，「愁思不樂」，目連尊者上三十三天請佛。釋尊說「汝

觀三千世界！」；目連才發現，「諸佛為大眾說法，或見坐禪，

或見乞食，如是種種施作佛事」。於是釋尊開示： 
 
    「東方有國，純以黃金為地，彼佛弟子，皆是阿羅漢，六

通無礙。 

    復過是，東方有國純以白銀為地，彼佛弟子皆學辟支佛道。 

    復過是，東方有國純以七寶為地，其地常有無量光明；彼

佛所化弟子純諸菩薩，皆得陀羅尼、諸三昧門，住阿毗跋

至地。 

    目連！當知彼諸佛者，皆是我身。如是等東方恆河沙等無

量世界，有莊嚴者，不莊嚴者，皆是我身而作佛事。 

    如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278 大正 25，頁 302 中－下。Lamotte 認為：此處引用的，就是《佛昇忉利天為

母說法經》及《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1980]，2229，note 2）。這三者即

使是同一部經典的不同傳本，其內容也有不少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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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度論》引用此經，是要表達「諸佛世界種種，有淨、

不淨、有雜」；「釋迦文佛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國；阿彌陀佛，

亦有嚴淨、不嚴淨世界，如釋迦文佛國」，而其基礎概念是「一

切佛功德皆等，無多無少」279。 
    目連之「觀三千世界」，《大智度論》固然說「目連以佛力

故觀」，如依《大毘婆沙論的》見解，聲聞聖者「不作意傍極小

千世界，作意極中千世界」280；最遠只能「看到」中千世界，

即使有佛力加持，經文的意旨是就「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佛國

土來說。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雖然沒有明說「諸佛世界種

種，有淨、不淨、有雜」的意旨，但所提及的八個世界中，確

是相當不同。如西北方的「香土世界」，「以上妙好栴檀雜香為

閻浮提土地」，而佛陀在該世界的說法是「彼土如來說經法時，

惟演清淨諸大人教，捨於聲聞緣覺之事。神通菩薩周遍四方，

不可思議諸菩薩眾逮得法忍」；相反的，東北方的「志危世界」

則是「其土人民婬、怒、癡盛，弊惡慳貪，手執刀杖，無信嫉

妒，犯戒瞋恚，多為徙倚懈怠慢突，放心恣意而不安詳。計有

吾我貪人壽命，復無智慧，不知時節，不曉羞慚，志性卒暴而

                                                 
279 但參《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T 384，即《菩薩處胎經》）：「彌

勒當知，汝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成無上等正覺。我以右脅

生，汝彌勒從頂生；如我壽百歲，彌勒壽八萬四千歲；我國土土，汝國土金；

我國土苦，汝國土樂」（大正 12，頁 1025 下）。關於「諸佛平等」與「諸佛差

別」，參看本文§ 1.2.9.3.及其引證。 
280 參看本文§ 1.2.9.8.的討論及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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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恭敬。彼土眾生顏貌變惡，下劣卑賤．．．．」（大正 17，

頁 797 中－頁 798 上）。 
 
    § 2.5.12.6.西元五世紀法顯所譯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T 
376，卷 3，〈四法品〉）說281： 
 

「復次，善男子！我住此大般泥洹能為大事，於此三千大

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種種現化如《首楞嚴三昧》

所說，於三千大千世界閻浮提，以大般泥洹示現泥洹，而

無畢竟般泥洹者；復於閻浮提五欲之中現受胎生，其諸父

母謂我為子，而我過去無數劫來愛欲永盡，無染污身無穢

食身，清淨法身諸生已斷，以方便智隨順世間，於閻浮提

生現為童子」。 
 
    這裏引用了《首楞嚴三昧》，而現存鳩摩羅什譯《首楞嚴

三昧經》（T 642）的相關段落，也是先解釋「三千大千世界」

是百億四天下、百億日月等等，接著說釋尊自己在「三千大千

世界」內的種種示現（大正 15，頁 640 中 2－下 2），例如「於

此四天下轉法輪，餘閻浮提未成佛道，或有閻浮提現入滅度」，

也就是說，佛陀在三千大千世界內各個世界的示現，並不是完

全同一個「模子」，而是隨順世間，有種種的變化，這與《佛昇

忉利天為母說法經》的旨趣相同。 
 
                                                 
281 大正 12，頁 870 下。又見《大般涅槃經》（T 374），大正 12，頁 388 中－頁

390 上；《大般涅槃經》（T 375），大正 12，頁 628 中－頁 63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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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13.1.《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開示佛陀能在三千大

千世界有不分身，種種示現之後，目連接著問到：「如來至真惟

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現作佛事，復於餘國異佛土乎？」，釋尊的回

答是： 
 

「如來于斯三千大千世界，各各隨心之所喜樂，所應度者

眾生之類，而為說法開化之也，及在他方無量佛土，一切

聲聞緣覺之乘所不能知也。 

如日月宮而不動移，普悉現于郡國縣邑，村落丘聚，州域

大邦，如來若斯，自於佛土而不動搖，則便皆現於無央數

諸佛國土，隨從群黎本志所應為說經典」
282

。 
 

佛陀不但會在「自己的佛土」說法，還可能跨出此一自然場域；

由此也可以反證，前文說的東方無垢世界等八個世界（本文§ 
2.5.12.4.），位於釋尊的佛土（三千大千世界）。 
    同樣的，《首楞嚴三昧》也是在開示釋尊在「三千大千世

界」內的種種示現之後： 
 
「爾時，會中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諸菩薩大弟子，咸作

是念：釋迦牟尼佛但能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是神力，於餘

世界亦有是力？」（大正 15，頁 640 下 3－5）。  
 

                                                 
282 大正 17，頁 798 中；參較異譯《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T 816），大正 17，

頁 8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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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13.2.在《首楞嚴三昧經》，因為法會聽眾想知道：佛

陀在其餘世界是否也有這樣的能力？文殊師利自告奮勇說：在

他所遊行的諸佛國土中，在上方「過六十恆河沙士」，有佛世界，

名一燈明」。文殊師利想知道一燈明世界（Ekapradipa）「世尊

號字何等？我等云何奉持佛名？」，但這位佛陀卻要他回來請問

釋尊。佛陀的回答是： 
 

「彼一燈明土講說法者，佛號示一切功德自在光明王。 
文殊師利！一燈明土，示一切功德自在光明王佛

（Sarvagunadharmasajdarwakavikurvanaprabharaja）則是我

身於彼國土，現佛神力，我於彼土說不退轉法輪，是我宿

世所修淨土」。 
 

    又，文殊師利描述「一燈明世界」的情況是：「彼佛國土

功德莊嚴，說之一劫，猶不可盡，復過於是。彼國無有聲聞辟

支佛名，但有諸菩薩僧，常說不退轉法輪」（大正 15，頁 640

下 12－14），這與《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所說此土西北方

的「香土世界」，大抵相同。而指出示一切功德自在光明王就是

釋尊自己之後，經文又說：「汝今當知，我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

那由他土，盡有神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文殊師利！

此則皆是首楞嚴三昧勢力，菩薩常於無量世界示現神變，於此

三昧而不動轉。文殊師利！譬如日月自於宮殿初不移動而現一

切城邑聚落，菩薩如是住首楞嚴三昧初不移動，而能遍於無量

世界示現其身，隨眾所樂而為說法」。不但佛陀能於無量他土示

現，連住首楞嚴三昧的菩薩，也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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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楞嚴三昧經》又說到：文殊師利請問釋尊真正的壽命

（實壽）是多久？釋尊請文殊師利去問東方離此處三萬二千佛

土「莊嚴世界」（Pratimandita）的照明莊嚴自在王佛

（Vairocanarawmipratimanditavikurvanaraja），因為彼佛的壽命

就是我的壽命。就這樣，文殊師利「以首楞嚴三昧力故，及自

善根神通力故」，而到「莊嚴世界」，答案是「我壽七百阿僧祇

劫，釋迦牟尼佛壽命亦爾」283。 
    在場的阿難進一步說「如我解佛所說義，我謂世尊於彼莊

嚴世界以異名字，利益眾生」，釋尊確認說「是事，彼佛身者即

是我身，以異名字於彼說法度脫眾生」。 
 
    § 2.5.13.3.《首楞嚴三昧經》是以釋迦牟尼的身份，而說「示

一切功德自在光明王佛」、「照明莊嚴自在王佛」，就是我身（並

且以「照明莊嚴自在王佛」的身份，表示釋迦牟尼壽量也是「七

百阿僧祇劫」）。 
在《央掘魔羅經》（T 120）可以看到另一種說明的方式284。 
釋尊在度化央掘魔羅後，要他與文殊師利，到北方過一恒

河沙剎的無量樂世界，佛名無量慧功德積聚地自在王如來，向

                                                 
283 大正 15，頁 644 下－頁 645 上。Lamotte 把這一段的經文標示為：Identitè des 

Buddha Wakyamuni et Vairocana（[1965]，267，note 339；又見 Lamotte[1965]，

60）（Boin-Webb[1999]，53、235），嘗試把《首楞嚴三昧經》中莊嚴世界、

照明莊嚴自在王佛，與（梵本）《法華經》第 23 品、第 25 品的事緣作連結。

又《大智度論》兩次引到此一段落（卷 26，大正 25，頁 249 下；卷 31，大

正 25，頁 312 上；Lamotte[1980]，2340），但行文略有不同。 
284 這部《央掘魔羅經》（T 120）的性質，參看呂凱文[2006]，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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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佛請問「釋迦牟尼如來，云何住無生際，而復住於娑婆世界」。

二人到了以後，說明來意，彼佛卻說「釋迦牟尼如來即是我身，

汝等還去語彼佛言：『無量慧佛遣我等還，云：彼如來當為汝說』」

（大正 2，頁 533 上）。就這樣，北方從一恒河沙剎，以至十恒

河沙剎，東方，南方，西方，西北方，東北方，東南方，西南

方，上方，下方，都是如此（大正 2，頁 533 上－頁 535 下）。

這十方合計的一百位佛陀，只單純的說「釋迦牟尼如來即是我

身」，並沒有開示法義。  
    不但如此，在釋尊座下，先是殺人犯禁再幡然改悟的央掘

魔羅，其實是「南方去此，過六十二恒河沙剎有國，名一切寶

莊嚴」的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大正 2，頁 543 上），而

釋尊座下的文殊師利法王子，則是「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

沙剎，有國名常喜」的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大正 2，頁 543

中），這兩位如來所教化的世界都是「無有聲聞緣覺之乘，純一

大乘，無餘乘名」，而在釋尊的娑婆世界化現為不同的「身份認

同」285。 

                                                 
285 依《首楞嚴三昧經》（T 642），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在娑

婆世界南方「過於千佛國土」平等世界，文殊師利法王子是當時的龍種上如

來（大正 15，頁 644 上），《大智度論》兩次引述此一事緣（大正 25，頁 134

中，頁 273 中）。這樣看來，文殊師利早已成佛。但依《文殊師利淨律經》所

說：文殊師利是東方世界的菩薩，應釋尊的感召而到此土來，所以文殊師利

還是菩薩。依印順法師的條理，在現存漢譯經典，有四十七部與文殊有關（主

要的有卅五部），這些經典的相關內容，顯示一定的特色「使人感覺到的，文

殊法門的表現方式，與聲聞法不同，也與一般敘述、分別說明的大乘法不同」；

「在初期大乘經中，文殊所代表的法門，確是重要的一流」（印順法師[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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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13.4.《如來師子吼經》（T 835）是另一種形態。經文

一開始，釋尊告訴勝積菩薩：「汝往北方去此世界六千億恒河沙

等諸佛世界，復過百千萬億算數世界之外，有佛世界名曰歡喜，

彼中有佛號曰法上如來應正遍知，於今現命現住為眾生說法，

彼佛世尊於今欲說〈大師子吼方廣法門〉，汝可往聽」。勝積菩

薩到了歡喜世界後，與法上如來有一些互動；法上如來除了開

示教法之外，更說286： 
 
    「善男子！娑婆世界，彼有世尊，號曰釋迦牟尼如來應正

遍知，於今現在現命現住為眾說法。善男子！今我身是，

法上如來為利眾生，是故於彼娑婆世界示種種相而為說

法」。 
 
    這樣看來，釋迦牟尼是法上如來在娑婆世界的化身。 

依《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離垢意如來在東方距離此處

一萬二千個「四天下」的無垢世界，說法教化，而離垢意如來

就是釋迦牟尼佛（本文 2.5.12.4.）；在《如來師子吼經》，釋迦

牟尼是法上如來在娑婆世界的化身，那麼，哪一個是「真身」？

在概念上，確可能有這樣的疑問。《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就

提出這樣的疑問287： 

                                                                                                        
873－942）。 

286 大正 17，頁 889 下；異譯《大方廣師子吼經》，大正 17，頁 891 中。 
287 大正 17，頁 798 中；《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T 816），大正 17，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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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所現佛，何所審實？忉利天上閻浮提者？諸天宮中三

千大千域者？在他方異佛世界說法者乎？ 

惟天中天當何因知審真佛者，施何所佛福祐大巨不可稱

限？」  
 
除了想知道何者是「真身」，何者是「化身」之外，還預想

另一個問題：要供養哪一個佛才能得到「大巨不可稱限」的福

德？經文對此自有一番解說，而這樣的問題，也可見諸《大品

經》
288

。 
    此處讓人想起《俱舍論》傳述的諍論「輪王如佛，無二俱

生。故契經言：『無處無位，非前非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出現

於世；有處有位，唯一如來』；此『唯一』言，為據一『三千』？

為約一切界？」，而《順正理論》明確的說「應說一切界，無差

別言故」（本文 § 2.5.6.），而且主張「若佛智悲遍於一切，無

礙無闕，則應說法，普能濟度一切有情，無邊界中，如來皆有

不思議力，能普化故」、「設一如來唯化一界，亦非一界盡得涅

槃。然許如來能化一界，故許一佛普化十方，雖度不盡，亦無

有失，餘為當來佛所度故」（大正 29，頁 524 下）。在論主的眼

中，在「無邊」世界中普行教化的，都是同一位如來。 

 

                                                                                                        
上。 

28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T 223）〈三慧品〉，大正 8，頁 374 下－頁 375 上；《放

光般若經》（T 221），大正 8，頁 113 中－下。《大智度論》（卷 84）對此經文

的解說，見大正 25，頁 648 上－中（又參看大正 25，頁 312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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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1.在《中部》《多界經》的「一世無二佛」，「世」是

lokadhatu，意指空間世間，但漢字的「世」，也可以指時間，例

如「百世不磨」、「窮年累世」，「千秋萬世」等用語。 
    《中部》第 115《多界經》所說「一世無二佛」固然是指

空間世界289，但注解書對此的看法是：當一位菩薩入母胎，以

至於其（成佛之後的）教法完全滅絕之前，不可能有另一位佛

陀出現290。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於什麼是「法滅」，自然會有所思

考291。但就現實而言，既然佛教傳說彌勒是人間的未來佛，那

麼彌勒究竟在何時成佛？自然成為信仰與教理關心的問題。 
    大體而言，彌勒佛出世的時間，可以在三個脈絡觀察： 
    一、釋迦牟尼佛正法的存續期間（末法思想）； 
    二、人類生存空間（器世間）的成住壞空； 
    三、彌勒菩薩在兜率天的壽量。 
    這三個脈絡本來有其內在的關連，但觀點的差異，因而有

極為不同的呈現。 

                                                 
289 Analayo[2011]，652：The parallel versions continue their examination of 

impossibilities by pointing that two Buddhas or two wheel-turning kings cannot 

arise in the same world；而在注解的用語則是：The impossibility of two Buddhas 

arising at same time….。   
290 Bhikkhu B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1320，note 1089；Endo[2002]，

104。 
291 Endo[2002]，104－106、Gombrich[1998]，332－338、341－342；《發智論》

（T 1554）：「齊何當言正法滅？答：若時行法者滅」（大正 26，頁 1018 下），

《大毘婆沙論》的解說，見大正 27，頁 917 下－頁 91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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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依 Spiro 的傳述292：「根據廣為流傳的上座部信仰，

彌勒佛將於喬達摩死後的五千年出現──距今約 2 千 5 百年

後，緬甸人相信在他出現前後，將發生許多災變。這世界會被

火，水與風暴毀滅，當他出現時，就有個新世界。此外，雖然

大部分現世的人將因自身的罪惡而為大災難所毀滅，但少數的

虔誠者將會活到彌勒佛降臨以後。而彌勒佛的壽命會持續八萬

年」。 

    無獨有偶的，Gombrich 分別在 1964 年 8 月至 1965 年 8 月、

1969 年，兩度在錫蘭進行田野研究，得到的訊息是：彌勒佛將

在很久之後出世（一個 village girl：3,000 年；兩個僧眾分別說

一萬年與一千萬年），但我們最好現在就為此事預作準備，期盼

將來能受彌勒教法，得法益；最主要的是，確保當時會生為人

或天。Gombrich 聽到許多關於彌勒佛的傳說，但無法在書中重

述（Gombrich[1998]，338－341）。 
    這種田野調查的發現，顯示一種普遍的「認知」，正如

Collins（[1998]，400，note 10）所說的：「好一些學者寫到：傳

統上認為釋尊的正法延續 5.000 年，而彌勒佛就在那時不久之

後，就會出世。但依據《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的

開示，彌勒佛還要經許多千年（that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would elapse）才會出世」。這樣的看法，是從世間成住壞空的

                                                 
292 Spiro[2006]，310（又參 Spiro[2006]，304）。這是 Spiro 於 1961 年在緬甸進

行 14 個月田野研究所得到的訊息，他本來想「將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回緬

甸蒐集欠缺的資料，同時驗證解釋的理論」，但 1962 年軍人執政團掌政之後，

就不允許外國學者進入該國（Spiro[2006]，序文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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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人壽遞減到最短的十歲之後，又漸次遞增，來到人壽八

萬歲，但這過程究竟要多久呢？《轉輪聖王獅子吼經》並沒有

明說，Gombrich（[2006]，122）說：「正統的說法，把彌勒佛

出世在人間的時間，定在遙遠的未來」，或許就是基於這樣的思

考。 
    現代學者考定約成書於 12 或 13 世紀的《未來史》（Anā
gatavajsa），是上座部佛教的「彌勒下生」，其第 5 頌說：彌勒

是在這一賢劫的「一俱祇（koti）年」後出世（Norman[2006]，
19），也就是一千萬（英語 crore）年293。以《長含》第 6《轉

輪聖王修行經》、《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與《中含》

第 70《轉輪王經》等三部經（參看本文 § 1.1.8.5.～§ 1.1.8.6.）
所描述的時程來看，意指這一段期間（一千萬年），歷經人壽從

百歲遞減到十歲，又遞增到彌勒佛出世294，這是在成住壞空的

架構之下來看「彌勒下生」295。 
    依《中部》123《未曾有希有法經》所傳，釋迦菩薩是「盡

                                                 
293 又見 Chit Tin[1992]，34；Collins（[1998]，361）譯成：In this Auspicious Eon, 

millions of years in the future，但也加以說明其理由（Collins[2010]，172 仍維

持相同的譯法）。 
294 此處不考慮《大毘婆沙論》所說「唯於『減時』佛出于世，於『唯增時』輪

王出世，於『增減時』獨覺出世」的問題，參看本文§ 1.1.8.4.。 
295 注解書（Atthakatha，義論）文獻以是否有佛陀出世，把劫分成：空劫

（subba-kappa）、不空劫（asubba-kappa），後者是有佛陀出世的時劫；又以一

位至五位佛陀出世，把不空劫細分成五種：sara-kappa、manda-kappa、

vara-kappa、saramanda-kappa、bhadda-kappa（賢劫），賢劫就是有五位佛陀出

世（Endo[2002]，249－251；Horner[1975]，xxvi-x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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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率天壽而住」，也就是（一生所繫）菩薩在兜率天完整的度

過「生命預定值」（下文 § 3.3.1.）。 

就此而論，巴利語佛典流行的地區，可以看到彌勒佛出世

時間的三種脈絡。 

 

§ 3.1.3.依《中含》第 116《瞿曇彌經》、《增支》八集 51 經，

以及律典的傳述，釋尊的正法本來可以存續千年，但因為女眾

出家，所以只剩五百歲296。依覺音的解說，「五百歲」是指五千

年（Gombrich[1998]，332，note 28；Gombrich[1993]，148）。 
    如果說，在釋尊入滅之前，這樣的教說已經集出，那麼在

接近這五百歲時，佛弟子怎麼面對法滅的傳說？這種以五千年

代替「五百年」的解說，很可能出於佛弟子「不忍聖教衰」的

感情。 
    Spiro 所說「彌勒佛將於喬達摩死後的五千年出現──距今

約 2 千 5 百年後」，代表著釋尊入滅之後，佛教內部的兩種情感：

如何延續釋尊的教法（正法永住），以及期待彌勒如來出世。 

    印順法師認為（[1981]，575－6）：勸請（請佛住世）而成

為大乘行者的行法，可能是由於：西元前後，北方的政局混亂，

佛法也不免受到些破壞。於是末法思想，法滅的思想興起了。

佛弟子對此土佛法失去了信心，信仰與護法的熱誠，轉而寄望

於他方世界的現在諸佛，希望他方的佛法興盛，普利眾生（自

己也願意到他方去）。勸請十方諸佛，佛法長存，與懺悔、隨喜

相合而成為三品修行。 
                                                 
296 參看大正 1，頁 107 中；《漢譯南傳》第 23 冊，頁 173；《五分律》，大正 22，

頁 186 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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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漢譯佛典有不少關於末法的經說297，而在中國佛教本

身，早在五世紀前葉北魏太武帝「廢佛詔」，就已經讓當時的佛

教有末法的危機感。 
    由末法危機感而產生對未來佛的期待，在南嶽慧思的《立

誓願文》（T 1933），很清楚的表現出來：「釋迦牟尼說法住世八

十餘年，導利眾生，化緣既訖便取滅度。滅度之後，正法住世

逕五百歲；正法滅已，像法住世逕一千歲；像法滅已，末法住

世逕一萬年。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

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大正 46，頁 787 上），

他所發願期盼的是「佛從癸酉年入涅槃後，至未來賢劫初，彌

勒成佛時有五十六億萬歲。我從末法初，始立大誓願，修習苦

行，如是過五十六億萬歲，必願具足佛道功德，見彌勒佛」（大

正 46，頁 786 下）。 
    Spiro 的傳述是「喬達摩死後的五千年出現──距今約 2

千 5 百年後」，彌勒佛出世，慧思《立誓願文》則說是「五十六

億萬歲」，差距很大，但都是以釋尊存世的年代為基準，這就可

以看出「佛滅年代」相關問題在信仰上的重要性。 
    但 Spiro 又說到「這世界會被火，水與風暴毀滅，當他出

現時，就有個新世界」，這涉及佛教對器世間（輪圍世間）成住

壞空的理解（參看 Holt[1991]，55）。 

                                                 
297 參看《法華經》（T 262）：「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應住安樂行」（大

正 9，頁 37 下）；《大方等大集經》（T 397）〈月藏分〉（大正 13，頁 363 上－

中）。漢譯佛典所見末法思想的典據，參看性玄法師[2009] 的引述；岡野潔

[2001]，27－29 有簡要的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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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4.《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長部》第 26《轉

輪聖王獅子吼經》與《中含》第 70《轉輪王經》等三部經（參

看本文 § 1.1.8.5.～§ 1.1.8.6.），都說到轉輪聖王治理時應有的

作法。而因為轉輪聖王不當的措施，造成道德的敗壞，人壽便

從八萬歲減少成四萬歲，就這樣人壽開始遞減，到最後變成人

壽十歲；接著因為善念善行增加，人壽又慢慢遞增，回到人壽

八萬歲的時代。 
    經文這樣的呈現，表現出人壽遞增與遞減的循環。在這循

環當中，人壽十歲是最壞的時代，會有七日的「刀兵劫」

（Satthantarakappa），但完全沒有說到器世間（輪圍世間）的毀

滅。 
    這樣的循環會持續下去嗎？經文沒有明說。 

《大毘婆沙論》（及《俱舍論》）有這樣的說明：世界（有

情世間與器世間）的成、住、壞、空，各歷經二十「劫」，合計

八十「劫」。但真正可能作為計算歷時長短的，只有「住劫」，

其餘的成、壞、空「劫」的久暫，是比照「住劫」而來。在「住

劫」的二十「劫」裏面，第一「劫」是「唯減」；最後一「劫」

是「唯增」；中間的十八「劫」是由「一增一減」所構成（「中

間劫」）。「增」，是人壽從十歲遞增到八萬歲；「減」，是人壽從

八萬歲遞減到十歲（唯一的例外是，「住劫」第一「劫」從無量

歲遞減到十歲）（本文 § 1.1.8.4） 

    就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成住壞空的框架裏，人壽增

減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等

三部經典所說的人壽增減，似乎有倍增、倍減的傾向，但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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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變化。例如遞增部分，10 歲到 640 歲之間，都是倍增，但

640→2000→5000，就不是倍增
298

，以《長含》第 6《轉輪聖王

修行經》來說，其數量是299：     

減：  
80000→40000→20000→10000→1000→500→300→200→100→10 

 

增：    
10→20→40→80→160→320→640→2000→5000→10000→20000→ 

40000→80000     

最值注意的是，遞減部分人歲從 100 歲，如何減少成 10 歲？

經文是說： 

 

「人壽稍減，三百、二百，我今時人，乃至百歲，少出多

減。如是展轉，為惡不已，其壽稍減，當至十歲」（大正 1，

頁 41 上）。 

 

在《長部》第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Collins（[1998]，609
－610）譯成： 

 
because their vitality and beauty decreased, those who lived 

                                                 
298 《大毘婆沙論》（卷 20）略為討論人「子壽倍父增」的問題（大正 27，頁

103 上）。 
299 此處可看到「見聞各異，難可會釋」的情況：《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

吼經》與《中含》第 70《轉輪王經》所說人壽增減的數目，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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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had children who lived for 
(only)one hundred. 
There will come a time, monks, when the descendants of these 
people will live for (only) ten years. 

 

    這三部經文的說法，其實都保持相當的彈性，人壽從百歲

遞減到十歲，似乎沒有意思看成是一個已經規定的行程。對佛

弟子來說，面對這樣的經文，會有兩種情感：一、找出正向的

力量，向上提昇，避免「如是展轉，為惡不已」；二、但從宏觀

的世間的循環來看，不經歷這段人壽十歲的苦難，如何期待彌

勒佛出世？ 

    宋朝志磐《佛祖統紀》（卷 30）可以看到中國古德對人壽

增減的一般看法：「以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命減一年，減至十

歲；百年增一年(或云子倍父壽)，復增至八萬四千歲，如是一

減一增為一小劫，二十增減為一中劫，總成、住、壞空、四中

（劫）為一大劫」（大正 49，頁 298 上）。這顯然對於《長含》

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等阿含經典的說法，別有意會。 
 
    § 3.1.5.《大毘婆沙論》以成住壞空合計八十「劫」，來解

釋世間的循環，但沒有提及怎麼定位現在人間所處的時間定位。 
    真諦譯的《立世阿毘曇論》說： 
 
    「是『二十小劫世界起成已住者，幾多已過，幾多未過？ 

    八小劫已過，十一小劫未來。 

    第九一劫，現在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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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第九一劫，幾多已過？幾多在未來？ 

    未來定餘六百九十年在（至梁末己卯年，翻度此經為斷）」

（大正 32，頁 215 中）。 
 
    約編集於十一、十二世紀的巴利語《世間施設》

（LokapaJJatti）有幾乎相同的說法：「八（小劫）已經過去，

剩下十一小劫未來，目前是第九小劫，還有七百年」300。 
    《立世阿毘曇論》與巴利語《世間施設》（LokapaJJatti）
說到兩個重要時點：一、目前是住劫二十小劫的第九劫；二、

此劫剩下 690 年（或 700 年）。 

先說第一點。《立世阿毘曇論》這樣的說法，在隋唐之後，

中國佛教古德似乎採信這樣的說法。例如窺基的《劫章頌》301

說： 
 

「即此住時稱賢劫   二十數中第九劫 

六萬四萬二萬時   拘留那含迦葉興 

百歲釋迦牟尼出   人壽三十萬（方？）飢饉 

七年七月七日滿   聚骨運籌多滅亡 

二十歲時疾病侵   七月七日災方畢 

至十歲時刀兵起   七日七夜相殺傷 

                                                 
300 Denis[1977]，I，texte 177、traduction 155；參看岡野潔[2001]，24。 
301 CBETA, X47, no. 794, p. 234, a13-23 // Z 1:75, p. 303, a10-b2 // R75, p. 605, 

a10-b2。但應注意，窺基並不是完全採用《立世阿毘曇論》的說法，例如飢

饉、疾病、刀兵三災的發生時期，是引自《瑜伽師地論》（卷 2，大正 30，頁

285 下－頁 28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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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少人民不盡滅   怖災造福增延命 

子年倍父增
302
八萬   從彼減劫慈氏興 

至第十五減劫中   九百九十四佛出 

乃後住劫欲終時   樓志如來方出興」 

 
    玄奘門下普光的《俱舍論記》，法寶的《俱舍論疏》，在討

論《俱舍論》諸佛出世的問題，也有所引述303。宋朝志磐《佛

祖統紀》（卷 30）〈（諸佛）三世出興志〉，也是在此脈絡下討論

（大正 49，頁 297 下－頁 302 下）。 
    不但如此，宋朝法天譯的《七佛經》（T 2），以說釋尊是在

賢劫第九劫出世304。 
    可能是 12 世紀人的一切護（Sarvaraksita），在其《世間大

崩壞論》（Mahasajvartanikatha）也有與《世間施設》

（LokapaJJatti）完全相同的傳述（岡野潔[2001]，22－25）。 
 
    § 3.1.6.《立世阿毘曇論》說此劫（賢劫第 9 劫）還有 690
年，這是以真諦譯出的時間「梁末己卯年，翻度此經為斷」。己

                                                 
302 窺基《劫章頌》所說的人壽是從十歲到八萬四千歲，而「減劫」是百年減一

年；「增劫」則是「子年倍父增」。 
303 《俱舍論記》（T 1821），大正 41，頁 194 下。《俱舍論記》（T 1822），大正

41，頁 622 中。 
304 大正 1，頁 150 上。但此經說賢劫中第六劫有俱留孫佛出世，俱那含牟尼佛

在賢劫第七劫出世，迦葉佛在賢劫第八劫出世，這與窺基《劫章頌》的說法，

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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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年是西元 559 年（已經是陳武帝永定三年）
305

，換句話說，

到西元 1249 年（1 月 1 日）就是劫末（宋理宗淳祐 8 年 12 月

16 日，歲次戊申）。 
    《立世阿毘曇論》還說到： 
      
    「壽命八十千歲住阿僧祇年，乃至眾生未造十惡。 

    從起十惡業道時節，壽命因此十惡滅度，一百年則減十歲。 

    次復百年，復減十歲，次第漸減，至餘十歲。 

    最後十歲，住不復減。 

    長極八萬，短至十年，若佛不出世次第如此。 

    若佛出世，如正法住，眾生壽命暫住不減；隨正法稍減，

壽命漸減」306。 
 
    每一百年減十歲，那麼前一小節說的「未來定餘六百九十

年在」，意指人壽再減七十歲，就會到人壽十歲的時代，這是否

意指《立世阿毘曇論》這段文字寫成的時候，人壽是在八十歲

的時代？但編集於十一、十二世紀的巴利語 LokapaJJatti，或

是十二世紀的《世間大崩壞論》（Mahasajvartanikatha），仍然

說未來還餘七百年，如果說這是正量部一脈相承的說法，這是

否意指「七百年」不能單從數值來理解，而是別有意會？岡野

潔（[2001]，25－36）說這是正量部的「劫末意識」，而與一般

                                                 
305 西元 559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 ～ 560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見

http://sinocal.sinica.edu.tw/cgi-bin/sinocal/luso.utf8.cgi 
306 大正 32，頁 217 上－中；參看 Denis[1977]，I，traduction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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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說的「末法思想」，有所區隔（又參岡野潔[2003]）。 
    《立世阿毘曇論》最後一句話「若佛出世，如正法住，眾

生壽命暫住不減」，則在世間成住壞空的脈絡中，引出「正法住

世」會使人壽不減的理想。 
 
    § 3.1.7. 「正法住世」或是「末法思想」，世間成住壞空，

以及佛陀出世，會有不同的觀點。志磐《佛祖統紀》（卷 30）〈（諸

佛）三世出興志〉嘗試把這些脈絡連結，以下摘引其中一段，

略作說明。志磐先說明在「過去莊嚴劫」出世的佛陀名號；而

「現在賢劫」的開始，描述了器世間的新造過程，在「成劫」

的第三小劫，開始有人趣等有情。到了「住劫」第九小劫，人

壽五萬歲、四萬歲、二萬歲時，分別有拘留孫佛、俱那含牟尼

佛、迦葉佛出世，接著是： 
     

減至一百歲時，第四釋迦牟尼佛出世，本在一萬歲時，為

觀眾生無機可度，至百歲劫末苦逼，故出乎世。 

減至八十六歲時，盡正法：一千四百年。 

按《法住記》，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

出家減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 

《善見論》云：佛初不度女人，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

年。 

《法苑》云：天人答南山曰：佛錫杖在龍窟中，四十年住，

為如來去後。有飛行羅剎，能說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

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中，復令正法

增住四百年，像法增千五百年，末法增二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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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至七十八歲，入像法八百年。 

是為今時正得壽(以佛滅二千二百年，為約合減二十二

歲，至理宗淳祐十一年，準之)。 

減至六十一歲：盡像法二千五百年。 

減至三十歲：入末法三千一百年。 

人長三尺。 

時，饑饉災起，由人民皆行十惡，草菜米穀五種上味，悉

皆隱沒，唯煎朽骨共為燕會」（大正 49，頁 299 中 04－24） 

 
    應該說明的是： 
    一、釋尊原本是在人壽一萬歲時要出世，但機緣不足，才

在人壽一百歲時出世，表示佛陀的出世並非一成不變。 
    二、人壽減至八十六歲時，正法已經滅失。志磐是以《法

苑珠林》為根據307，認為正法住世一千四百年，而在這一千四

百中，人壽減少十六歲，這是「百年減一歲」的說法308，有別

於《立世阿毘曇論》的「百年減十歲」。 
    三、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也就是西元 1251 年（1 月 24
日至 1252 年 2 月 11 日），當時人壽七十八歲，「佛滅二千二百

年，為約合減二十二歲」，表示志磐認為釋尊入滅年代是西元前

949 年，也就是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參考唐朝法琳的

                                                 
307 《法苑珠林》（T 2122），大正 53，頁 589 下。 
308 參看窺基《劫章頌》：爾時人壽命無量，至十歲時減劫終，及後百年減一年，

八萬四千為最上；從彼子年倍父增，還登八萬四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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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定)309。真諦在西元 559 年譯出《立世阿毘曇論》，並說此劫

（賢劫第 9 劫）還有 690 年，也就是南宋理宗淳祐八年（西元

1248 年 1 月 28 日～西元 1249 年 1 月 15 日），人壽只有十歲。

二者之間相近，但意味著《立世阿毘曇論》的劫末之說，並沒

有發生。 
    四、在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之後的 480 年（人壽從七十八

歲減至三十歲），就會有「饑饉災」，這種「饑饉災」（及疾病災、

刀兵災）發生的時期，同於窺基《劫章頌》的說法。 
    這裏可以看到，志磐費心努力的想要統合各種觀點，但關

於彌勒佛出世的時間，志磐說： 
 

「《菩薩處胎經》去彌勒世有五十六億七千萬歲。 

《處處經》五十億七千六十萬歲。 

《彌勒下生經》、《上生經》並云：五十六億萬歲。 

《莊椿錄》：自佛滅取彌勒生，有八百八十萬九千二百年。 

諸說不同，未曾校算」。 
 
    志磐所引出處不明的《莊椿錄》明白的算出：釋尊滅度後

八百八十萬九千二百年，是按照人壽增減計算而來（參看本文 § 
1.1.8.5.～§ 1.1.8.6.）。 
    這樣的思考，在仁潮《法界安立圖》有更明確的數目310： 

                                                 
309 《廣弘明集》（卷 13）：「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大正 52，

頁 177 上），參看《法苑珠林》（卷 100）〈曆算部〉（大正 53，頁 1028 上－頁

1029 上）。 
310 CBETA, X57, no. 972, p. 475, a4-17 // Z 2B:23, p. 489, a4-17 // R150, p. 977,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  159 

 

 

 
1.人壽至一百歲時，釋迦牟尼佛出世。 

從住劫初，至釋迦世尊，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

千年； 
    2.自釋迦世尊滅至宋紹興，已二千一百年（新算自宋高宗

紹興元年
311
，至我朝萬曆丙午

312
，又四百七十六年）； 

3.此去更過七千年，人壽十歲，身長一尺至此減劫之極也

（遇小三災）； 
    4.過爾之後，復入第九增劫，從人壽十歲如前過百年命增

一歲，身增一寸，如是漸增乃至壽八萬歲金輪王； 
    5.復入第十減劫，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佛下生，從紹興去

至彌勒，更經八百八十萬七千年。 
 
    § 3.2.1.依《佛般泥洹經》（T 5）的傳說，釋尊在入滅之前，

就已經告訴身旁的弟子：「卻後十五億七千六十萬歲，乃復有佛

耳」（大正 1，頁 172 下），而《般泥洹經》（T6）所說的是「觀

佛儀容，難復得睹，卻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彌勒佛耳，

難常遇也」（大正 1，頁 188 下）313。 

                                                                                                        
a4-17)。 

311 宋高宗紹興元年，歲次：辛亥；生肖：豬；西元 1131 年 1 月 31 日(星期六)

起。 
312 明神宗萬曆 34 年，歲次：丙午；生肖：馬；西元 1606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

起。 
313 雖有這樣的差異，《佛般泥洹經》（T 5）與《般泥洹經》（T6）可能的關係，

參看 Nattier[2008]，126－128 的討論與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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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磐《佛祖統紀》（卷 30）說：「《彌勒下生經》、《上生經》

並云：五十六億萬歲」，在現存《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T 
452）的確說： 
 
    「如是處兜率陀天，晝夜恒說此法，度諸天子，閻浮提歲

數五十六億萬歲，爾乃下生於閻浮提，如《彌勒下生經》

說」（大正 14，頁 420）。 
 
    但是現存諸本漢譯「彌勒下生經」（T 453～T 457）都沒有

說到彌勒佛在何時出世。「五十六億萬歲」此一數目從何而來？ 
 
    § 3.2.2.關於《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所說的數值，可

以從兜率天的天壽來理解。 
《中含》第 202《持齋經》、《增支》八集 42 經－45 經，乃

至於《雜含》第 861－863 經，都說到欲界六天的壽量的計算方

式，但這些經文並沒有具體的算出其數值（郭忠生[2011]，136

－139）。玄奘譯《本事經》（T 765）六欲界天壽量的具體數值

是： 
 

1.如此人間五十年量，當彼天上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如是

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

年，四天王天壽量五百，當於人間九百萬歲。 

（50 × 30 × 12 × 500）314。 

                                                 
314 這些阿拉伯數字的計算式是筆者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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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此人間一百年量，當彼天上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

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 

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三十三天壽量千歲，當

於人間三千六百萬歲。 

（100 × 30 × 12 × 1,000） 

3.如此人間二百年量，當彼天上夜摩天中一日一夜。如是

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

年，夜摩天中壽量二千歲，當於人間一億四千四百萬歲。

（200 × 30 × 12 × 2,000） 

4.如此人間四百年量，當彼天上睹史多天一日一夜。如是

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

年，睹史多天壽量四千，當於人間五億七千六百萬歲。 

（400 × 30 × 12 × 4.000＝576,000,000） 

5.如此人間八百年量，當彼天上樂變化天一日一夜。如是

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

年，樂變化天壽量八千，當於人間二十三億四百萬歲。 

（800 × 30 × 12 × 8,000） 

6.如此人間千六百年，當彼天上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

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

如是年，他化自在天壽量一萬有六千歲，當於人間九十

二億一千六百萬歲(此中算數，萬萬為億)（大正 17，頁

698 下－頁 699 上）。 

（1,600 × 30 × 12 × 16,000） 

    
    此處的「億」，相等於現在通行億（108）的這樣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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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見諸現代學者的計算，即使南傳的《分別論》也有相同

的說法315。 
   
    § 3.2.3.前已說及，窺基在《瑜伽師地論略纂》(T 1829）說：

「億」有四種，分別指現代算法的十萬（105）、百萬（106）、

千萬（107）及億（108，萬萬）（本文 § 1.2.3.） 
    漢譯佛典中，構成「三千大千世界」的內容，經常被說成

是「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及四天王天」等等，此一脈絡所

說「百億」的「億」，其數值是千萬（107）（本文 § 1.2.3.）。 
    再從玄奘所譯的《發智論》、《大毘婆沙論》、《俱舍論》，

以及真諦所譯《立世阿毘曇論》的相對應部份來看，其中得以

確認其數值的「億」，只等於現代算法的十萬（105）（本文 § 2.1.1.
～本文 § 2.2.2.4.）。 
 
    § 3.2.4.由這樣的理解，《立世阿毘曇論》〈壽量品〉說的「億」

就是現代算法的十萬（105）： 
 

1.人中五十歲，是四天王一日一夜，由此日夜三十日為一

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五百天年是其壽命，當人

中歲數九百萬歲。 
    2.人中一百年，是忉利天一日一夜，由此日夜三十日為一

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壽命千年，當人中三千六百萬

                                                 
315 《漢譯南傳》，第 50 冊，頁 168－頁 169；Gogerly[1908]，23－24（文中自

稱依據南傳《分別論》）；Hardy[1853]，25；Collins[1998]，298；Penner[2009]，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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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3.人中二百年是夜摩天一日一夜。由此日夜三十日為一

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壽命二千年，當人中十四千

萬又四百萬年。 
    4.人中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一日一夜，由此日夜三十日為一

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壽命四千年，當人中五千七

百六十億年。 
    5.人中八百年是化樂天一日一夜，由此日夜三十日為一

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壽命八千年，當人中二萬三

千四十億年。 

    6.人中一千六百年，是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由是日夜三

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年，由此年數壽命一萬六千年，

當人中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億年。 
 
    此處與前引玄奘譯的《本事經》（T 765）的計算方式，完

全一樣。兜率（陀）天的壽量相當於人間 576×106＝576,000,000
（五億七千六百萬年）。 
    巴利語《世間施設》（LokapaJJatti）相對應部分的數值是：

sattapabbqsabca vassakotiyo satthi ca vassasatasahassani，即五十

七俱胝六十「百千」（576,000,000；Denis[1977]，I，texte 90、

traduction 86），也就是現代算法的五億七千六百萬。 
 
    § 3.2.5.以千萬（107）為「億」的用例： 
    《雜阿毘曇心論》（卷 2，行品〉：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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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四百歲，為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

兜率陀天壽四千歲，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是呼地獄一

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呼地獄壽四千歲」（大正 28，頁

887 下）。 
 
如果把此處的「億」看成是千萬（107），就可得到等同於

玄奘譯《本事經》（T 765）的數值。事實上，《雜阿毘曇心論》

（西元五世紀前半葉譯出）是把「億」看成是千萬（107）： 
     
    「水災所漂，乃至第二禪；風災所壞，乃至第三禪。 

百億四天下，一時俱壞。 

    十九中劫世間空，一中劫器世界壞。一中劫器世界成，十

九中劫漸次第住」（大正 28，頁 960 上） 
 
再看一例： 
 
「色界中陰量如本有，欲界菩薩中陰亦如本有，三十二相

莊嚴其身，是故菩薩中陰光明徹照百億天下。 

言白象身入母胎者，不然！已離畜生故，菩薩從九十一劫

來常離畜生，順相書故，令菩薩母見如是夢」（大正 28，

959 上）。  
 
這是討論中有（中陰）的身量大小，而菩薩的中有光明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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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百億天下」，這是漢譯部派論書常見的說法316。玄奘譯《大

毘婆沙論》（卷 70）的對應部分是：「由此菩薩住中有時，照百

俱胝四大洲等，如百千日一時俱照」（大正 27，頁 361 中），「百

俱胝四大洲」317就是《瑜伽》說明「三千大千世界」的用語（本

文§ 1.2.3.）。 
    《大毘婆沙論》（卷 135）提到一則傳說： 
 
    「曾聞：尊者大迦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食已未久，登

雞足山。山有三峯，如仰雞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

言曰：願我此身并納鉢杖，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

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

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尊者，

儼然而住」（大正 27，頁 698 中）。 
 
    這是說在大迦葉尊者入滅（入定？）時，彌勒佛將於五十

七俱胝六十百千年之後出世（五億七千六百萬年），《大毘婆沙

論》（卷 178）討論為什麼菩薩要在兜率天受「最後異熟」，其

中有一見解是： 
     
                                                 
316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36）：菩薩住中有時，其身光明，照百億四天下（，

大正 28，頁 267 下）；《鞞婆沙論》（卷 14）：以是故住中陰時，百億天下妙光

普遍，謂日月最妙多力，猶不能遍照，彼以妙光普遍（大正 28，頁 517 下）。 
317 同一問題在《俱舍論》（T 1558，大正 29，頁 45 下）、《順正理論》（T 1562，

大正 29，頁 476 下），也都譯成「百俱胝四大洲等」；真諦譯《俱舍論》則作

「百俱胝剡浮洲」（大正 29，頁 20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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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唯覩史多天壽量，與菩薩成佛及贍部洲人見佛業

熟時分相稱，謂人間經五十七俱胝六十千歲，能化所化善

根應熟，彼即是覩史多天壽量」（大正 27，頁 892 下）。 
 
    兜率天的壽量，「菩薩成佛」，眾生可以見佛的善根成熟等

三者，剛好一樣，所以最後身菩薩一定會生在兜率天；但此處

說人間經「五億七千六萬（六十千）年」。 
    前一種說法只是就彌勒佛來說，此處所說的，已經有普遍

化的傾向：一切佛陀的最後身是在兜率天。 
    從理論上來說，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生，到彌勒成佛，還

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以釋尊來說，如果釋尊是在人壽百歲時

出生，而一般傳說：釋尊是在二十九歲時出家318，經六年修行

而成正覺。現存漢譯「彌勒下生經」都沒有說到彌勒出家時幾

歲。《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長部》第 26《轉輪聖王

獅子吼經》與《中含》第 70《轉輪王經》等三部經（參看本文 
§ 1.1.8.5.～§ 1.1.8.6.）都說到彌勒佛的時代，「女年五百歲始出

行嫁」，所以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生，到成佛而「叫醒」大迦葉

尊者，還是有一段距離。 
    無論如何，《大毘婆沙論》說到了「五億七千六百萬年」，

以及「五億七千六萬年」兩種時間。究竟哪一種是「正說」？ 
    在漢譯《善見律毘婆沙》，釋尊自述自己生在兜率天，「身

黃金色，飲食甘露，受天之樂，壽命五十七億六萬世間歲。從

天宮下託生白淨飯王家，於摩耶夫人受胎」（大正 24，頁 703

                                                 
318 《大智度論》說釋尊是在十九歲時出家（大正 25，頁 80 下），參看

Lamotte[1944]，208 注解部分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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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五十七『億』六萬世間歲」，與現存巴利語本的

sattapabbasavassakotisatthivassasatasahassayupariyanto（五十七

俱胝六十『百千』歲），有所不同，但其中的「億」確是 koti。
換言之，「五億七千六百萬年」，以及「五億七千六萬年」，都不

是孤例。 

 

    § 3.3.1. 最後身菩薩為何在兜率天盡天壽？《中含》32《未

曾有因緣經》的說法，「03.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

生兜瑟哆天。世尊後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多天者：天壽、

天色、天譽」（大正 1，頁 470 上）。 
    相對應的《中部》123《未曾有希有法經》

（Acchariyabbhutadhamma-sutta）則作：For the whole of his 
life-span the Bodhisatta remained in the Tusita heaven（Banamoli 
& Bodhi[1995]，980），菩薩盡其壽命都住在兜率天。這有何

意義？ 
    Endo（[2002]，209）說到：《長部》第14《大本經》說到

了十六項的諸佛「法性」（dharmmata；諸佛常法），這一些都

是與菩薩從兜率天下降有關，而時顯示佛教對菩薩誕生的重

視。《未曾有希有法經》除了說釋尊以有這一些「法性」之外，

又加了四項（合計廿項）；第三項指：Gotama Bodhisatta remained 
in the Tusita heaven as long as his life-span lasted。 
    「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 abbhuta-dhamma）是九分

教（或十二分教）的一種，其內容主要是指三寶（佛法僧）的

甚希有事，可以說是超乎一般想像，希有難得之事（印順法師

[1971]，58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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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123《未曾有希有法經》與《中含》32《未曾有

因緣經》的內容不盡相同319，似乎都是指與釋尊有關之事，但

從「大本經」看來，這是諸佛（與菩薩）共有的（諸佛常法）。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說到諸佛菩薩威力（prabhāva）的「俱

生威力」（sahaja-prabhava），其中有： 
 

「為欲利益諸有情故，上生第四覩史多天，盡覩史多壽量

而住；有三勝事映彼受生諸天子眾：一、天壽量，二、天

形色，三、天名稱」320。 
 

    顯然是結合了前引《中部》123《未曾有希有法經》與《中

含》32《未曾有因緣經》的說法，這二部《阿含經》與《尼柯

耶》的內容被《瑜伽師地論》所採認，而且說是諸佛菩薩威力

的一種，泛指一切諸佛菩薩。《大般涅槃經》（T 374，卷 32）

所說的「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大正 12，頁 588 上－下），也

提及「菩薩摩訶薩生兜率天，有三事勝：一者、命；二者、色；

三者、名」，也是屬於「未曾有法」321。 
 

                                                 
319 參看 Analayo[2011]，702－711、1052，note 93。 
320 大正 30，頁 495 下；參看《菩薩地持經》（T 1581），大正 30，頁 899 中。《瑜

伽師地論》敘及多種「俱生威力」，最後還說：「如是無量甚希有事，皆是如

來俱生威力，非是神通威力所作。如是名為諸佛菩薩俱生威力」，區分了「甚

希有事」與「神通威力」。 
321 說一切有部所傳的漢譯《施設論》（T 1538，卷 2－卷 3，大正 26，頁 517

上－頁 521 中）則對一些「未曾有法」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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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2.《長含》30《世記經》說明欲界六天的「預期生命

值」的同時，還附加一個條件：「少出多減」（大正 1，頁 133

上－中），意思很清楚，大部分的欲界天的壽命，比「預期生命

值」來的少，只有少部分會比較多。至於色界天，無色界天部

分，則是「或有減者」，甚至無色界最高的「有想無想天壽命八

萬四千劫」，也是「或有減者」（大正 1，頁 133 中）322。 

    在《雜阿毘曇心論》可以看到不同的思考（大正 26，頁 887

下）：「一切三界皆有中夭，唯除鬱單越，及兜率天最後身菩薩，

及無想天」，在兜率天的最後身菩薩一定盡其天壽，不會中夭。 

    《俱舍論》（卷 11）可以看到更進一步的說法323： 
 
   「諸處有中夭  除北俱盧洲 
    論曰：諸處壽量，皆有中夭。唯北俱盧，定壽千歲。 

    此約處說，非別有情！有別有情，不中夭故，謂：住睹史

多天一生所繫菩薩，及最後有，佛記、佛使，隨信、法行；

菩薩、輪王母懷彼二胎時，此等如應皆無中夭」。 

                                                 
322 《大樓炭經》則是說三界諸天，「亦有中夭者」，但特別提及「無思想亦有思

想天上諸天人，壽八萬劫，無有夭者」（大正 1，頁 296 下）。《起世經》（大

正 1，頁 344 下），《起世因本經》（大正 1，頁 399 下），也是說三界諸天「皆

有中夭」。 
323 《俱舍論》〈分別世品〉，大正 29，頁 61 下－頁 62 上；參看《俱舍論記》

的解說（大正 41，頁 191 下－頁 192 上）La Vallée Poussin[1923－31]，II，

176－177（Pruden[1988-90]，II，473－474）的解說；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69）「應理論者」的說法：一切有情多分中殀，唯除人趣北俱盧洲，及住睹史

多天一生所繫菩薩（大正 27，頁 35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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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中夭」分成兩種：一、處所，指北俱盧洲（Kuru or 
Uttarakuru，鬱單越），此處的有情定壽千歲

324
；二、個別的有情，

因為其本身的條件，不會中夭。所謂的最後有，佛記佛使等等，

涉及另一個概念：「四得自體」。這是把有情分成四類，其中的

「自他俱不可害」是指325： 

    「謂在中有； 

色、無色界一切有情； 

及在欲界一分有情，如那落迦、北俱盧洲、正住見道、慈

定、滅定，及無想定；王仙（Rajarsi）、佛使、佛所記別、

達弭羅（Dharmila）、嗢怛羅（Uttara）、殑耆羅（Gavgila）、

長者子耶舍（Yawas）、鳩磨羅（Kumara）、時婆（Jivaka）；

最後身菩薩，及此菩薩母懷菩薩胎時：一切轉輪王，及此

輪王母懷輪王胎時」。  
 

    兜率天最後身菩薩（住睹史多天一生所繫菩薩），在兜率

天上一定會盡其天壽，也就是現代算法的五億七千六百萬年

（576,000,000 年） 
 

                                                 
324 《瑜伽師地論》（卷 4）認為：除北拘盧洲；餘一切處，悉有中夭（大正 30，

頁 295 下）。 
325 見《俱舍論》〈分別根品〉，大正 29，頁 26 下；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151），

大正 27，頁 771 下；《集異門足論》，大正 26，頁 404 上；《瑜伽師地論》

〈有尋有伺地〉（卷 5），大正 30，頁 300 下－頁 301 下。參看 La Vallée 

Poussin[1923－31]，I，218－210（Pruden[1988-90]，I，236）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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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1.《大毘婆沙論》關於彌勒下生的時期，說到了「五

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與「五十七俱胝六十千歲」，兩者相差了

不算短的 540 萬年，但在《法苑珠林》（T 2122）本身，可以看

到更多樣化的傳說。 
    一、《法苑珠林》卷 3：「計人間四百歲，為兜率陀天一日

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兜率陀天壽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

百萬歲，即是呼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呼地獄壽四千歲」

（大正 53，頁 286 下）。 
    《法苑珠林》雖說「依阿毘曇論云」，但從其稍前説的「依

《雜心論》云」（大正 53，頁 285 下），這段是引自《雜阿毘曇

心論》（本文 § 3.2.5.）。 
二、《法苑珠林》卷 9：「《處胎經》云：佛告彌勒：當知汝

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成無上正等覺，我以右

脇生，汝彌勒從頂生。如我壽百歲，彌勒壽八萬四千歲。我國

土土，汝國土金。我國土苦，汝國土樂」（大正 53，頁 344 上）。 
這一段是引自《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卷 2）

（T 384，大正 12，頁 1025 下）。 
三、《法苑珠林》卷 16：「《處處經》云：佛言：彌勒不來

下有四因緣：一、有時福應彼間；二、是此間人麁無能受經者；

三、功德未滿；四、世間有能說經者，故彌勒不下。若當來下，

餘有五十億七千六十萬歲」（大正 53，頁 404 下）（宋朝志磐《佛

祖統記》同此，見本文 § 1.1.8.6；本文 § 3.1.7.）。 
    現存的《處處經》（T 730）是說：「（彌勒）當來下，餘有

五億七千六十萬歲」（大正 17，頁 524 下）。 
四、《法苑珠林》卷 16：「又新婆沙論云：曾聞：尊者大迦

172   正觀第六十五期/二 Ο 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食已未久，登雞足山。山有三峯，如

仰雞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并納鉢杖，

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

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

合成一，掩蔽尊者，儼然而住」（大正 53，頁 405 上－中）。 
    這是照錄前引《大毘婆沙論》（卷 135）的說法。 
    五、《法苑珠林》卷 30：「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

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屬已，

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又以法屬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

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

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釋

迦佛所付大衣，廣現神變，然後涅槃」（大正 53，頁 511 下）。 
    這與前一則所說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典據有異。但現存的

《付法藏因緣傳》（T 2058）所說的此一事緣，並沒有「經五十

六億七千萬歲」之語（大正 50，頁 301 上）。 
    同一部作品，引用不同的來源，而有不同的說法，那麼在

不同的作品，看到多樣化的傳說，也就不足為奇。 
 
    § 3.4.2.這一些不同的傳述，大體上都出現「五」、「六」、「七」

這三個數字，以關鍵的數值「億」來說【姑不論其數值究竟是

105、106、107 或 108】，有「五十億」、「五十六億」、「五十七億」

等不同用語。 
    即就「萬」而言，漢譯《善見律毘婆沙》，釋尊自述自己

在兜率天壽命五十七億『六萬』世間歲（大正 24，頁 703 中），

但其中對應的巴利語版本是說『六十百千』（即六百萬）；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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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婆沙論》（卷 178）也說到「六十千」（六萬）（本文 § 3.2.5.），

這樣的數值，還可見諸： 
    一、《阿毘曇甘露味論》（T 1553，卷 1）：「復次，人中四

百歲是兜術天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

兜術天上壽四千歲，當人間數五十七億六萬歲」（大正 28，頁

967 上）。 
    二、《摩訶僧祇律》（T 1425）（卷 40）：「無慚無愧，輕慢

佛語，犯偷蘭遮（sthūlātyaya、thullaccaya）。如兜率天壽四千

歲，墮埿梨中，於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大正 22，頁 548

下） 
    三、《犯戒罪報輕重經》（T 1467）：「無慚無愧，輕慢佛語，

犯偷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五十億六

十千歲」（大正 24，頁 910 中－下）。 
    四、《目連所問經》（T 1468）：「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

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吐羅鉢底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

壽命（如）兜率陀天四千歲，計人間算數五十七俱胝六萬歲」

（大正 24，頁 911 下）。 
    依《大正藏》的說法，《阿毘曇甘露味論》是「曹魏代譯，

失三藏名」。至於《摩訶僧祇律》是晉義熙一二到一四年（西元

416─418），法顯與楊都（南京）道場寺禪師佛陀跋陀羅合作譯

出，而其原本是法顯在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天王精舍（或作大乘

寺）所寫得。《善見律毘婆沙》是蕭齊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於齊

永明七年（西元 489）在廣州譯出的。《目連所問經》是趙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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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譯出326。換句話說，不同的時代、地點，由不同的翻譯團隊，

都傳出了含有「六萬（六十千）歲」的說法，這顯然不是翻譯

所造成的現象。 
    在「六百萬」、「六萬」之外，現存《處處經》（T 730）的：

「（彌勒）當來下，餘有五億七千六十萬歲」（大正 17，頁 524

下），又可看到「六十萬」的說法。 
 
    § 3.4.3.就情理而言，「彌勒下生」的經說，應該會說明彌

勒出世的時間，但現存諸本漢譯「彌勒下生經」（T 453～T 457）

都沒有說明！反而是在《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T 452）

說到： 
 
    「如是處兜率陀天，晝夜恒說此法，度諸天子，閻浮提歲

數五十六億萬歲，爾乃下生於閻浮提，如《彌勒下生經》

說」（大正 14，頁 420）。 
 
    「五十六億萬歲」，也可見諸被《大正藏》列為「失譯人

名，今附秦錄」的《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T 183）
327。但這數值如何算出？ 

                                                 
326 印順法師（[1968]，475）認為，《阿毘曇甘露味論》可能是符秦時代的譯品。

《摩訶僧祇律》與《善見律毘婆沙》的譯出日期，見印順法師[1971]，70、83

－84；《犯戒罪報輕重經》與《目連所問經》的關係，見印順法師[1993e]，244

－245。 
327大正 3，頁 458 下：時誦經仙人者，今此眾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摩訶薩

是。我涅槃後五十六億萬歲，當於穰佉轉輪聖王國土，華林園中金剛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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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德解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經文時，都要面對

經論所載的多樣化傳說。 

    《彌勒經遊意》（T 1771）沒有明說不贊同「五十六億萬歲」

之說，但在一開始就提及：諸佛「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時，下閻

浮提，乃成種覺」（大正 38，頁 263 上），就釋尊來說： 
  
    「迦葉佛後，漸漸減人命至千二百歲時，釋迦始上兜率

天，於天數四千歲，則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人壽命百

歲時，從兜率下，閻浮提作佛，正法五百歲，像法千年，

過千五百歲，則釋迦法滅盡」（大正 38，頁 265 上）。 
 
    明說釋尊在兜率天經「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才下生

閻浮提作佛。而彌勒出世時節則是「諸經說不同」： 
 
    「一、如雙卷《泥洹經》

328
云：一億四千餘歲，乃當有彌

勒世也。 

    又，二、如《賢劫定意經》
329
云：彌勒五億七十六萬歲下

作佛。 

    三、如《觀經》與《一切智光仙人經》同云：五十六億萬

歲與下作佛。 

                                                                                                        
龍華菩提樹下，得成佛道，轉妙法輪。 

328 《般泥洹經》（T6）「觀佛儀容，難復得睹，卻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彌

勒佛耳，難常遇也」（大正 1，頁 188 中）。 
329 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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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菩薩處胎》與《賢愚經》
330
云，及《賢劫經》同云：

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方下作佛也
331
。 

    又彌勒云：釋迦滅後，如閻浮提日月數，凡五十六億七千

萬歲，方出世也」（大正 38，頁 270 中）。 
 
    《彌勒經遊意》顯然主張「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之說。

窺基《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T 1772）、元曉《彌勒上生經

宗要》（T 1773）與憬興《三彌勒經疏》（T 1774）都注意到這

一些經說的不同，嘗試給予解說，主要是「億」的數值不同。

元曉《彌勒上生經宗要》（T 1773）認為： 
 
    「此中，若依『千萬』為億，即為五十七億六百之萬歲，

                                                 
330 《賢愚經》（T 202，卷 4）〈摩訶斯那優婆夷品〉，大正 4，頁 376 上－中。 
331 依《出三藏集記》的說法：竺法護譯經之中，《賢劫經》七卷(舊錄云《賢劫

三昧經》或云《賢劫定意經》，元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大正 55，頁 7 中）。

但《彌勒經遊意》（T 1771）此段所引《賢劫定意經》與《賢劫經》為不同的

經典。 

元曉《彌勒上生經宗要》（T 1773）也認為是兩部經典，說的內容是「《賢劫經》）

言：人壽二萬歲時，第六迦葉佛出世；人壽增減至千二百歲時，釋迦始上兜

率天，於天四千歲，人間得五十六億七千七萬歲，人壽百年時，下閻浮提」；

「《定意經》云：彌勒五億七十六萬歲作佛」（大正 38，頁 301 上－中）。 

窺基《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T 1772）則只說：「《賢劫定意經》云：彌

勒五億七千六萬歲當下作佛」（大正 38，頁 295 上）。 

憬興《三彌勒經疏》（T 1774）卻說：「《賢劫經》云：彌勒五億七十六萬歲

當下作佛」（大正 38，頁 316 上）。 

足見傳說紛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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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雜心》之文。 

    若依『萬萬』為億之數，即為五億七千六百之萬歲，近於

《定意經》說。 

    而言七十六萬歲者，算位誤取之耳。七千為七十，六百為

六也。 

    其餘三經，皆云五十餘億等者，並依『千萬』為億之數，

而隨翻譯之家，頗有增減之云耳」（大正 38，頁 301 中）。 
 
    窺基《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則認為（大正 38，頁 295

上）：西方有三「億」數：一、十萬（105）為億；二、百萬（106）

為億；三、千萬（107）為億。至於經文所說的「五十六億萬歲」，

其「億」應是以「千萬」來算，並且「是故，於經『億』字之

上，應加七字；其前六字，應『萬』上安」，也就是說，應該是

「五十七億六萬歲」，所以： 
 

「只恐梵本誦有參差過，譯家自成謬。若不爾，便少一億

五萬歲」 
 
    這是直接質疑譯經所據原本的問題；窺基所說的「五十七

億六萬歲」，其「億」以「千萬」計算，是現代說法的五億七千

六萬年。 
 
    § 3.4.4.古德面對彌勒佛出世時節的不同說法，並沒有一致

的見解，現代的作品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耿世民（[2003]，
95）譯的「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十品〈彌勒從兜率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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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說：這時彌勒菩薩仁者早于天中天佛放棄人身而生在兜

率天上。自那時以來，如數兜率天中的年數，已過去整整四千

年。如折算為人間年歲，則以過五十七億六百萬年」。這一段話

表達了：一、彌勒菩薩在兜率天四千歲，這是一生所繫菩薩盡

兜率天壽的說法（本文 § 3.3.1.～§ 3.3.2.）；二、這期間相當於

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年」，從同一作品的德語本可知，這是

57 Kotis 6 百萬年（Geng[1987]，363），等同於《雜阿毘曇心論》

的用語（本文 § 3.2.5.）。 
    Nattier（[2004]，73、211）在討論「諸佛（Buddhas）」、「正

法隱沒」的問題，提及彌勒出世：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 56 億年，

另一傳說則是 5 億 6 千萬年（One of the most common figures was 
5.6 billion years; other traditions offered a figure of 560 
million），這樣的數值源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的「閻

浮提歲數五十六億萬歲」，但可以看出這是對漢譯經文的「億」，

有不同的理解。 
    本文稍前（本文 § 3.2.5.）引述《雜阿毘曇心論》的三個

用例，認為都是以千萬（107）為「億」。其中，關於兜率天的

天壽「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大正 28，頁 887 下），Dessein
（[1999]，I，145）英譯為「The duration of life with the tusita is 
four thousand years, this is five hundred seventy-six million years 
with human.」，576 百萬，就是現代算法的五億七千六百萬。 
    但關於「（菩薩中陰）光明徹照百億天下」（大正 28，959

上）、「百億四天下，一時俱壞」（頁 960 上），Dessein（[1999]，
I，726、735）分別譯成「that shines one hundred times one hundred 
times a thousand worlds」、「The one hundred times one 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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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one thousand four worlds are simultaneously broken」，並且

特別在注解說明（Dessein（[1999]，II，534，note 871；539，

note 978），這兩段的「億」應看成是十萬（「百千」one hundred 
thousand），表示其對《雜阿毘曇心論》的「億」，看成有不同

的數值。 
 
    § 3.5.「無處無容，非前非後，有二如來生一世界。有處有

容，非前非後，有一如來生一世界」，這是玄奘譯《法蘊足論》

所傳的「多界經」的「一世無二佛」的說法。 
依《相應部》〈梵天相應〉第 14 經所傳，Abhibhu 比丘，

以神通力上昇到梵世（brahmaloka）說法，而讓一千世界（sahassi 
lokadhatu）聽到他的聲音。 

又依《長部》14《大本經》及《中部》第 123《希有未曾

有法經》，菩薩入母胎及出生，會讓「一萬世界」（dasasahassi 
lokadhatu）震動。 

《中部》第 120《行生經》則可以看到梵天於十萬世界

（satasahassilokadhatu）得自在。 
這表示特殊的能力，足以讓有情的活動，跨越出其原有的

場域。到了《增支》三集 80 經，「如來若希望，則所發之音聲，

可令三千大千世界得知，或復希望，可令更遠者得知」。「三千

大千世界」（tisahassi mahasahassi lokadhatu）成為在一般情況之

下，佛陀教化的場域。《阿含經》與《尼柯耶》，乃至各類論書、

大乘經典，一再出現此「三千大千世界」的用語。《瑜伽師地論》

稱一「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佛土；《增支》三集 80 經雖沒有

涉及此一概念，但問答中，已表現佛陀教化固有的場域，以及

180   正觀第六十五期/二 Ο 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可能的往外延伸。 
「三千大千世界」是十億個（109）以須彌山（Sumeru）為

中心，人類與其他諸趣所居住的空間所形成的器世間。對於這

些器世間的理解，是宇宙論的內容，從Gombrich（[1975]）的

論述，可以發現印度的古代宇宙論有著多元的內容。本文介紹

了Olivelle（[1993]）對印度人對數字的靈活運用，而佛典也可

看到許多關於數目的問題，同時顯示佛典所見的宇宙論雖有諸

多共同的成素，但其內容也是有多樣化的發展。 
    《阿含經》及《尼柯耶》既已經預示彌勒菩薩將會在人間

成佛，本文接著大略討論了《阿含經》及《尼柯耶》的「彌勒

傳說」，同時顯示出這些傳說也有多元的發展，中國古德把這樣

的歧異傳說，看成是「部別不同」，或是「見聞各異，難可會釋」，

甚至是「聽受機見有別，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 
關於「三千大千世界」內部的結構，論書傳述了「鄰次傍

布」與「上下重累」的不同意見。《別雜》第347經所顯示的是

「上下重累」；即使如此，在「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生一時滅（俱

生俱滅）的概念底下，除了顯示世間成住壞空的不同層次（火

災、水災、風災），還看出各種有情住處的面積與體積的不同理

解。 
這樣的結構問題，又引出「四方」與「十方」的不同認知，

此一問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印度的「正理－勝論派」是把「方」

（diw；dik）看成一種實體；《大智度論》所見的一段對談，正

是對此一見解的反應。《瑜伽師地論》把「方」列為心不相應

行，其真實意趣也應注意。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個佛土，但佛陀的教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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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自身的場域。佛陀能「於無邊世界，施作佛事」。而「三

千大千世界」的數量也是多到難以計算。 
    《瑜伽師地論》所說：佛陀「於無邊世界，施作佛事」，

以及「四方上下，無邊無際三千世界，正壞正成」之類的用語，

以及佛典經常可見「無量」、「無邊」的說法，讓人以為：世間

的空間是無限的。《大品經》初品描述釋尊所放的光明，最遠可

以到多寶世界（「其世界最在邊，世界名多寶」）。《雜含》第1307
經的赤馬天子以其神通力，歷時百年，找尋空間世界的盡頭，

還是無法達到。空間世界的範圍，似乎是大到難以想像，但佛

陀在《雜含》第234經開示：「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我

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顯示佛典裏「邊」有

多樣性的意義，「邊見」、「離於二邊，說於中道」，乃至於十四

無記的有邊、無邊，這些應予綜合的考量。 

    「三千大千世界」含蘊多元豐富的宇宙論教理，呈現了佛

陀教化場域的相對空間，也顯示多位佛陀同時存在的可能性。 
《雜含》第 946 經明白的說，過去、未來諸佛，如無量恒河

沙數；《長含》第 18《自歡喜經》則說這些前後相續諸佛是平

等的。而《長含》第 3《典尊經》與《長含》第 18《自歡喜經》

（及相對應的《長部》傳本），都可看到「一世無二佛」的教說，

其重點在於佛陀是最上最勝，獨一無二，無有匹儔。 
但不同傳本的「多界經」，一致的開示：「一如來生一世界」

（「一世無二佛」）才是正說；《阿含經》及《尼柯耶》又集出「三

千大千世界」的教法。「現在十方佛說」與「唯一佛說」的爭議

在於：「唯一佛說」主張：一切世間只有一位佛陀，一位佛陀已

足以圓滿其應有的教化。「現在十方佛說」則強調一個「三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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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世界」是一佛土，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有許許多多菩薩，在

不同的「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佛果，教化眾生。對大乘佛法來

說，《攝大乘論本》的「同時無量圓；次第轉非理，故成有多佛」，

是「現在十方佛說」的主要理據。 
《長部》第 14《大本經》（與《長含》第 1《大本經》）說

到過去七佛，也就是包含釋尊在內的七位佛陀；而這七佛中，

有四佛出現在「賢劫」。依一般的理解，「賢劫」是世界成住壞

空的一大循環，而《立世阿毘曇論》認為目前是在住劫的第九

劫。或許是基於對未來佛的期盼，傳出了「賢劫五百佛」與「賢

劫千佛」的說法。依東晉道安及《彌勒會見記》的傳說，西元

四世紀開始，印度佛教已傳出賢劫第五至第八佛的人別認同。 

信眾最關心的是：下一位佛陀何時出世呢？有三種脈絡：

一、《長含》第 6《轉輪聖王修行經》、《中含》第 66《說本經》、

《長部》第 26《轉輪聖王獅子吼經》，都開示：未來人壽八萬

歲時，有彌勒佛出現人間。經文開示的內容，是以人壽增減的

循環來理解彌勒出世的時節。二、《中部》123《未曾有希有法

經》強調彌勒菩薩要盡其兜率天的壽量（《雜阿毘曇心論》等說

一切有部論書亦同）。三、末法思想。此三脈絡本有其內在的關

連，但觀點的差異，因而有極為不同的呈現。 
    本文討論了菩薩盡兜率天壽量的問題。《中含》第 202《持

齋經》、《增支》八集 42 經－45 經，乃至《雜含》第 861 經，都

清楚說明兜率天壽量的計算方式，但因現存漢譯經論所呈現的

數值，差異很大，重點在漢字「億」，而現代算法是五億七千六

百萬年（576,000,000 年）。 
在討論「三千大千世界」的過程中，嘗試以現代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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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其數值，比對古德的譯例，乃至《清淨道論》的用語，同

時顯示《大智度論》說「百億日月乃至百億大梵天，是名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生、一時滅」，其中的「億」數值是「千萬」（107）。 
本文說明《大毘婆沙論》（及《發智論》）把「十萬」（105）

看成「億」的用例，而玄奘譯的《俱舍論》，有兩處「十萬」（105）

為「億」的用例。特別是在說明輪圍世間的底層（風輪、水輪、

金輪或地輪），透過《俱舍論》〈分別世間品〉、巴利語《世間施

設》（LokapaJJatti），乃至《清淨道論》的比對，確認了《立世

阿毘曇論》相關部分也是以十萬」（105）為「億」。 

    確認漢譯經論所說兜率天壽中「億」的數值之後，又必須

面對「五十億」、「五十六億」、「五十七億」；以及「六百萬」、「六

萬」的不同組合。 

    彌勒菩薩究竟何時下生，「彌勒下生」諸經對此未置一詞，

只有同屬「彌勒傳說」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T 452）

說到「閻浮提歲數五十六億萬歲，爾乃下生」，但一數值並沒有

得到一致的認同。窺基的評論是「只恐梵本誦有參差過，譯家

自成謬」。 

    依《佛般泥洹經》（T 5）的傳說，釋尊在入滅之前，就已

經告訴身旁的弟子：「卻後十五億七千六十萬歲，乃復有佛耳」，

就這樣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關於彌勒出世的時期，有極為多樣

化的傳說。以《阿含經》及《尼柯耶》的經說來計算兜率天壽，

固可正本清源，但現今看到已經深植人心的信仰，甚至是宗派

的主張，恐怕也只能如志磐所說的「佛所說義，不應有異，要

是部主聽受機見有別，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大正 49，

頁 30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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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ita and the births of the Buddha(2) 
Kuo,chung-sheng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ast –life Bodhisattvas would stay in 

the Tusita before they descend to the human realm and obtain 
enlightenment (Buddha-hood). The births of the Buddhas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the aspects of space and time. 

From the aspect of space, the doctrine of the 
tri-sahasra-mahā-sahasra-loka-dhātu (trichiliocosm)” can be 
found in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The Yogacarabhumi-sastra and 
other texts further state that the world systems within 
trichiliocosm shall be renovated and destructed altogether. The 
highest realm of the trichiliocosm is said to be “brahmaloka”, 
however, this word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first dhyāna realm, 
or it can also go as broad as to include the whole Form Realms 
and even the Formless Realm.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trichiliocosm contains the diversity of Buddhist cosmology, 
including the world structure, the process of renovation, 
destruction and duration of both,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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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life-span etc. 
    A trichiliocosm is a Buddha-field, domain of one Buddha’s 
teaching career. This is in compliance with saying of the sutras; 
yet, Buddha’s activity can extend beyond his field. This can also 
lead 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 of this world being finite  
or infinite. 

The concept of Buddha-field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Buddhas in ten directions.  The doctrine of “one-Buddha-only” 
emphasiz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Buddha throughout the world, 
who can give teachings to countless sentient being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otentials. Yet merely from the concept of “Buddhas in 
ten directions” still is not enough to express what said the 

Mahayanasajgraha: Innumerable sentient beings accomplish 
their practices simultaneously, and births of Buddha should not 
be only in a sequential order. the plurality of Buddha is affirmed. 

The significance of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Mahayana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emphasis on bodhisattva practice and there are 
innumerable bodhisattvas simultaneously accomplished their 
practices in different Buddha-field. 

From the aspect of time, Early Buddhist texts confirms the 
possibility of many Buddhas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n what the term “bhadrakalpa(auspicious eon)” 
actually means. The concepts of Thousand Buddha of the 
Bhadrakalpa” , and “Five hundred Buddha of Bhadrakalpa” 
appeared in later times. Moreover, some opined that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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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s of Bhadrakalpa can be seen as the at-the-same-time 
Buddhas. 

According to the unanimous traditions of all the schools of 
Buddhism, Maitreya is the Buddha next to Gautama Buddha. 
There are three contexts to know the time Bodhisattva Maitreya, 

now living in Tusita, will descend to the human realm: 1. cycle of 
renovation,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2. life-span of Tusita beings. 
3. decline of Gautama Buddha’s dispensation. 

Life-span of Tusita beings is equivalent to 576,000,000 of 
human years according to early Buddhist texts, Chinese Buddhist 
texts, however, saw a variety of traditions as to when Buddha 
Maitreya will appear. We may see it same as what Chih-pan put: 
“Discourse of Buddha is consistent, the seeming discrepancy is 
due to the faculties of the disciples, and wordings of the 
translators through the ages.” 
 

Keywords：Cosmology、trichiliocosm、buddhas in the 
Fortunate Aeon、Buddha-field、Maitreya、life-span in Tusita 

 


